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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 會變遷 中的文 化結瘙 

—— H 十六年 一月三 十日 濟畢 探搴 _濺 講穰 -I 

任何獬 於中 醣两醣 的討諭 總 覯免流 於空泛 和偏執 ❶空泛 ，因 爲中國 具有道 樣長的 歷史和 
道樣 廣的 輻員 ，一切 薄納出 來的結 諭都 有例外 ，都 需要 加以 限度 •，偏 執 ，因爲 當前的 中國正 
在變遷 的中程 ，部分 的和片 面的觀 察都 不具得 到應有 的分寸 。因之 ，我 在開講 之始願 意很明 
白的交 代淸楚 ，我 並不想 討論 本題 所包括 的全部 ，我 祗想 貢獻一 種見解 ，希 望能幫 助 我們瞭 
解 中釀社 會變遢 的方向 。我 在道 次演 講中 ，並不 能把瓧 會 各方面 ，好 像經濟 、政治 、宗敎 I 
敎育等 等的變 邊情形 ， 1 1 枚舉 ，祗願 分析在 這些方 面所共 具的基 本問題 ，也 可說是 文化的 
問題。 所謂文 化 ，我 是指一 愐團體 爲 了位育 處境所 制下的 一套生 活方式 。我說 一 r 套」 ，因 
爲 文化紙 指 一個® 體中在 時間和 空間上 有相當 一致性 的悃人 行爲。 這是成 「套 」 的 。成套 
的原因 是在： 圈體 中個人 行爲的 一敎性 是出於 他們接 受相同 的價値 觀念 。人類 行爲是 被所接 
受的 價値觀 念所推 動的。 在任何 處境中 ，個人 可能採 取的行 爲很多 ，但 是他所 屬的團 體却準 
備下 一套 是非 的標準 ，價値 的觀念 ，限制 了個人 行爲上 的選擇 ，大 體上說 ，人 類行爲 是被團 

中 _ 社會鼸 癱 中的文 化麴衋  I 


十啊  ‘  . /  fl 

體文 化所决 定的 。花 同一文 化中— 的個人 ，在 行爲上 有着一 致。 

講 到這裏 ，我應 該特別 提出位 育這 個字。 一個團 體的生 活方式 是這圃 體對它 處境 的位 
育。 ( U 孔 廟的大 成殿 前有一 個匾 寫着 r 中和 位育」 。潘光 旦先生 就用道 皤家的 41 心思也 约 
「位育 J  •兩 字翻譯 英文的 adaptation ，普通 也翻作 「適應 J 。 意思珐 指人和 自然的 相互遷 
就以 達到生 活的目 的。) 位肯 是手段 ，生活 是目的 ，文 化是位 育的設 備 WH 具 。文化 中的價 
龈 體系也 應當作 這樣看 法。 當然任 任何 文化中 有些價 値親念 是出 於人紹 集 膾生活 的基 礎上， 
祇要 人類社 會存在 一日 ，這 些價 値觀念 的效 用也存 在一日 。伹 是作任 何文化 中也必 然有 一些 
價値 觀念 是用來 位育暫 時性的 處境的 。處 境有變 ，這 些價値 & 會失其 效用。 我們若 要瞭解 1 
個在 變遜屮 的社會 ，對 於第二 類的憤 値觀念 必然更 有典趣 。因之 ，我在 這次演 講中將 要偏蝥 
於這 方面， 去分析 那些失 「 時宜」 的傳統 觀念。 

我逭裏 所說的 「處 境」 其實 可以 代以常 用的 r 琪境」 1 詞 •但 是我嫌 環境一 詞太 偏重地 
理性 的人生 舞台 ，地理 的變動 固然常 常引起 新的位 育方式 ，新 的文化 •，但 是在 中國近 日 年 
來 ，地 理變動 的要 素並不 m 要 。中通 現代 的社會 變遢 重要 的還 是被社 會的和 技 術的要 _ 
引起的 。瓧 會的 栗索 是指人 和人 的關係 ，技 術的要 素是指 人和 自然 關係 中人的 一方面 。鼴境 
一飼 似乎 可以 包括這 意思 • 

势於一 一遷 的槪念 ，我 也想作 一驻脚 。變遢 是一 _ 替易 或發 展的通 程 ，從 一種狀 飽 變成另 
一種联 齙 •若 英推寫 這邊程 •最 方便 的是比 i 南 _狀_ 的盏別 * 但 運是須 在後 起的局 面多 


少已 成形的 時候才 能有此 方便。 中國社 會會 變成什 麽樣子 ，現 /P 還沒有 人敢說 。所以 我祗能 
先說 明傳統 的方式 。傅 統的 方式不 但有記 載可按 ，而 且有 現實 的生活 可査； 關 於新典 的方式 
則 除了可 以觀 察者外 ，祇 能參考 所採取 新的要 素在其 他社會 裏所引 起的變 .进了  C 我並 不願承 
認 中國向 西洋傳 入了新 H 具 必然會 變成和 西洋社 會相 同的生 活方式 。我 不遇是 借鏡西 洋指出 
這可 能的趟 向。 

中國社 會變遷 的過程 M 簡單 的說法 是農業 文化和 H 業文化 的替易 。這 個說 法固然 需要更 
精細的 解释， 不能¥ 從字 面上 做文章 -但是 大體上 指出了 中國是 在逐渐 脫離原 有位育 於農業 
處境的 生 活方式 ，進 入自從 H 業革命 之後在 西洋 所發生 的那一 種方式 。讓 我從這 一句 揃統的 
說 法作出 發點 ，淮 而說 明 農業 處境的 特性和 在 這處境 裏所發 生的價 値觀念 和社會 結構。 

中 國傳統 處境 的特性 之一是 「 匱乏 經濟」 (Economy  of  scarcity) ， 正和工 業 處境的 
「豐 裕經擠 J  (economy o abundance) 相對照 。我 所說 的匮之 和豊裕 ，並不 單指生 活程度 
的高下 ， « % 是 偏重於 經濟結 構的本 質。 匮乏經 濟不伹 是生活 程度低 ，而 且沒有 發展的 機會， 
物質基 礎被限 制了； 豊裕是 指不住 的累積 和擴展 ，機 會多 ，事 業衆。 (我在 r 初訪 美國」 中 
有 较長的 說明) 。在這 兩種經 濟中所 養成的 某本 f 是不 同的 ，價値 體系是 不同的 。在 匱乏 
經濟 中主 要的態 皮是 「知 足」 ，知足 是慾望 的自限 。在豐 裕 經濟中 所維持 的精神 是 r 無饜求 
得」 。關於 西洋 資本主 義的發 展和 「無饜 冰 得」精 神的關 係 ，已經 由今天 的主席 Tawney 
敎授分 析過， 我不必 /!: 這裏 詳述。 我在這 裏想用 同樣方 法來 分析的 是匱 乏經濟 和知足 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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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匮 乏經濟 的形成 有着許 多條件 。首先 ，中國 是個農 業個家 。中 國人民 的生活 多少是 
直接用 人力取 給於土 地的 。土地 經濟中 的報酬 遞 減原則 限制了 中 國資源 的供給 。其次 ，我們 
可耕 地的面 積受着 地理的 限制。 北方有 着戈壁 的沙漠 ，而 且日漸 南移， 黃沙覆 蓋了農 業發祥 
地 的黃河 平原。 西方有 着高山 。東方 和南方 是海洋 ，農夫 們缺乏 航海的 冒險性 。中 華腹 地， 
年 復一年 地滋長 着人口 ，可耕 的可說 都耕了 。悠久 的歷 史固然 是我們 的驕傲 ，但這 驪傲彼 不 
該迷眩 了我們 爲此所 擔負 的代價 。這侗 舊世界 是一 個匱乏 的世界 ，多 的是人 ，少 的是 資源。 

馬爾 薩斯的 人口論 似乎最 適合於 中國的 情勢了 。伹是 我却常 覺得並 不夠解 釋爲什 麼中國 
人口會 這樣多 ，使他 們生活 程度不 能不 降得 這樣低 。人 究竟不 是普通 的動物 ，依着 生物原 
性 去增邡 他們 _ 的。 中國人 口的龐 大實在 是農業 緹濟所 造成的 ，花 利用人 力和簡 單的 工具 
去經 iwm 的峙代 ，這也 許是不 能避免 的現象 。農 作活動 是富於 季 候性的 。在農 忙時節 ，根 
短的時 两中， 必須做 完某項 工 作 ，不能 f  , 也不 能延遲 。若 是要保 證在農 忙時節 不缺乏 
勞力 ，在毎 一悃區 域之內 ，必須 儲備 着大 量人口 。農 忙一遇 ，農田 上用不 着這些 勞力了 ，但 
是道批 人口邋 得養着 。生 產是季 候性的 ，消费 却是終 年的事 1 農田不 但得報 酬所费 的勞力 本 
身 ，而 且還要 擔負培 養和 镛備這 典赛 力的费 用。 農業和 H 業性 質的不 同也分 出了擔 負的輕 
重 。表 現出來 的是 人多資 源少的 1 。 

土地所 i 力的分 最是跋 i 業技掩 而改腾 的 ❶若是 農業中 H 具改進 ，或是 應用 其他動 


力 ，所需 維持的 人口也 可減低 。钽是 ，在 這裏 我們 却雄著 了一植 f 循環 。農 業_應 用& 
力的 成分纛 .高 ，農 閲時失 業的 M 也愈多 。道 些勞 H 自然不 能餓 了肚子 等農忙 ，他們 必須尋 
找利用 多餘勞 力的機 會 •人 多事少 ，使勞 力的價 値降低 。勞 力僳宜 ，節省 勞力的 H 具不 必發 
生 ，卽 使發生 了也經 不起人 力的統 爭 ，不 _ 應用。 不進步 的技術 限 制了技 褲的 進步 ，結果 
是技術 的停頓 。技 術停頓 和匮乏 經濟互 爲因果 ， 1 直維持 了幾千 年的中 國的社 會。 

我承 認物質 生活的 享受總 是 A 生的一 種引誘 。但 是我 們應當 問的 ，在 一個資 源有限 的匱 
乏經濟 中 這種引 誘會引 起什麽 結果？ 在村 子裏， 每一方 田上都 有着靠 它生 活的人 。若 是有一 
個人要 擴張他 的農田 ，勢 非把別 人趕走 不成。 一人的 物質亨 受必然 a 其他 人生活 的痛苦 。路 
上的凍 死骨未 始不就 是朱門 酒肉臭 的結果 。人 不向 自然去 爭取享 受，； 一作有 限的供 給中求 一 
己 的富格 ，結 果不 免於人 相爭食 。這並 不 是東方 的特色 ，而是 人類社 會的基 本原則 。桑 巴克 
曾說 ，在 資本 主義以 前 的社會 通性是 「從 權力得 到財富 J 。 在中國 歷史 上固然 不缺乏 劉邦、 
朱元 璋之類 的人物 ，但 是每 個人若 都像項 王一般 ，存着 r 取而 代之 」 的心思 ，這 個社 會顯然 
是難於 安定了 。沒 有機 會的匱 乏經 濟中是 擔當不 起這一 種英雄 氣槪的 。劉邦 、朱 元璋 究竟是 
億萬 人中的 幸運兒 ，不足 爲訓； 歷 史上讀 不到的 是屈死 籬下 的好漢 。尊 榮享受 所給的 對象是 
悃人 ，幻 滅是社 會的混 m 。 這 史實〜 這敎訓 ，這 領悟， 凝成一 種態度 ，知 足安分 ； 一 代又 
一代， 知足安 分的得 到了 生存和 平安， 誰能否 認這不 是處世 要訣？ 

我這 種分析 並不想 把價値 觀念紙 視 作客觀 經濟處 境的心 理反映 。觀 念是 文化中 不能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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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 是 一種幫 助社 會位育 處境 的力暈 。在 資源有 限的匱 乏經濟 裏有 不知足 不安分 的人， 
而且對 於物質 享受的 愛好， 本是人 性之常 ，佴 是這 種精神 並不能 使人在 這處堉 中獲得 滿足， 
於是有 知足安 分的觀 念發 生了 。這 觀念 把人 安定 在道種 處境裏 。 我並 不是在 批評這 種 觀念， 
我不 遇想瞭 解這觀 念。 

從這個 角度裏 去看傅 統的儒 家思想 ，可以 弒助我 們對它 的潁會 。我常 覺得我 們這位 「 莴 
世師表 J 所企 脚的是 在規畫 出一愐 瓧 會結構 ，在 這結 構中有 着各種 身分 (君 臣父 子之類 y , 
毎個人 在某種 身分中 應當怎 f, 怎®® 。社 會結 構本是 人造的 ，人造 的東西 都可以 是一 
種赛術 。社會 也可以 是一種 一一 栴。 身分安 排定當 ，大家 安分的 生活下 去 ，人 生的興 趣就在 
其中 —— r 吾與 點也」 。這 正是像 英阈 的國術 足球。 球員們 從不威 瓷到球 場應 當要加 寬一 
些， 球得加 重一些 ，或是 增加幾 個球員 。他 們是安 r 分」 的 。他 們更； 令 會堅持 一套規 則紙許 
自己 用手， 不許人 家用手 ，自 己門上 裝個鐵 網 ，人家 門前不 許守衡 。這 樣做 不成了 _ 了。 
人生的 鴿的 若在 「游於 藝 j 的話， 我們似 乎必須 1 套社會 結構。 這結構 的創立 固然需 要合於 
薛 衛的原 則 ，大 同之境 ，而人 也必需 要安分 的粮神 。這 精神 就是 「躔」 ， 我很 想翻譯 成英國 A 
民所熟 習的 Sportsmanship  • •. portsmanship 是承路 自己 所處的 地位- 的 服從於 這地 

位 的應有 的行爲 ，也就 是 r 克己 」 •在祀 平街上 ，有* c 上霣可 以看鹨 r 知 足常樂 」 四字❶ 
快樂 是人 生的至 境 ，知 足是癱 B 的手段 • 

我並 不知道 在傅航 轚 會中 的中 鼸人是 否快 鷂；6|||^單的§却1 並不 能欣貧 進步的 


價値， 尤其是 一種不 說明目 的地的 「進步 J 。 孔子 對於生 產技術 是不發 生 興趣的 ，他 是一個 
在 農業社 會裏不 懂農 事的人 。他的 門徒中 比較更 極煸一 些的像 孟子 ，勞力 的被 視作小 人了。 
當時 和濡 家不 太和合 的莊+ ，在 限制 慾望 、知足 ，逭 一點 上是 表示 贊同的 ，以 r 有限」 去追 
求 r 無限」 ，怎麽 會 不是件 無聊而 且 危險的 事呢？ 惟 一對於 技術有 興趣的 M 家， 在 中阐思 
想上 所占的 t 遠不 如儒家 ，這 也可以 說明在 一 個勞力 充斥 的農業 處境中 去講 節省勞 力的技 
術 ，是 件勞而 無功 的事。 我在這 裏並不 能對中 國傳統 思想多 作介紹 ，我 所想的 是指出 知足、 
安分、 克己這 一 套價値 觀 念是和 傳統的 匱乏經 濟相配 合的 ，共同 維持着 這個技 術停頓 、社會 
靜 止 的局而 。 

在 這裏我 想對儒 家偏 重身 分的觀 念再下 一些註 釋 e 儒 家的注 重倫常 ，有它 的社會 背境 * 
中國傳 統社會 結構的 基礎是 親屬 關係 。親屬 關係供 給了 顯明 的社會 身分的 基圖 ，夫婦 、父子 
間的分 H 合作 是人類 生存和 綿 續的基 本功能 所必需 的 。這 些身 分比了 其他祉 會團體 中的身 分 
容易 安排 ，容易 規律 。而 H 以婚姻 和生 W 所結 成的關 係 ， 一 表 三千里 ，從 家庭這 個起點 ，可 
以 擴張成 一個 很大的 範圍。 而且在 親 屬擴展 的過程 b , 又 有性別 、年齡 、衆分 等淸楚 的原則 
去 規定各 人相對 的行爲 和態度 。在儒 家的社 會結 構中親 屬也總 是 一個主 要的網 M ， 甚至可 
以說是 一切跹 會關 係的模 範。 

以 親屬關 係作結 構的綱 M 是懢 家以 禮作社 會活動 的 規模相 配合的 。禮 ，依我 以 上的註 
释 ，是 依賴肴 相闕各 A 自動 的承認 自己 的地位 ，並 不是法 。法 是社會 加之於 各人使 他 們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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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道 。自動 的合作 ，必 須養成 於親密 、習慣 、熟悉 的日常 共處中 。「學 而時 習之」 的習 
字 ，是養 成醴的 遇程。 足球的 指導員 一定明 白球員 的合作 必須經 過朝夕 的練習 。從 這個意 
義上說 ，縝 也很 近於哈 佛大學 sayo 敎 授所謂 Social  skill, 直譯是 「社 會技術 J  , 意譯是 
「灌 掃應對 J 。 用普遏 社會學 的名詞 來說： 積極的 和自動 的合作 需要 高度 的契合 ，契 合是指 
行爲前 提的 不謀而 合， 充分的 會意； 這却需 要 有相同 的經驗 ，長期 的共處 ，使 各人的 想法、 
做法 都能心 領神會 。換一 句話說 ，人 和人之 間的親 密合作 ，不 能是臨 時約定 ，而 需要 歷史養 
成 。親屬 在這方 面說正 是人和 人的臊 史關係 ，家庭 又正是 養成親 密合作 的場合 。在家 庭和親 
牖關係 裏，. r 社 ♦技術 」 綦易 脚 養 ，以 鏟來 規範生 活的瓧 會也最 易實現 ◊霱 家想劁 造一 梱禮 
疴 往來的 理想社 會結择 ，中 國原有 的親羼 組織也 就成這 結 構的底 子了。 

也許我 們可以 問這 種把社 會身分 規定住 了的結 構不是 一 種保守 主義麽 F 從人 類文 化的物 
質基礎 上 說也許 是這樣 。但是 我覺得 倕家 並不是 反對物 質的享 受 ，孔子 至少承 認富人 也可以 
篇善 ，麯 則和窮 人爲 善的方 法不完 全相同 。他獬 於 f> 財货並 不關心 ，他 所鬮心 的 是人和 
人 的相處 ，並不 在人鬌 自然 的利用 。我 們若 M 爲 i 辨讒 ，可以 說不綸 人對自 然的利 用到什 
麽程度 ，人 和人 相處 相祷還 i 人生直 接有鬮 的两題 。對 於這 問題 ，人類 還得不 住的用 工 
夫， 求善道 。因之 ， f 可以有 理由！ r 物質享 受之 道不加 關心。 心並 不是— ， r 你去 
■厢別 人好了  * 」 若聶我 們從 A 和入 的醐 係上 去看 ，儒 家並不 是保 守的， 而是有 理想的 ，有理 
想的就 不能 對現蜜 癱袁❶ 羼 子的搦 , 坐不暖 寒 .，篇 的是 f 理想。 擻 會結構 的標隼 


是完整 ，是大 同 * 道禰槪 念和法 » 社會學 家的前 驅 r  Play 和 Durkheim 很相近 。 大同 或是 
社會 完整， 很不易 加以簡 單的定 轆， 若 是必須 i 的餌 ，我認 爲‘這 是一種 社會親 織的 程度， 
在道 程度上 個人覺 得和® 餿相会 而且 在作道 薄#的 一部分 畤 ， II 人從圍 體中獲 得—活 索 
要的髙 度滿足 ❶ Dsrkbeim 在他的 「 自殺論 j 裏反！ 8 的說 明了不 完整瓧 會 的形態 。 在他 之前 
Le  play 已有六 册百 著分析 H 業初 期歐洲 社會的 解租 。道兩 位大驊 對於英 _ 人類 學的 影響之 
深早已 顳著 ，但是 他們對 於現 代瓧會 的批判 却並 沒有 引起海 峽對岸 的回響 ❶可是 ，遠 隔大西 
洋的美 S , 這某 本槪念 ，社 會完整 ，却 被許 多硏究 H 業組 織的學 者們所 重視了 ，可惜 的是數 
十年中 ，人 類已 經受到 兩次大 戰的打 擊了 。回念 我們被 視爲古 舊的中 華文化 ，幾 千年 來這問 
題久 巳成爲 思想家 的主題 。東 西相隔 ，我們 的傅 統宽迄 今沒有 人能應 用來解 釋當前 人 類文化 
的危檐 。人 類進 步似乎 a 不應單 R 於人對 自然利 用 _ 鑼圏， 應當及 早 癀轚男 人和人 其同 相處 
的道 理上去 了 0 

我對 中薄 傅統 秩序一 J 說了 不少始 話 ，可 是我 還紙 能牖 枝大葉 的提出 一些 問* 罷了 。我這 
簏話 f 說明中 醣傅統 價值 觀念 是和傳 統瓧會 的性 質相配 合的 ，而 且互相 螢生 伸角的 。希望 
並沒有 引起一 種誤會 ，認 爲我 是主張 回返傅 統或是 窗目於 饑餓 的羣衆 。卽 使我承 認 傅統社 會 
曾轭給 予若干 人生活 的幸緬 或樂趣 ，我 也决 不願 意對 這傅兢 有絲毫 的留戀 。不論 是好是 壤， 
這 傳統的 局面是 a 經走了 ，去了 。 最主要 的理由 S 境 a 變 。在一 個已經 h 業化 了的 西洋的 
旁邊 ，决沒 有保 持醒乏 經 濟在東 方的一 S1B 。 連應於 鼴乏艎 濟 的一套 生活方 式， _ 持 這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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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 式的價 値體系 是不能 苒轉 •助我 們生存 任 這個 新的處 墦裏了 。 「悠 然 見南山 J 的情 境倕管 
高 ，儘管 可以娛 人性靈 ，但 是逼 人而來 的新處 境裏 已找不 到無邪 的東解 了 。我 不反對 我們能 
置身 當年情 景欣 賞傳統 的幽美 ，仴這 欣賞並 不應擋 住我捫 正 視現實 ••這 一個利 用自然 動力， 
機器 ，和臃 大組繍 的生產 方法； 這人 口匯集 ，車 如流 水的都 市：這 財 富累積 ，無 饜求得 的瓧 
會 •，道 疾 如流星 ，四 通八達 的交通 •，道 已經 發現了 利用原 子能的 新世界 1 回 到我最 初的命 
題， 這自從 M 業革 命之後 J: 西 洋所發 生的那 一套生 活方式 ，這 是一個 豐裕的 經濟。 

我並 不覺得 自己配 談西洋 文化， 我缺乏 分析這 新處境 所需的 知識 ，但 是從 別人的 著作中 
看去 ，似乎 H 業革 命曾在 歐洲社 會引起 過一愐 很重 要的轉 瘦 •，在 西洋人 民的生 活中已 有一套 
新 的原則 在活動 ，在 若干方 面正和 我在上 面所指 出的那 種生活 方式剛 _ 相反 。 當然， 我並不 
是說東 方和西 方事事 相左， 我們的 白天是 你們的 黑夜； 你們 的白天 是我們 的黑夜 。人 類文化 
有着 基本的 相同點 ，佴 是今 天我是 在討 論變遷 ，變遷 是出自 相異。 

若是 匮乏經 濟和豊 格經 濟紙是 財富多 寡之別 ，東方 和西方 正可以 相鄺 而處 ，各 不相徺 • 
貧 而無諂 ，富 而好施 ，還 是可以 往 來無阻 。但是 這兩種 經濟的 不同却 有甚於 此。® 乏經 濟是 
封朗的 、靜止 的經濟 ，而 豐裕經 濟却是 嫌展的 、動 的經濟 。 工業車念 之後 的西洋 ，代 表着一 
搁擴展 的通程 ， 1 锢無孔 不入的 進取性 的力量 。甘 地想從 愐人意 志上立 下一道 匮乏經 濟的最 
後防線 ，顯 然是勞 而無功 。逋 世界 B 因交 通的發 達而 形成不 可分割 的一髖 ，在這 一體 之內， 
手典和 1相« 爭 ，人力 和自衢 力相# 爭 ，結果 K 乏纒濟 欲 退無地 ，本 B 薄靨 的財官 ，因手 


H 業 的崩潰 ，生產 力的減 少 ，而益 趙貧弱 。在這 方面說 ，確是 一個弱 肉強食 的場合 。儘 管你 
可以瞧 不起錦 衣玉食 ，但 是當饑 寒交迫 的時候 ，誰 也不能 不承認 生活確 是有一 道物質 基礎 
的 Q 當經 濟的躱 爭把 人推到 不能不 1 物質生 活的重 要時， 怎能不 憬然 醒悟最 初不重 親物質 
生 活的失 策了。 

卽在 東西接 觭之初 ，西 學的實 用是早 經公認 的了， 我們可 以很簡 單的說 ，直 接使 東方受 
_ 患難的 是西方 的武器 和生產 技術。 這就是 r 西學 爲用 」 的用 的方面 。在 學習和 接受 西學之 
用的方 面時， 我們逐 漸發現 了用和 體是相 關聯的 ，是一 套文化 。技 術是 人利用 自然的 方法， 
重 視技術 ，發 展技術 是出一 種人對 自然的 新關係 。匱乏 經濟因 爲資 源有限 ，所以 在 位育的 
方 式上是 修己以 順天 ，控制 自己的 慾望以 應 付有限 的資源 •，在 豐裕經 濟中則 相反， 是修天 
以順己 ，控 制自 然來應 付自己 的慾望 。這種 對自然 的要求 控制使 人們 對它要 求瞭解 ，於 是有 
了科學 。西學 確是重 於人和 自然的 鬮係， 根本上 脫不了 利用厚 生之道 ，是重 r 用」 的 。但是 
這偏 重的背 後却有 一種新 的看法 ，這看 法規定 着人在 宇宙奥 的地位 ，是 出於 西洋宗 敎的基 
源 。這 一點 ，今天 的主席 Hawney 先 生已經 分析過 ，不 必重述 。 我想指 出的是 g 基科 敎傅統 
中所 孕育 的那樋 無饜求 得的現 代精神 ，祗有 在一個 豐裕經 濟中才 能充分 發揮， 成爲領 導一個 
時 代的基 本力量 。我 在論匮 乏經濟 時曾指 出一種 循環： 勞力愈 多， 技術愈 不發達 ，技 術愈不 
發達 ，勞 力也愈 多 •，在 豊裕經 濟中也 有一種 循環： 科學愈 發達， 技術愈 進步， 技術愈 進步， 
科學也 愈發達 。到 現在 至少已 有一部 分人威 費到 ，科 學發 達得太 快， 技術進 步得太 快 ，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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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 知怎 樣去利 用已 有的科 學 和技術 來得男 和平的 生活了 •這阑 種循 環比較 起來， 前者一 一造 
成人類 的貧窮 ，後者 已造成 了人類 的不 : ic 全， 都可以 說是惡 性的。 

中國 傅統文 化中不 發生 科學 ，决 不是中 國人心 思不靈 ，手 脚不巧 ，而 是中 國的匮 乏經濟 
和倕家 的知足 教條配 上了 ，使我 們不去 注重 人和自 然間的 問題， 而去注 重人和 人間的 位育問 
題了 。我不 敢說在 人事上 中國傅 統文 化是否 有很大 的造就 ，但 是在科 學上沒 有發逶 ，那 是無 
法 否認的 。一直 到現在 我還是 不敢說 中國的 科學已 有基礎 。我懷 疑在中 國經濟 得到解 放之前 
科學在 中國是 會入土 滋長的 。我 們要 知道儀 去一百 年東西 的接觸 ，並沒 有造下 中國能 在本土 
發達科 學 的處境 。道遠 東的大 H 至 今不遇 是西洋 H 業的 市場 ，本 身並不 是一個 H 業的 基地。 
我似乎 覺得 H 業 化和科 學化是 相配的 ，分 不開的 。日本 H 業發 達之後 ，科 學上 的成就 並無遜 
於西洋 ，是一 個很好 的證搛 。中國 經了一 百多年 ，在 接受西 洋文化 上還沒 有顯著 的成效 ，在 
我看來 ，是 在我們 匮乏經 濟的惡 性循環 並沒有 打破， 非但沒 有在經 濟上得 到解放 ，反 而因爲 
和現代 H 業阐 家接觸 之後 ，更 形窮困 •在這 生產力 日降 ，生活 程度日 落的 處境中 ，絕 不會有 
「現 代化 J 的希 望的❶ 

在接 受西洋 生產技 術的過 程中， 還有一 種困難 ，我 願意在 這裏加 重 的提_ ，那就 是利用 
現代技 術的社 會紐織 。在 西洋， 因爲現 代技術 的需要 II 生 了集中 的工廠 。 工廉 在中 阐都 市裏 
也 發生了 ，機器 也裝上 7 ,  H 人也招 來了 。鼸則 在規模 上比不 了西洋 ， 但 是這 新的生 產組織 
至少 也傳入 了中國 。中 國 鄉土 H 業的 崩撗 使很多 農 民不能 不背井 離鄕 的到都 市裏來 找工做 ❶ 


H 廠裏要 H 人， 决不 會缺乏 。可 是招得 H 人却 並不等 於說這 批 H 人都 能在 新秩序 裹得 到生活 
的滿足 ，有 效的 H 作 ，成爲 這新秩 序的安 定力量 。依我 們在戰 時内地 H 厥裏實 地硏究 的結果 
說 ，攀 實上並 不如此 (可 參考史 國衡著 「昆 廠勞 HJ  ) 。 我們認 爲 在中國 現代的 H 廠裏 ，擴 
大一些 ，現 代的 都市裏 ，正 表示着 一種瓧 會解组 的遇程 ，原因 是現代 H 廠的糾 織還沒 有發達 
到 完整的 程度。 

我在 上面一 I 說過社 會完整 的意思 。在 完整的 社會 裏瓧 會所要 個人做 的事， 養孩子 ，從事 
生產 -甚至 當兵打 仗 ，個 人會認 眞的覺 得是自 己的事 。這 就是我 所謂 r 個人 覺得和 團體相 
合」 的意思 ，要使 人對於 社會身 分裏的 活動不 感覺到 是一榨 責任， 而是一 種享受 —— 孔子所 
謂 r 不如 好之者 j 的境界 —— 至少要 先使人 對於 他所做 活動和 自己生 活的關 係有認 識 •，活 
動 、生活 、社會 三者要 能結合 得起來 。這裏 ，在 我看來 ，必須 要一 個完整 的人格 ，就 是個人 
的 一舉一 動都得 /J: 一個 意義 之下關 聯起來 ，這 意義又 必須要 合於社 會所要 求於他 的任務 。現 
代 技術的 發達花 社會紐 織的本 身引入 了一個 r 超人 」 的標準 ，那 就是敁 小成本 最大收 獲的經 
濟律。 在這檫 準之下 ，再加 上 了機械 活動的 配合律 ，串成 一 套生產 活動， 支配這 活動的 最終 
目的收 不是 參加活 動者的 個人 y 的 ，甚 至並非 社會 的目的 ，而是 爲生產 而生產 ，爲 效率而 效 
率的 超於人 的目的 。資 本主義 的不斷 累積 ，是 出於積 財富於 天上的 動機。 

在這 種活動 體系中 ，一個 H 人實 在不易 瞭解在 這體系 中他個 人活動 的意義 何在， 除了從 
這 活動中 所得到 的報酬 。他們 能吸牧 男镅 人生活 體系中 i 的紙是 這報酬 ，兼 不是活 動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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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他們费 於 活動本 身並不 發生典 趣 ，沒 有樂趣 ，更 談不到 r 好之」 的境界 * 於是在 現代工 
業 裏的勞 H 最主 要的 要求是 ，少# H ， 多 得報酬 ，這 還是 歐美勞 H 運動 的基 本目標 。在赴 會 
學的 觀點 上看 ，是瓧 會解紐 的現象 ，因爲 這裏充 分表 現了瓧 會缺 乏完整 bLe  Play 和 DU? 
khei 日 很早的 見到這 個趙勢 ，威 覺到 人類社 會 的危機 。 

西 洋這社 會解組 的趨 勢並 沒有很 袂的走 上危機 ，因 爲現 代技術 嫌朗一 方面打 破了戤 會的 
完整性 ，但 是另一 方面却 增進了 1 般人民 的物質 享受 。而 且他們 有充分 的時間 ，逐 步的用 
r 法」 把社會 mt; 下去 。基督 教和羅 馬 法本是 西洋文 化的兩 大遺產 ，和現 代技術 結合， 
造成 了個人 資本主 義的一 種文化 。在 中國， 現代技 術並沒 有帶來 物 質生活 的提高 ，相反 的， 
在國際 的 H 業競 爭中， 中國淪 入了更 窮困的 地步。 現代技 術所具 破壤瓧 會完整 的力量 却已在 
中國社 會中 開始發 生效果 。未 得其利 ， t 其雾 ，使 中國的 人民货 傳統 B 失信任 ，對西 择的 
新 秩序又 難於 接受 ，進入 歧途。 

花歧途 上的中 豳正接 受着一 檷嚴重 的試驗 •我當 然希望 歐美的 文化鈽 a 螢生了 現代技 
術 ，能 百尺竿 頭-再 進一步 ，劁 造出 1 個和 現代技 轎能配 合的完 整的社 會結構 。這 可以使 在 
技術 上後進 的東方 狨輕 一些 擔負。 但是我 不能不 懷疑 現在這 種結構 已經 存在 ，雄 則我 願意承 
認戤會 主義 在英國 的出現 確表 示着對 這方 向的邁 進 4以 往紙 在技 術上求 發明 ，而忽 略各社 會 
龃織上 求進步 和配合 ，不 能不 說是人 類朦史 上的懺 事。 我們的 傅铳 ，固然 使我們 在近 百年來 
迎 合不上 世界的 新處境 ，使無 數的人 民蒙受 窮困的 炎難， 但是_ 苦 了自己 ，還沒 笮遺害 別 


人。 忽略技 術的結 果似乎 沒有忽 略社 會結 構的弊 病爲大 。若 是西 方經過 了這兩 次 大戰而 a 覺 
悟 到非注 意到人 和人的 關係時 ，我想 也許我 們幾千 年來在 這方面 的硏討 和經驗 ，未始 沒有足 
以用來 參考的 地方。 在這裏 我記起 Radcliffe-Brown 教 授的話 ，他發 揮了社 會人類 學的理 
獪之後 ，在 中國 的一次 旅行中 • 糙 現 了荀子 的著作 裏有着 不少和 他相同 的見解 。在歐 、洲 曾有 
遇一 次文藓 復興 ，爲 這現代 文化開 了一扇 大門， 我不敢 否認世 界文化 史中可 能 再有一 次文藝 
復興 。這一 次文藝 i 也許 將以人 事科學 爲主題 ，中 國和 其他東 方國家 傳統可 能成爲 復興的 
底子 。我 不必在 這方 面多作 猜測 ，在 我們中 國立場 上講， 我們紙 有承 認現在 有 的弱點 ，積極 
的接 受西洋 文化的 成就， 但是我 們也應 當明瞭 怎樣去 利用現 代技術 和怎樣 同 時 能建立 一個和 
現代抜 術相配 的社會 結構， 是兩個 不能分 的問題 。若 是我們 還想驕 傲自己 蜃 史地位 ，紙 有在 
這當前 人類共 同的課 題上表 現出我 們的貢 獻來。 

中國社 會變遷 ，是世 界的文 化問題 。若 是東方 的窮困 會成爲 西方社 會解體 的促進 因素， 
則我 們共同 的 前途是 十分黯 淡的 。我願 意在結 束我 這次演 議之前 ，能再 度表達 我對歐 美文化 
的希望 ，能在 這次巨 大的慘 劇之後 ，對 他們文 化基礎 作一锢 深切的 &_討 ，讓 我們 東西兩 大文 
化共 同來擘 畫一個 完整的 世界社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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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成相尅 的兩 種看法 

對於 中國鄉 村和都 市的鼷 係有相 成和相 尅的 兩種 看法： 

f 論上說 ，鄕 村和 都市本 是相關 的一體 。鄕村 是農產 品的生 產基地 ，它 所出產 的並不 
能全 部自消 ，剩 餘下來 的若堆 精在 已沒 有需要 的鄕下 也就失 去了經 濟價値 。都 市剛和 鄕村不 
同 。住在 都市 裏的人 並不從 事農業 ，所以 他 們所需 要的糧 食必需 集铋村 的供給 ，因之 ，都市 
成了辑 食的大 i 。 市場翥 大 ，糧 食的價 値也愈 高 ，鄕村 裏人 得利也 愈多 。都 市是 H 業的中 
心， H 業需要 原料， H 業原 料有一 部分是 農産品 ，大豆 、橺浊 、棉花 、煙草 ，躭 是很 好的例 
子 。這些 H 業原 料比 了轎 食有時 經濟利 益較大 ，所以 被稱 作經濟 作物 。鄯 市裹 H 業發 達可以 
使鄕村 能因地 植宜， i 逭 類經濟 作物 。另一 方面說 ，都 市裏的 H 業製避 品除了 i 市泯 
外 ，很 大的一 部分是 f 鄉村的 。都市 業製 造品 去換 取鄕村 裏的糧 食和 H 業原 料。！ i 
市之間 的商業 纛繁榮 ， 赛 方 居民酌 生括程 度也愈 髙 。這 種看 法沒 有人能 否認。 如果想 提高中 
國 人民生 活程度 ，這 愐鄉寥 相成論 是十分 重驀的 。中* 最大多 數的人 民 是住在 鄉村裏 從事農 
業的， 要使他 們的收 入薄 II , 戴有 鄉市的 柱來 ，函 力從 發展 都市入 手去 安定和 鑛 


大農業 品的市 壜 ， 鄉村才 有繁榮 的希鑲 。 

但是 從過 去歷 史看， 中阈都 市的發 達似乎 並沒有 促進郷 村的繁 榮。 相反的 ，猓市 典起和 
鄕村 袞落在 近百年 來像是 一件事 的兩面 C 在抗 戦初年 ，重要 都市被 敵人佔 領之後 ，鄕 市往來 
被封 鎗了， 後方的 鄕村的 確有 一度的 (卽 使不說 繁榮) 喘 息 C 這 現象也 反證了 都市和 鄕村實 
在害多 利少 。這 懦着法 若是正 確的 ，爲 鄉下 人着想 ，鄕市 的通路 囊是 淤塞 ，愈 是封鎖 ，反而 
愈好。 

這兩棰 看法其 實都是 正確的 ，前者 說明了 正 常經濟 結 構中應 有 的規象 ，後 者說明 了中® 
當前經 濟畸形 發展 的事實 。讓我 先分析 一下爲 什麽在 中國 應當是 相成的 經濟配 偶會弄 得反目 
相尅 的呢？ 

傳統 市鎭 並非生 產基地 

第 一我們 應當瞭 解的是 /鄕市 的 差別在 中阐並 不是農 H 的差別 。在 傳統 經濟中 ，我 們的基 
本 H 業是 分散的 ，在 數景 上麝 ，大部 分是在 鄕村中 ，小 農制和 鄕村 H 業在中 國經濟 中 的配合 
有極 長的 歷史 。孟子 B 經勸 過人 i 田園 四周種 些桑樹 ，意 思是農 業本身 並養 不活農 場極小 
的人家 ，惟 一的求 生方法 是兼職 ，農閒 的時候 做些手 H 業 。基本 H 業分散 的結果 ，鄕 市之間 
並不成 iH 的分 工了  * 鄉 村是傅 統中 鼸的裊 工 並重 的生 產基地 。它 們在 日常生 活中保 持着 
高度的 自# 。憤於 降低生 活东應 ^一^ 的鄉 下老百 姓 ，除了 鹽， 根可以 安於自 給自足 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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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雄 則遠種 自給 自足 的經濟 —是 as 芝的。 

在鄉村 裏生產 者之間 ，各 生產 的東西 可能並 不完全 相同， 於是需 要交換 。 i 質易 
在 大部分 的中國 到現在 還是在 日中爲 市式的 「 街」、 r 集」 等 的 f L 癱行的 。街 
集之類 的 貿易場 合裏甚 至還有 直接以 貨 § 的方式 ，卽 是以 wiBe 嫌介的 ， I 瞥也常 載 是價 
値的 薄碼； 帚着 货物上 街的人 ，還 是鬌 了其 f 物回 家的 。鎳村 裏很大 部分 的貿 易 活動就 到 
道 類街集 爲止。 

在 比较富 庶 的地方 ，道 類街集 集合 的時間 可以頻 繁些 ，頻 繁拜每 天都有 ，更在 i  一奠合 
的場 所設立 了爲憩 息之用 的茶館 ，爲 收貨販 運者貯 貨的 小倉庫 — ^ 了一個 永久 性的 小市 
鎭。 我願意 相信這 類從 鄉村貿 具 霱粟裏 產生 的小市 鎮在 中固备 處都有 ，但 是中 鼷很多 較大的 
市 鳞却並 不都是 這樣興 起的。 

中國 人口的 繁殖 ，使 娜間的 # 力！ in 。 遇剰 的勞 力在觝 有 f 和小規 模的 家處手 H 業的 
傅統經 濟中 並不能 離開 鄕村， 他們盡 力的以 降低 生活程 度爲手 段向別 人爭取 H 作機 會❶蒡 力 
成本 的降落 ，使一 部分稍 有一些 土地的 人付出 很低的 代價就 可以 得到脫 離勞 作的機 會了 。他 
們出 粗了土 地 ，自己 就離癤 住入较 爲完 全的 成裹去 。在鄕 醐做個 小小 富翁 # 不是件 太安心 的 
事 ，那 是我 們中阈 人的普 i 驗， 用不费 我來舉 例作務 的 。那些 地主們 在他們 住宅周 圍築愐 
城艢 ，可以 保衡 。恤 « 有資 本可以 _典 當嫌 ，可以 在毅醆 時收穀 ，穀 貴時 資穀 ，可以 放高利 
貸 ，可以 等鄕® 的自耕 農 來押田 i  ,1遢1 個時候 a*# 貢  0  Tawnev  教授曾 說： 那些離 地 


地 主和佃 戶的膦 係其實 是金酏 性質的 。我 想我們 很可說 ，道 類市 鎭所 具的金 融性質 確 在 商業 
性窗 之上， ，至於 H 業實 在說+ 上 。在道 類市 旗中 ，固然 有兼做 大戶人 家 門房的 裁縫舖 ，有滿 
储紅 漆嫁 奩的木 匠舖 ，有 寅胥九 補藥的 藥材鋪 ，有 技術 精良專 做首飾 的 銀匠舖 1 這些 祇是 
附靠着 地主們 的藝匠 ，像歐 洲中古 封主堡 曼裏那 些蘸匠 的性質 相同。 

這些市鎭並不是生產基地，他們並沒有多少出產可以去和鄕村裏的生產者交換貿易.>他 
們需 要糧食 .需要 勞役 ，可 f 們 並不必 以出產 去交換 ，他們 有地租 、利息 等可以 徴收 。鄕 
村费 於道 些市錤 實在 說不 上什麽 經濟上 的互助 ，紙 是一 項擔負 而已。 

鄉村 靠不上 都會 

自從和 西洋發 生了密 切的經 W 關係以 來 ，在我 們國土 上又發 主了  一種和 市嫌不 同的 工 商 

都大邑 。這 種都會 確是 個生產 中心 •但 是它 們和 鄉村 的關係 却並不 是像 我們在 上節所 提到的 
理論那 樣簡單 9 我已 說過中 阈傅統 經 濟中曾 有很發 達的手 工 業 •技術 上當 然很差 ，出品 也不 
漂亮 ，但 是却是 鄕 下老百 姓的收 入來源 。現 代都會 一方面 把 大批洋 貨蓮了 進來， ，方： 曲乂用 
機器製 造日 用品。 結果是 鄕村 裏的手 H 業遭 殃了 。現在 到鄕村 裏去看 ，巳 經沒 有多少 人家自 
己紡鈔 織布了 。都會 典起把 鄕村裏 一 項重要 的收入 奪走了 。如果 鄕村裏 農業因 之繁榮 r , 手 
H 業的崩 潰並沒 有什麽 鬮係 。可惜 的是農 業並沒 有因都 會典 起而繁 榮起 來❶都 會裏確 D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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轜 食 。需 要增加 ，糌 食價 格不是 也可以 提高了 麽？ 不然 C 中阈 的現 代交通 紙溝 通了 幾悃都 
會， 並不深 入鄕村 。道種 特殊的 ，有 人說這 是專門 是爲推 銪洋貨 而設計 的交通 系統： 的確會 
發生 向海外 運糈食 、比了 向國 內産糧 食的鄕 村中去 除買 和運輸 爲便宜 的事情 •而且 ，在 都會和 
鄉村之 間還隔 着一個 市錤。 

西洋貨 實際上 運到鄕 村裏的 並不多 。牙刷 、牙青 之 類當然 用不着 ，就是 布疋還 是以 洋紗 
土織 的居多 。鄕下 老百姓 决不是 和外匯 發生直 接關係 的人中 間有市 鎭擋着 。市 錤上這 些不 
事 生產的 地主們 ，在 享樂一 道上是 素有 訓練的 。他 們知 道洋貨 的長處 C 他們 把從 鄕村裏 _ 
的農産 品送入 都會， 換得了 洋货自 己消费 了。 鄕下 的生產 者並沒 有看到 洋貨的 影子， 看到了 
也 買不起 。鄕 村裏的 老百姓 本 來靠手 H 業貼 補的， 現在這 項收入 沒有了 ，生 活自然 更貧窮 
了。 他們不 能不早 日出售 農產物 ，不能 不借債 ，不 能不 當東西 結果不 能 不賣地 。從 與日俱 
增 的地租 、利息 —— 且 不提因 政治而 引起的 « 派 、 損税 、敲詐 —— 使他們 每年留 在鄕材 裏自 
己消费 的產 物一天 減少 一天 ，大批 無償的 向市錤 裏輸送 。在 市鎭 裏遇一 逭手 ，送人 都會 •.市 
鋳裏 2 地主 的享受 增加了  > 但是鄉 村的血 液却渐 形枯竭 ❶ 

、這 個分析 ，說明 了在中 國 的遇 去和現 在 ，鄕 材和 称市 ( 包 括傅統 的市 縝和 現代的 都雷) 
是 相尅的 。如果 我們不 能改 變 道檷 局獮 ，將來 也還是 暹鬌 ❶所謂 相鶬 ，也 紙是依 一方蕕 面 
說 ，就是 郡市尅 鄕村 C 鄕村則 在供攀 都市 ，。在 這情 形下 ，鄉 村沒 有了霉 市是他 幸事， 都市却 
絶不 能沒有 鄕村 。我們 若 WI 道 1 我們 才能 @ 白 篇什麽 在抗載 時期， 後方鄉 村有邊 一度 


鳙息 的機會 ，爲 什麽 H 合運 動可以 很 快的發 M 。 我們也 才能明 白爲什 麽 很多地 方的老 百姓並 
不因目 前軍事 把鄕村 和都市 镉斷 而發傻 ，這 是鄉 村裏的 老百姓 所求之 不得的 ❶鄕村 和都市 一 
觴斷 ，受打 擊的 是都市 。以 往近 百年來 ，都 市並沒 有成爲 一個自 立的生 產基地 ，主要 的是洋 
貨 的經紀 站 。洋货 固然 沒有大 量的流 入鄕村 ，但 是用來 換取洋 貨的土 產 却幾乎 全部靠 鄕村供 
搴的 供 奉的來 源一斷 ，除了 不受傖 的救濟 品和借 來的東 西外， 洋貨是 進不來 了 。現 在我們 
g 乎 a 碰 着了這 個暹局 

都 市破產 鄉村原 始化的 悲劇 

自從 現代交 通縱 貫南牝 的路線 打通了 由自然 地形所 i 的三 大流成 之後， 南北朝 的局面 
在 今後臁 史上已 不易 有出現 的機會 。可是 這都市 和鄕村 間近百 年 來所累 積的矛 盾却終 於暴露 
了一 種新 的裂痕 ，點線 和面脫 離了政 治扣 經濟的 聯繫。 /n 短期看 ，鄕 村離 開都. 1£可 以 避免農 
產 品的大 量外流 ，使鄕 下老百 姓在 椅食上 不致匮 乏以 致饑荒 .。這 本 是一種 消極性 的反應 ，因 
爲鄉村 一離 開都市 ，它 們必 須更 向自給 自足的 標準走 。自 給自足 得到的 固然是 安全， 徂 是代 
價是 生活程 度更沒 有提高 的可能 。回 復到原 始的簡 陋生活 ，自然 不是解 决中國 經濟問 題的上 
策 。可 是我們 也必須 承認， 鄕村的 寧願抛 離都市 ，老 百姓寧 願生活 簡陋， 原因是 都市在 過去 
一個世 紀裏太 對不起 了鄕村 。先奪 去了他 們收入 來 源的手 ：丄 業， 他們窮 困了， 更乘人 之急， 
用高 利貸 去騮 出他們 的土地 ，最後 他們還 剰些什 麽可以 生活的 呢？ 鄕村若 决心脫 離都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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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 短期問 並不 會有比 以往更 苦的 遭遇； 但是猓 市却 不飽沒 有癟材 。所以 阈 題是發 生在霉 市 
裏❶ 

都會 H 商業 的基 雄並不 直接建 築在導 村生產 者的播 貝力上 ，現 代貨 物的市 場是都 市裏的 
居民 。道 些人的 瞎買 力很大 部分倚 赖於鄕 村 的供奉 。鄕村 的脫離 都市 最先是 威脅了 直接靠 供 
奉 的市錤 裏的地 主們， 接下去 影響 了整 個都 市的畸 形經濟 。爲 了都 市經濟 的持禊 ，，不 能不利 
用 一切可 能的力 量去釕 詡嬅 村的 封儀 了  * 愈打 ，累 積下 來的癱 市矛盾 暴露得 更淸楚 ，合 權供 
會也 更少。 

中國 的經濟 决 不能久 長 停在蘀 市破 產癉材 原始 化的狀 態中； 尤 其是在 這正在 復典 中的世 
界上 ，我們 的 向後轉 ，可能 在很短 時間裏 ，造 成經濟 的陷落 ，沈沒 在痛苦 的海底 C 怎樣 能使 
鄕市合 搛呢？ 方向 是很 淸楚的 ，那 就是做 到我在 本文開 始時所 說的一 段理論 ，鄕 村和 都市在 
同一生 產的檐 構中分 H 合作。 要達到 這目標 ，在 都市方 面的問 題是怎 樣能成 爲一個 生產基 
地 ，不 必雄續 不斷的 向鄉 村吸血 。在鄕 村方面 的問題 ，是 怎樣 能逐渐 放棄手 H 業 的需要 ，而 
由農業 的路線 上謀取 繁榮 的經 濟❶這 些两題 固然是 相關的 ，俱 是如果 要分緩 急先後 ，在 我看 
來 ，應該 是從都 市下手 。在都 市方面 ，最急 的也許 是怎樣 把 傅統的 * 嫌變質 ，從 消翟 集團成 
爲生產 社區 ，使市 縝的居 民能在 地租和 利息之 外找到 更合理 ，更 稼定 的收入 e 這 樣 才容易 使 
他們 放棄那 « 傅統 的收入 。籩些 市民 應$ 悟， $B S 改變 ，依 赖特 權的收 入終究 是不可 
靠的 ，等 人家 來逼 你放雍 ，還 不如 _ 羈其 他合 理的 收入 ，自 勳放棄 來得便 宜❶中 W 是否可 


岛像 英阖 一般不 必革命 而得到 it 會進歩 ，主栗 的 t 因素 就芘遒 種人有 沒有决 心 • 

癱村 和都市 應當是 相成的 ， m 是我們 的蜃 史不 幸走 上了使 兩者 相尅的 道路 ，最 後竟遷 表 
現 了分裂 •逭 是賡史 的悲 劇， 我們决 不能雄 ill 再演 下去 ❶道是 一切 經濟建 R 首先— 决 

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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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城 •市 •鎭 

我覺得 ，我 們對於 城鄕賊 係問題 的討諭 ，已經 到了對 這有蘭 的雙方 —— 城和癥 一 ^的性 
質 ，在 槪念上 應當作 更進一 步加以 詳細檢 討的時 候了。 記得我 最初寫 『揶村 、市錤 、都會 J 
的那篇 短文中 ，就已 感覺到 應當把 我們通 常歸入 『城 J 的一類 的社區 ，加以 分別成 『市錤 J 
和 f 都會』 兩種型 式。 我那時 的看法 多少帯 了一點 歷史的 觀點 ，就 是把沒 有受 到現代 H 業影 
響的 『' 城』 和由於 現代 H 業的 發生而 出現的 『城』 分 開來說 ，前者 稱之作 『市 鎭』， 後者稱 
之作 『都會 J 。 竿 年多以 來 ，參 考了許 多 朋友們 的討諭 ，我巳 覺得這 種分類 還不夠 .，不 夠的 
意 思是說 ，依 這分類 ，每 個型式 中還有 値得爯 加以 分類的 『次 型』 。換一 句話說 ，在 原來所 
分 出的型 式中 ，還 包括若 干在某 些方面 性質相 異的社 區 。當 我們討 論時 ，如果 不在槪 念上有 
淸楚的 規定， 很容易 —用 同一名 詞指着 不同對 象而發 生混淆 。我在 本文中 ，想對 於 r 城 i 
這 一類社 區加以 分析， 希望能 有助於 今後 的討諭 • 

人口 舆城鄉 

怎 樣的瓧 區才能 算悬 1 餐 『城产 ？道 两題是 很不容 具確切 回答的 。美一 E 人口局 規定二 苄 
五百 人以 上集 居的龙 露輔 之爲 『 城 J  city  , 以別於 鄉 。凡是 居民 艇纛 十萬人 ，其中 至少要 


有五萬 人住在 『市區 J  , 近 郊的區 域 的密度 每方哩 一百五 十人以 L 的社區 ，稱作 If 都會』 
3etropalits  district 。 若干社 會學 家對 於這類 規定並 不同意 ，佴 又沒 有一致 的看法 。譬 
如， Mark  Jefferson 認爲 人口密 度須在 每方 哩在一 萬八以 上 才能構 成城市 ，而  waiter  F. 
Willcox 却認 爲一千 人巳足 o 無論他 們所 規定的 數目多 大出入 ，有 一點是 相同的 ，就 是根 
黴人口 密度去 區別 『城』 和 『鄕』 • 

究竟 人口密 度要高 到什麽 程度才 算是夠 得上構 成城 市瓧 區的 資格？ 依 我看來 ，這 裏並沒 
有一個 絕對相 標準 ，譬如 中國有 很多省 區的平 均人口 密度已 超過每 方哩五 八 以上的 (山 東六 
一五； 浙江 六五七 •，江 蘇八 九六) ，道 些省區 裏有些 地方據 說每方 哩人口 ，可以 達 到六千 
的 ，成 都平原 平均密 度就在 二千以 上 。如 果依名 illsx 的說法 ，這 些都可 稱作 城市社 Ur 了。 

地 方的標 準呢？ 』 這 問題 也說明 ，單以 人口密 度一 項來看 是不 能用來 區別城 鄕了。 

從 人口角 度去區 別城鄕 ，其實 並不紙 是 一個數 量和 密度 的問題 ，而 是分佈 的問題 。這是 
說 ，人 類經濟 生活發 展到某 一程度 ，一 個區域 裏會發 生若干 人口密 集的中 心地點 ，像 一個細 
胞中 發生了 核心。 1 個區 域的核 心就是 『城』 ，核 心的外 圍人口 密度較 低的地 帶是 『鄕』 。 
如果 我們 對照苕 核心 和外圍 來看， 數量和 密度上 確有顯 著的 差別， m 是差 別的程 度却依 \ 口 
集中 的程度 而决定 ，並沒 有一定 的標準 •因 之我們 要討 論城 鄕的區 別就 得先分 析人口 爲什麽 
會螢 生集 中的型 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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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 給經 濟中 ，不論 是採集 、渔* 、遊牧 、或 是農業 ，每愐 生活單 位可以 孤立 的存在 
時 ，一 個區域 裏散布 着類似 的集圃 ，並 不需 要有細 胞核心 型的中 心地點 。各 個生活 單位是 1 
禰簡單 的細胞 ，並 不和他 單位合 組成一 個共同 的細胞 C 它們 儘可总 雞犬相 閒而不 相往來 C 
單以農 業的區 域來說 ，如 果沒 有其他 的原 因 ，縫 從耕種 技術上 的需要 ，毎 個農家 最好是 
住 在他所 鼴營的 土地上 •這 樣他們 可以免 於運輸 和往來 的跋涉 ，而且 易於看 守他的 田地。 
1 這 是散居 式的瓧 區 •美 國的農 家大多 還是散 居式的 ，和 我們聚 居的村 落不同 ，( 但在四 
川， 因爲地 形和麋 史 的原因 ，還 可以看 到散 居的形 式。) 經濟 上充分 自給的 農家 聚居在 一個 
地點構 成村落 ，並不 是出於 耕禪 •技栴 上释濟 的需要 ，而是 出於社 會 的霱要 ，主 要的是 親羼的 
嫌繫 和安全 的保衡 。在 一捆兄 弟平均 雄承土 地的社 會中 ，一個 農家經 了幾代 就可以 長 成一個 
小 小的同 姓村落 ❶ 如果這 地方的 四圍還 有可以 開襄 的土地 ，這 棟村落 也可以 繼 續長大 。親屬 
的聯霞 使他們 在一塊 届住。 土地和 居住地 點距 離增長 ，在經 濟上 說是不 利的。 但是集 居却在 
自衞上 有其利 益 。農 業的人 民是很 容易受 到侵略 的 ，除 非在安 全上有 着保障 ，不 必自衡 ，婦 
篇 老幼加 上存 貯的農 產最 好是集 中在一 锢容 易保衞 的地點 ，周 圍加上 一 些防禦 H 程， 成爲一 
愐 『村落 』 。 

茌我們 各地癱 村的嫌 築上 很可以 看得 出自 衡的性 霣❶在 山區不 易有較 大村落 的地方 ，分 
散的 農家常 常建築 近於堡 墨式的 住宅， 至少向 外是夜 有窗的 。在较 大的材 落裏 也有在 中心區 
築了園 鵃 ， 在必要 時居 民可以 撤退* ^園臁 之內去 ，每 家的農 產品在 必要時 也可以 集 中到這 


類堡 壘裏去 。在 安全较 爲可靠 的江南 鄕村中 ，人 數多， 河道可 以 封鎖的 情形下 ，房屋 的建築 
式也 改變了 ，飪 家並沒 有個別 的圍牆 ，窗門 可以 開向 通路。 

這 一類多 少是自 給的生 活單位 的聚居 ，不 論人數 有多少 ，在 性質上 並不 能構成 我們 普通 
所謂 『城』 。『城 』 的形 成必需 是功能 上的區 位分化 ，那 就是說 ，有 一個賦 予某種 特殊社 區 
功能的 中心區 。換 句話說 ，爲 了功能 分化而 發生的 集中型 式。 

衙 門圍# K 的城 

說到這 裏 ，我 想把以 上統 稱的 『城』 、字 予以 较狭的 定義了 。我 想把运 字用來 指一 個貼域 
的政 治中心 。『城 』 字本 意是 指包圍 在一俏 瓧區 的防截 H 事 ，也卽 是城牆 。如我 h: 曲所說 
的* 實際上 ，這類 防璇 H 事可以 有大 有小 ，小 到一家 、一村 ，但 是我 們稱作 『城』 的却 又常 
限於一 種較大 規模 的防禦 H 事 ，它 所保衡 的 是一區 域的政 治中心 。城 牆的 r: 程浩大 ，费 用繁 
重， 不是被 包園任 內的人 民所能 担負的 ，它 必須 是一個 較大區 域中人 民共同 的事業 。除了 憑 
藉政 治力量 ，爲. 了政治 的目的 ，這 種城艢 是建築 不起來 的 • 

『城』 糖是統 治者的 保衞‘ H 具， 在一愐 倚靠武 力來 統治的 政治鳢 系中， 『 城』 是權力 的 
象徴， 是權力 的 必需品 。因之 ，『城 』 的地點 也是依 政 治和軍 事的需 要而决 定的。 I: 皇權 代 
表的駐 紮地軲 必 然栗有 一個保 衡的 『城』 。有時 幾個縣 的政府 合住在 1 個城裏 ，所以 城牆其 
實罨 衙門 的圍！ I 。 在雲南 ，我 們可以 看得 很淸楚 ，縣城 的形 勢是： 一半 在居高 臨下 的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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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1 半在 平地裏 ，這是 易於 防守 的形勢 。在 沒有 山丘可 以築城 的地方 ，沿城 要振 一道城 環 
的水道 ，也就 是所謂 『池』 C 城 池是述 成一 個名 詞的 。這 條水溝 也稱隍 ，『城 瞳 老爺』 

政 治權力 的象微 、。在 城內 ，都有 一些可 以 種植的 田地； 就是 像北平 、南京 、蘇州 等 一類大 
城 ，也有 它的農 業區。 這些田 地被圍 在城裏 ，可以 供給 居民必 要的菜 蔬和其 他不易 貯 藏的農 
產品 。不但 在 歷史上 我們常 讀到 長期守 城待援 的事例 ，就 是在 我們 自有的 邂驗中 ，城 門也有 
時會龃 礙鼷 常的 出入 ，那時 诫裏 的田園 的重要 性就顯 著了 。最 理想的 『城』 是一 楢能自 足的 

這種城 S 在人 口上 並不一 定比村 落爲 多爲密 。在雲 南有許 多縣城 ，譬 如呈貢 ，在 人數上 
的村 子爲小 •但是 這種有 着較堅 罔防畿 H 事設 備的城 區有它 吸引人 口 的力釐 。許 多脫 
離勞 作不必 経常 在癤材 裏 居住擁 有較易 注目的 '財富 、而 且繼績 和農民 維持剝 削關係 的地主 
們 ，在鄉 村裏住 着並不 安全。 他們就 被吸收 到這類 『城』 裏去了 。從 積極方 面說 ，他 們要維 
持剝荆 期係 必須憑 # 政治 勢力 ，必栗 時得動 用政府 的武力 * 靠 近政治 中心居 住可以 便他們 和 
政府 的關係 拉得 aw 一。 地主們 集居獮 道類缄 裏來 了之後 ，增 添了 這類赴 區 的經濟 特色 。他們 
在典輝 辖來 了財富 ，而 且經常 的依靠 地粗 ，吸 收着四 癤的 麝產 品❶這 筆财富 一錐分 是 被地主 
們所 消费了 ，一部 分被 利用 來成篇 ml 引 极四鑼 財當 的金融 力量。 

爲了地 主消藿 的霍慕 在濺裹 或 m 的枏近 螢生了 手工業 的區域 。他 們從 事於各 種日用 品的 
生產 ，供 給地主 e® 棺耗 。嬝主 集中钓 數目多 ，財富 集中的 力 量雄厚 ，這 顴手 h 業也愈 發 


達 ，手 蘸也愈 精細 ，種！ 也愈多 ，成都 、蘇州 、杭州 、揚州 等可以 作道類 『城』 的最 發達的 
型式 。爲 了各捆 城 _ 物的流 通 ，以及 各地比 较珍貴 的土產 的收集 ，在這 锺城 裏商桊 也發達 
了起來 。這 棟城的 經濟基 礎是 建築在 大 量不從 事生產 的消费 f 身上 ，消费 的力餚 是從土 地的 
剝斛 關係 裏收吸 來的。 

地主 們除了 從地租 獲得 他的收 人之外 還利用 他的資 本作高 利贷 、典當 、歌行 等一 類金融 
性質的 活動 來增加 對鄕村 的吸血 。我在 雲 南一個 縣城裏 調査高 利貨 活動 的情 形時 ，存 一位熟 
習這 情形的 朋友吿 訴我： 『城裏 M 些人全 是放債 的。』 M 句話 並非完 全係事 實 ，祗 是指 放漬 
的 人很多 的意思 。典 當是高 利貸的 一種方 式 。米行 在 件 質上也 富於金 融性質 ，在穀 賤時向 鄕 
間收米 ，米貴 再賣給 鄕間； 仴 是 也有一 部分是 賣給 城裏的 工 人， 以及運 忭其他 地方去 的 ，是 
1 種商業 。而 且鄕間 出賣的 是穀子 ，到 / 城裏 b* 碾成米 。碾 米的工 作 ，有時 用水力 ，現 在 巳 
大 多用柴 油機 和電機 ，是 最基本 的農產 品加 H 的作坊 r: 業。 因之， 作 這 類城裏 也有道 類作 
坊 H 業。 

不論附 思於 『城』 的 H 商業怎 樣發達 ，在 以地主 爲 主要居 民的社 r 裏 ，它 的特性 還是在 
涫费上 。這 些人口 之所以 聚 集的某 本原因 是在依 靠政 治以 獲得安 全的事 實上。 

貿易 裏發達 出來的 市和鎭 

鄕村： 装農 家經濟 s 給件间 然高 ，恂並 + 是 完全的 ，他們 自身需 要交換 ，而且 有若干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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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依 f 外來的 供給， 這裏發 生了媒 村裏 的商 業活動 ，在 這活動 上另外 發生了 一種使 人口聚 
集的力 量 C 這 種力 量所形 成較密 集的社 區我 們可以 稱之爲 『市』 ，用以 和 『城』 相分別 C 
在中 國內地 還通行 着 臨時性 的市集 ，备 地方的 名稱不 同：街 、墟 、集 、市 —— 但 都是指 
以 生產者 之間相 互交換 爲基碓 的場合 C 生產者 並不需 要天天 作冥賣 ，所以 這類 市集常 是隔幾 
天才 有一次 ，在 雲南普 通是六 天一街 。趕街 的那一 天， 各村的 鄕民提 着他們 要出賣 的東西 
上街 ，再 用賣得 的錢去 買他們 所要枘 東西 。街子 有大小 (依交 通方便 和附近 人口的 數目而 
定) ，大 的可以 有 嫌萬人 ，昆 明附近 的龍街 、狗街 •羊 街等都 是這锺 大街子 。在高 地望下 
去 ，像 個人海 ，擠 得興 是雎 肩接踵 。仴 是這 種熱皤 場面 並不 是常久 的 ，一 到太陽 偏西 ， 1 個 
個又趕 着回家 •，黃 昏時節 ，紙 剰下一 片荒場 C 

街 子式的 市集並 不構成 一 個經常 的社區 ，它 不籩 是鵡 時性的 集合， 本身舐 是一 個地點 ， 
依着交 通的方 便而定 。爲 了要容 得 下大显 的人數 ，所以 這地 點必須 有一惘 廣璩 。但是 S 活 
動逐漸 發達 ，市 集的集 合逐漸 頻繁， 在附近 發生了 囤積 貨物的 棧房 。居 民需要 外來貨 物的程 
度 提高了 ，販運 商 人不必 挑了貨 担按着 不同市 集循環 找賣客 ，商 店也產 生了。 從商業 的基礎 
長成的 永久性 的社區 ，我們 不妨稱 之作 f 鐄』。 

在 太湖流 域 ，水道 交通比 較陸 路交通 爲方便 ，鎭 也特別 宜於發 達。 在我所 調査遇 的江 
村 ，有 着一種 代理 村子裏 i 賣買 的航粕 •一 個航船 g 服 務一百 家人家 。每 天一早 從村子 
裏駛向 媒裏 ，下 午回村 。我所 觀察遇 的縝 經常 有幾百 愐航船 爲幾萬 農家 辨貨。 鎭裏的 商店和 


個別 的航船 維持行 經常的 供 應 M 係 。语 樣大的 一個消 费區域 tr 能養得 起一個 以商 業爲某 礎的 
鎭。： 迫楝鎭 I: 内地 迠 極少 y 的。 

市鎭和 城 不何 J: 槪念 k nr 以分 開， u 寶 h 也是常 常分開 的。 任 鉴南运 棟情形 可 以看得 很 
淸楚。 u mj M 個大 城的 附近就 阆繞荇 六 L 個很大 的街子 。當然 兒叫城裏的商業也很發達，佴 
H ' Q 心迠鄕 K 所倚赖 的市場 。疋 義路 卜：的 吖 货公司 和 金店 .睹東 街的为 玲舖面 ，甚 辛 金扔路 
L 的廣 n ll 越货店 —— 它們的 賴客楚 U W 的 KK 以及备 縣 城裏來 採辦的 商販 ，不是 四 鄕的農 
民。 | 戊的 商業不 花昆明 ，而 j: m mj 附近 的街+ 上。 

疋淸馅 的 n l: 试民不 多 的縣城 裏 。以 M 屻術 的呈 以 說， 縣城裏 雖有一 條街， 仴 是市集 却 
不 JI 城 衷， 而在離 城約十 五分 鐘的龍 街 。縣城 I J 1- 俊遙 遙相筚 ，並 不併合 j: 一起 。那是 N 爲 
记兩神 社恥 的性宵 是： ^ 同的 ，前者 是 以政 治及安 仝爲 的， 所以地 點的選 擇 U 以 II 守難 攻埝 
k 要荇虛 之點 ，而 後荠是 以商業 爲 M 的 ，地點 必埘 u. 1: 交通要 逍， U 圍農村 A 容 U 達到 的屮 
心。 以太 湖流域 的 情形說 ，我的 故鄕埏 江縣 的縣城 !; 商業 k 遠 f 及縣境 褢的鎭 •好 像琪深 
同圯邡比吳江縣城爲發迮。作淸代，氐汴和奐江分縣的時候，_個縣政府却一起擠在以荒、^: 
的縣城 裏 ，不利 用經濟 繁飧 的鎭 作政 治中心 ，也表 現出 『城』 和 『鎭』 在 性 ak 的 分化。 

城和鎭 l; K 而 k 有荇許 多和 似之處 ，那 z 爲 鎭也 U 地 b 們蟥集 之所。 J: 經濟 屮心 . m J; 
荇 ， 地 k 們 nr 以仃 機件利 用他的 资 本作商 苯的活 動 。佝 !; 傅統祉 拎地位 米 说 ，钣 菸 的商 地 
主沒有 城 裏的货 僚地主 爲饞越 。返 棟傳 統逐漸 消 失之後 ，鎭的 地位事 實 i 介超過 了縣 城的。 

躲城 •市 •保  三一 


鄉土  *  * H tl 

錤上 經濟的 繁榮 ，商店 的發達 ，同 樣要 一批手 H 業的 匠人來 脤役 ，因 之在這 方面很 類似於 
城。 

本文中 想特別 提出城 和 錤的兩 個槪 念來 ，目 的是想 指出這 兩種性 質上不 完全相 同的社 
區 ，它 們和鄕 村的 關係也 有差別 。這裏 所指的 城， 那種以 官 僚地主 爲基礎 的社區 ，對 於鄕村 
偏重於 統治和 •剝削 的關係 .，而 那種我 稱作錤 的社區 ，因 爲是偏 重 於鄕村 間的商 業中心 ，在經 
濟上 是有助 於鄕材 的❶ 

最 後讓我 補一筆 ，在 很多 事例中 ，城錤 可能是 合一的 ，我在 本文中 ，因爲 注重於 社區的 
分類 ，所以 着眼於 比較 單純的 事例， 兩種型 式的混 合是不 免的， 但是爲 了分析 的方便 ，我們 
在 槪念上 最好能 分開來 。 

如 果我們 要分析 現實的 社區還 得增加 一個槪 念就是 『都 會』 ❶我 在本文 裏不能 對這一 
惘槪 念多加 說明， 祇能簡 單的說 ，它是 以現代 工 商 業爲基 礎的 人口密 集的社 區 。但是 中國的 
都會性 質上也 不能完 全和西 洋的都 會相比 ，因 爲它 主要的 經濟 基礎是 殖民地 性貭的 。它 可以 
說是西 洋都會 的附庸 。關 於這 一方面 ，我想 留到以 後再分 析了。 


不 是崩溢 而 是癱瘓 
崩潰之 H 

r 中阈似 乎 U 一切原 則的例 外。」 I 的確， 中阈在 現代 西洋人 ，或 是熟 習於西 洋觀念 
的人 ，珩來 多 少是個 谜臀 如說 ：； 一前 的經濟 ，已經 有過： + 少人 m 測說 ，總 崩潰 就在 眼前 f; 
可 M. 一關 一關， 似乎還 是 !: 拖， 而 M W 奵 m 還是拖 得過去 二； U 樣很使 不少 人覺得 拖是 一個萬 
應靈外 了 。拖 拖也許 會拖得 出姒 ，正 如抗戰 一般 ，拖 到勝利 •，經 濟的困 難是不 是也可 能拖到 
繁榮呢 ？ 

要屮 阈的綏 濟豁然 YJ 浪找想 能， m u 拖却 拖心出 繁榮倒 是一定 。小 農铿 濟不會 
M m 祇付 ■換雕 换 U 慢性的 ，逐漸 加深 的悛性 和逐漸 加深 的病並 不 U. 輕症 。醫 生和病 n 
都姑怕 站補深 入 M 個細胞 的攤拗 /U 病人說 ，急性 的病 ，就是 不治 ，痛苦 也受 得少； 癱瘓 才 
是活受 罪。 卞说 ，急病 j 定求治 "： ：M ， 開刀上 藥還來 得及 ，慢的 嫌瘓要 使病人 瞭解非 
求醫不 收時， L- 槪巳深 人 nn ， 4 能治 f 。 

P H 業化的 说 代緙濟 輿 ，如 果出 趄毛病 來 ，常常 1 成爲頭 條新聞 的 ，乾脆 ，明臼 ，毎個 
人都珩 得到， W 爲沒介 人能不 受 影 響 。崩 m 、 危機等 字都 U 川來形 容現 代化的 經濟現 象的 c 

r 是 崩馈而 是揪換  三三 


娜土 重建  三》 

譬如 英國去 冬的煤 荒， 星期二 動力部 長在開 議裏 還在 盼望可 以安 渡難關 ，星期 五宣布 緊急方 
案 ，屋 期一半 個英® ^電停 H  , 星期 三全國 停電停 H —— 異 像是閃 電式的 。這 叫作 「危 
檐」。 

美 國一九 二九年 的不景 氣也 是有一 點迅 雷不及 掩耳， 三 月裏胡 佛上台 時 ，「有 史以 來沒 
有比 現在更 繁榮了  j  6 十月二 十一日 ，證券 市場有 一點小 風波 > 一一天 之內 ，風 暴掀大 ，一百 
二 百萬的 股稟轉 了手 ，到二 十九日 ，一 星期 又一天 ，證 券市場 崩潰了 ，持昝 人 損失了 十五億 
美元❼ 

有人以 爲中 si 年來 物價一 踩一跳 ，總 會跳到 r 豁然 崩潰 」 的程度 ，可 是這 似乎早 應降臨 
的不幸 ，總 是被拖 了下去 。我不 敢預言 在若千 都市裏 不會有 些類似 閃電式 的大事 件發生 ，但 
是以德 ：悃 中國的 經濟說 ，却 顯然在 沿着另 一種公 式進行 ，是 日漸 癱痪 ， 一 直 到潰爛 不治。 

現代 H 業國 家會有 黧人的 危機發 生是因 爲他們 的經濟 是一個 密切相 關的分 H 體系 ，牽一 
朦動 全身的 。像 一部 機器 ，卽使 是一個 小零件 損壤了  一些， 全部機 器就會 停下來 。正 因爲道 
樣 ，他們 的經濟 危機並 不是每 一部門 的敗壊 ，而 常是某 1 部門受 到阻躲 ，或 是活動 周轉不 
SC 他們紙 要把 零件修 好了， 或是阻 礙活動 的因素 矯正了 ，全 部機構 又可以 上軌道 照常運 
行。 危機之 後可以 接着 復典 ，甚 至可以 繁榮 。現代 經濟的 危機不 過 是生產 的停頓 ，並 不是指 
生產 能力的 i 。 依我上 面譬喩 說是 急性病 ，身 體的元 氣是沒 有傷的 ，如果 治得快 ，復 原也 
快。 


我們 沒有這 種危機 ，有的 是每個 細胞的 逐渐在 癱痪。 病害得 重得多 ，是沈 3PJ 不是 險症。 

小 農經濟 的堅軔 

中_經 濟的菜 本 結構黾 一個 個並存 排列茌 無 數村子 裏的獨 立 小農。 P 小 農之間 很少分 
H 。 大家 種同棣 的作物 ，大家 從他自 己的土 地上得 到各人 生活上 基本需 要的糨 炱 。鄰泠 如果 
病了 ，不 能耕種 ，並 不會使 自己的 生產 活動受 到阻礙 。說得 刻薄 I 點 ，這 正是 一個幫 工得些 
外快 的機會 ，至少 也可以 賣個 人情。 

我 們的奬 業還沒 有進歩 到大量 種植商 品作物 的程度 。 美國大 部分農 民並不 是種植 供給自 
家消 费的作 物的。 他們種 了束西 ，預 備出賣 。麥子 、烟草 等等自 己不用 ，所吃 的麵包 和香烟 
還得 向店 裏買 。這 種農 業才 是整個 分工的 經 濟中的 一部門 ，所以 會發生 農產賣 不出去 ，用來 
當燃料 等華 。道種 農民才 會遺 遇經濟 危機。 

商品 作物 £ 中國農 業中祗 占很小 的部分 。大 多數的 裊民 是爲了 自家的 消费而 生產的 。從 
佃戶說 ，他 得檄納 一部分 農產品 給地主 ，這 是供奉 ，不 是商品 。農 家的 經濟是 盡力求 自給。 
當然， i 並不！ ny 樣樣東 西都靠 自己的 ，他 們可以 貢 些香烟 、耳 環之類 ，而 且以現 /J: 情形 

現代經 濟的亙 相倚 賴性是 不同的 。第 一 、 這些農 良 現在所 倚靠都 市供給 的並不 是他們 生活上 
不能長 期缺乏 的物品 。在抗 戰年頭 ，我們 自己都 經驗到 兩三年 不買衣 料還是 可以邊 得 遏的。 

不 而是癱 痍  三五 


第二 、這些 物品的 缺乏更 不會影 響到農 業生產 。農 業上的 H 具， 不仴 簡單 ，而且 都是可 以長 
久 使用的 。 所以 我維 不說 中國農 家全 是自給 ，但是 我却認 爲他們 在 相當長 的時期 內是可 以自 
給的❶ 

在這 種小小 的 生産！ I 胞中 ，不但 消藿可 W 自給 ，生 產要素 也是高 度 的自給 。勞为 是靠自 
己下田 ，必要 時和別 人換換 H 。 勞力 的自給 更加強 了農業 經濟的 韌性。 如果一 塊土 地是燿 H 
來 耕種的 ，這埯 土地 上的出 產必需 高遇 所付的 H 資 •，而 H 資的决 定又要 看在這 地方其 他受僱 
機會中 能得的 數目； 低通這 數目， H 人會到 別的部 內去賣 H , 不 到農田 上來了 。 因之， H 資 
可以 規定 一塊地 是否値 得耕植 ，所 謂土地 利用的 邊際。 但是在 勞力自 _ 農家， 他捫並 沒有 
丁：眘 這問題 。「反 正也沒 有其他 用處」 的勞力 ，無論 怎樣 ，祗 有在 田裏討 生活 。土地 不好， 
收成壤 ，並 不能發 生 r 不値 得耕 」 的邊際 。他們 是以 生活 程度 來遷就 現實的 。生 S 度是檷 
別的 ，是 大有伸 縮性的 。農 業生產 直接 和這一 直可以 降到死 亡的生 活程度 一溝通 ，除了 死亡 
的威脅 似乎很 少可能 f 民自動 放棄耕 作 ，於 是農 業生 產停 頓也成 了不太 容易黴 生的 事了。 

天 災和逃 蔴 

這毽 小農經 濟裏會 不會生 產停頓 的呢* — ^的。 什麽時 候會停 頓呢？ —— 遭興了 炎。 
我們 說話時 「災 j 字之 下常連 着偁 r 荒」 字 。苐 是指農 業生產 的停頓 ，炎 是指 土地無 法耕嫌 
的情形 。成 災的 原因最 普遒的 是自然 的變化 ，所 謂天炎 。農 作物 的生理 决定了 他能生 長的璜 


墙 。大 I 大水 ，可以 成災 。除 r 人想 收獲 II 作物的 果實外 ，還 有其 t 物也茌 覬覦 ，瑝蟲 
蛟蟲等 等無' 个 M. 與人净 收的 ，在人 看 來也是 災。 

; u 獎業的 威脅 ，货 此除了 祈禱烧 香， 立廟供 奉之外 •農民 們並沒 有 M 極控制 的方法 。 
所幸這 些出於 ， J 然炝 W 的災並 不常常 不留 餘粒的 。災有 _ 重 。雖 則中國 農民從 來就沒 有和災 
分過手 ，七 八成的 收成 已經 說豐年 ，標準 很低； 仴是 串實 上太 重的災 也砥限 於较小 的區 域， 
並 不常在 廣大的 不 靣 h 亦地千 黾的 。一個 區域 裏的 農尻成 災到不 能以降 低生活 程度的 手段來 
應付時 ，實在 沒有粮 食時 ，傳統 的辦 法是 r 逃荒」 。像 我這 種在太 湖流域 裏敁大 的孩子 ，絕 
不會忘 記一年 一度诧 至幾 度的 「難民 到了」 的恐怖 。這就 i 謂 r 就食 '江南 」 。 運栂食 到災 
區去救 濟顯然 不是老 辦法， 因 爲這 是需要 比較廉 潔和有 效的行 政機構 ，大 槪道 是我們 向來所 
不 常有的 。逃荒 很 可能是 我們人 口移動 的經 常原 因。 漢 r 頓氏論 中阈民 放 性時特 別重視 這個 
現象 。悚慨 的， 仃 同情 心的人 不容 U 不 顧一切 的就道 ，結 H 是被淘 汰了 。身體 弱的， 不容易 
適應別 地水土 的人 |: 路^,死 了 。留下 的是 代表着 我們戊 族性 的一截 货低阑 、 ^私 、不 康健却 
也不容 LI 死的難 K 們 

從經濟 的 角度去 矜逃荒 ，道 是些微 有 一些像 現代經 濟危 機般會 蔓延的 。這 蔓延並 不是有 
嫌 性的， 而 是機械 性的 。災區 裏的 難民擁 到了附 近比較 好的地 方 ，如果 這地 方所 有的 _ 食祇 
夠自 己吃的 ，經道 批難说 來一擠 ，也 變成 不夠 吃的农 T T ， 於是祗 有加 入難比 _體 一 起出外 
就食了 。這 些難； L..  一 方面 是邊走 、邊死 ，另 一方面 是邊走 、邊增 •，一 直要 到有餘 糖可以 i 

不是 崩潰而 癲痪  三七 


讎  土  a  a  HA 

他們前 進 的地方 纔停 得下來 。淮河 流域的 難民， 逃荒可 以 一直逃 到太湖 流域 ，而 且依我 
的 記憶說 ，這 是每年 必有的 現象。 

在 自己糈 食不夠 敷餘的 地方逢 着逃荒 的到來 ，街 突是可 能 發生的 。如 果區大 ，難民 
衆 ，這個 行列不 能不藉 武力來 雍得救 濟時， 也就成 了我們 歷史上 常 見的各 種各式 的所謂 
「寇 」 和 •「 賊」 了， 伸 •是 也有不 少是從 這些賤 稱中蛻 變成爲 r 王 J 爲 r 帝」 的。 —— 這是我 
們小農 綞濟中 相當於 現代丁 ：業 經濟中 危機的 現象。 

排斥了 救濟的 癱瘐 

在教濟 事業的 發達下 ，上 述那 穣逃 荒的 •現 象可不 致大規 模的發 生了。 去年湘 桂的炎 荒情 
形相當 嚴重 ，如 果不是 發生花 去年 ，很 可 能會 引起腠 史性的 混取 ，但 是去年 正有着 綞窝 的救 
濟檐 g ， 而且 這機 關又 擁有雄 偉的 資力 ，足以 茌短期 瞄把外 洋_粉 投入災 區 ，至少 把災诨 封 
住沒 有蔓延 開來。 

天災 還是容 易潸 得到 的病症 ，所以 救濟 T •作 還能及 時辦到 。現在 我們所 患的病 •却 比災 
荒 更深入 。這 是人 造的炎 荒 ，普邁 的和 繼續的 在把勞 力和土 地隔開 ，把勞 力和農 時隔開 ，結 
果是土 地的荒 雇 。土 地苊 廢就 等於農 業停 _ 。 

農 民可以 黏緊 在七 地上 ，以 降低 生活 程度爲 手段 去開蕖 不 太有利 的土地 ，還 是以 能免於 
一死爲 條件的 。我 充分承 路在中 國人命 確巳 如草芥 ，但 是求生 的努力 還是！ 切括 動的動 力❶ 


如 果這一 點 都不能 給他們 ，他們 並沒有 理由具 的愛 土如命 ，還是 不肯放 棄土地 ，不 讓土 地尨 
廢的。 

現在差 不多一 一到了 這地步 。多年 戰爭的 結果， 本來可 以增加 國民 收入 的植種 作業一 項一 

項的 關閉了  c  H 業停了 ，漁業 不成了 - 惟一 還能繼 績生產 的祇有 我們 這片土 地了 。於是 

大 家的生 活都得 倚靠這 土地了 。不 但如此 ，一切 的费用 包括大 規模在 消耗中 的彈藥 ，大 批向 
外洋輸 送中的 錢財， 最後都 得要道 片土地 來擔負 。公 務員 和軍人 感覺物 價高了 ，還 可以 向政 
府要 求加薪 ，要 求配給 糧食 •，可 是 政府那 裏來糧 食， 還 不是向 這片土 地要？ 通貨 膨脹了 ，物 
價高 ，公務 M 和軍人 生活苦 ，而 這苦很 快的攤 派 一大部 分到農 民身上 去了 。本 來可以 維持耕 
種者 生活的 土地， 加上了 這攤派 ，根 本沒 有維持 耕種者 生活的 能力了 ，在 這裏 發生了 一個很 
奇怪 的現象 ，就 是不 耕種 的人反 而可以 有糌 食吃 ，耕 種的人 却沒有 飯吃了 。到了 這時候 ，人 
要求 生的話 ，祇有 放棄土 地了 ，在前 年年底 ，我們 在雲南 鄕下已 看見農 民把田 契貼在 門上全 
家離鄕 的事件 。事隔 一年半 ，這 已是 到處都 U 發生的 現象了 。報 章雜 誌上關 於鄕村 的 通信， 
很少不 記 載着這 類情形 。把且 大的戰 爭擔負 滕到土 地上去 ，必 然會把 人和土 地擠開 來的。 

中國 的耕地 本來已 經有很 大的部 分是+ 能給人 温飽以 上的 報酬的 ，換一 句話說 ，土 地利 
用的邊 際實在 巳經 太低； 所以一 遇着較 重的徵 稅， 立刻承 當不起 。比較 好的土 地是否 還能紙 
持耕 種呢？ 並不 。在 抗戰初 年後方 鄕村中 壯丁不 是被徼 ，也已 經逃亡 ，這 是徵兵 的結果 。抗 
戰結束 後 ，徵兵 的區域 更廣了 ，政 令所到 的地方 ，人口 逃亡的 情形是 不免的 。這 還祇 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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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 而巳 。更重 要自然 是直接 受到戰 事的方 。糈 食和 勞力念 不易得 ，爲 了充 實自己 ，削弱 
敵人 ，凡是 兩萆 爭奪 的區域 ，糧 食和 勞力 的爭 爲己用 也成了 軍略上 必需 的要着 e 掃 ■食 的眞空 
地帶 ，人是 住不下 的 ，人 走了土 地也就 不會再 出糧食 Y 。  • 
更使情 形嚴重 的是農 業富於 季節性 。在任 何時候 ，給 戰爭 破壊過 的地方 ，雖 則破 壤的本 
身 可能紙 有短期 * 但 必須等 到一季 之後纔 能再 行種植 。這樣 ，使 戰爭 所到之 處不但 當時遭 
殃而 且要提 期停頓 在 不生 產的狀 態中。 

這是我 所謂經 濟癱瘓 的意義 。靜 悄悄的 ，荒 蕪旳 土地跟 肴戰區 的擴大 而推廣 。一 家一家 
的小 農離 開了生 產事業 。他 們吃還 是 要吃的 ，性質 上 和逃荒 並無不 同， 可是這 些應該 急速予 
以救濟 的人造 災民 ，却並 不加以 救濟 ，反而 因轉 他們不 納糧 •不 應徵 ，加以 迫害 。這些 A 成 
了戦 爭的 對象 ，也 成了戰 爭的主 力 ，戰 爭因之 更擴大 ，在這 公式下 ，一 直可以 蔓 延開去 •中 
»組 濟 中生産 細胞逐 一破壤 ，形 成癱瘓 。 

癱換 是慢性 的崩潰 ，可 是並不 使經濟 結構突 然受阻 ，在 還有可 以 生產的 細胞時 ，還是 可 
以維 持着半 身不遂 的局面 ，這 就是拖 。拖並 不會拖 出希望 來的， 每增加 一個失 去生産 效能的 
細胞 ，也 必加重 一分生 產細胞 的擔負 ，和 縮知 一分生 產細胞 的壽命 。 _ 瘓是 排除救 濟的災 
荒 ，因爲 這是人 爲的災 荒 ，自然 不能盼 蕻製 造災荒 的 人自己 去予以 救濟 * 在本 質上原 是和經 
濟 崩潰和 災荒 相類的 ，佴 是在 打算 挽救逛 一點 上却遠 沒有运 兩者 的簡單 Q 

這沉疴 是愈 拖愈 深了。 眼看一 悃一個 細胞在 破壤 ，眼看 生產部 j ,  1 門一門 在對閉 ，而 


大 家還是 在拖， 一直要 拖到 沒有了 健全的 、生 產的細 胞爲止 ，那 時候 、卽使 有機會 改弦更 
種， 想走上 建設 的路上 ，每 一個客 件都一 一 經腐敗 了的 機器 是用 •小成 1的 C 瘫 換是在 腐蝕 生產 
的能力 ，比 了生產 停頓的 經濟崩 潰嚴艰 得多。 

三 六年五 月二 十二 ，日 於淸華 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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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層行政 的僵化 
題前的 話 

自 從政治 效率問 題被視 作了 中國是 否還能 得到 阈際尊 電的 關鍵 後 * 朝野作 不偸快 的心情 
下對 此似乎 巳有 相當释 惕 。不論 任何性 質 的政府 ，也不 論政府 有任 何政策 ，如 果讓貪 汚和無 
能腐蝕 了行政 效率， 一切都 是落空 的 ，國 事祇有 日趨惡 化 ，适 一點 已沒 有人否 認。 因 之 ，不 
論各人 政見 怎樣不 同 ，提 V 行 政效率 必是大 家的共 同願嚷 .，因 之， 我相信 ，在這 共 同願望 下 
大 家應該 有推誠 討論 的雅链 和熱忱 •這是 我 M 篇短論 的基 本假定 。 

目前對 於社 會上荇 ：遍的 寊汚無 能的現 象有阐 棟淆法 。一 部人認 爲這是 「人 心不古 ，道德 
噔落」 的結果 。他 們把這 罪惡歸 咎於若 干泶門 ，希望 有幾侗 常代的 r 包褪 圖」 那種 鐵面無 
私 ，明 察秋奄 的傳 奇人 物出現 ，祇要 把這些 r 老虎 」 開了刀 ，或 U 退求其 次也得 殺幾拴 雞給 
猴子箫 济， 吏治就 柯澄淸 ，行 政效 率立刻 钤提高 。這 自是大 快人心 之事， 在 心理 上可以 一新 
耳目振 作起來 。且不 論 傳奇人 物是否 眞有出 現可能 ，卽 是出 現丫 ，偶 然的斬 r 幾個頭 ，是否 
會倮 野火般 燒過了 ，春 風來時 ，更成 了荒草 的一片 沃土？ 

另 外一棟 看法 、多 少是想 開脫個 人和政 府 的責任 ，認 爲貪汚 無能 是中國 由來巳 久的暗 


疾 ，這 是愐文 化和撖 會間題 。他們 可以 畢出事 實來證 明這看 法 ：那瘃 老嫣 子買 菜不 虛報帳 
目？ 那場 草台 戲開場 不是以 抬 元寶接 在跳 加官的 後面？ 把責 任推給 了祖宗 ，就好 像可以 自己 
洗手， 咎不在 我 ，要 改良 也得悛 慢來了 。我們 蝌 因不楡 快的公 開指摘 ，不 能再諱 隱暗疾 ，却 
又以老 病無醫 來自宥 ，這 是可 怕的。 

我同 意說這 是社 會文 化問題 ，伹並 不包 含和悃 人無鬮 的意思 ，祇是 說這不 是一兩 人覺悟 
或悔改 就可以 了事的 •，正 因爲這 是有關 很多人 ，和 控制這 許多人 行爲的 社會習 尙的事 •所以 
保管和 執行社 會 權力的 政府貴 任更大 。阔 時正因 爲這是 積疾， 不能頭 痛酱頭 ，脚痛 醫脚 ，必 
須及罕 求七 年之艾 ，立刻 應當着 手治療 ，躭擱 不得。 

如 果政府 裏的負 責人輿 摯 地覺悟 道有關 國家生 存的嚴 重 暗疾是 一個社 會和文 化問題 ，他 
們就應 當明白 ，一 兩道 命令决 難見效 ，必 須準 備痛下 决心在 社會 和文化 各方面 力求適 當的改 
革 。從 何改革 起呢？ 於 是必須 有確切 的診斷 。因之 ，初 步必 需的 H 作 是充分 的和虛 心的檢 
討 ，開放 輿論 ，讓社 會各 方面 對這問 狃能 有無 所顧忌 的發 表意見 的機會 。我 着重 無所 顧忌四 
字 ，因爲 這些意 見必然 會 令人聽 來不太 愉快的 。良 藥難得 是不太 苦口的 。這 類嚴重 的問題 如 
果在英 國發生 ，他們 國會一 定要糾 織皇 家委員 會進行 多 方面的 考査和 硏討， 徵集民 間的意 
見， 提出報 吿 在 英國道 類 報吿是 有名的 ，而且 是有力 的 。我不 敢希望 我們 能做到 這程度 ， 
但是總 希窜能 /I: 民間 有一悃 富於 建設性 的檢討 ；迪動 。這 是我寫 這篇短 論的基 本希槊 。 

行 政效率 的低落 ，貪汚 和無能 ，原因 很祓雑 ，但 並不 是無從 瞭解的 原因所 造成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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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原 m 衆多所 W 决 不是： 一一字 口訣所 能及達 。我 在运 短論 裏祗 能從 一個角 落裏去 分析： 逼 問題的 
一 L- 面。 我想提 出來討 論是 地方基 層行政 ，這 是普通 不太注 意 俏 是和老 百姓生活最密切的一 
層。 我所根 據的事 實是我 和幾泣 同事 直接作 雲南 鄕村觀 察 所得的 。我雖 則相信 中國各 地情形 
不.： 七全相 jl ， 但是在 這裏想 分析的 若干原 則問題 ，據我 詢問所 及的， 却也相 當普遍 。如 果我 
在 以 下所 說的 不合於 某些 地方的 實情， 我極願 意知道 ，而 且願 意修 改我這 裏的結 論。 

傅統 皇權的 無 爲主義 

中央 集權的 行政 制度在 中國巳 有極長 的歷史 。自從 秦始皇 廢封建 、置 郡縣以 後， 地方官 
吏在原 則 上都是 由 中央遣 放的 •而 且在傳 統規律 中曾 有當地 A 避免做 當地官 吏 的憤例 。從表 
面上珩 來 中國以 往的 政治祇 有自上 而下的 一個方 向， 人民似 乎完 全是被 動的， 地方的 意見是 
不考 慮的 。事實 上果輿 如 是的話 ，中國 的政治 也成了 最專制 的方式 ，除 非中國 人是天 生的奴 
才 ，這 樣幅 II 遼闊的 皇國 ，非 有比羅 馬強上 多少倍 的軍隊 和交通 體系 ，這 種統 治不 太可 能維 
持 。不論 任何統 治如果 要加以 維持 ，卽 使得不 到人民 積極 的擁護 ，也 必須得 到人民 消 極的容 
忍 。換 句話說 ，政 治絕不 能祗在 自 上而下 的單軌 上運行 。人 民的意 見是不 論任何 性質 的政治 
所不能 不加以 考慮的 ，這是 自下而 上的軌 道 。任一 個健仝 的， 能持久 的政治 必須是 上通下 
達， 來往自 如的雙 軌形式 。這在 現代民 主政治 中看得 很淸楚 ，其實 卽是在 所謂 專制政 治的實 
暌運行 中也是 如此的 。如 果遺 雙軌 中有 一道汙 寒了 •就 會發生 桀 紂之類 的暴君 。專制 政治容 


U 敬注锥 紂 ，那是 m 爲 n 下而丄 的軌近 是容 U 汗 寒的緣 故❹ 可是與 制政 治：卜 也並不 完全是 桀 
紂 ，這 也說 明了： •适 條軌近 彼不是 永遠汗 寒的。 

中阈以 往的# 制政 治屮有 着兩笾 防線 ，使 可能成 货皱竹 的皂 帝不致 成饬鉴 君 。第 一道防 
線 Mr 政治饵 學奥的 無爲卞 義 。道 是從經 驗襄 累梭 出來 的逍理 。中 阈滕史 上並不 迠 沒存， K 張過 
甚至 試驗 過川政 治權力 來辟 阈家社 钤 名做典 •事的 。商鞅 變法 ，增加 了政府 所 做的事 情 ，也可 
以說 實現 r 政治 的能力 ，結 果 阈总 hi 強 ，打下 f 秦 阈統一 . 人下 的某礎 ， q u 商鞅在 倜 統的批 
評下是 被咒訊 的 ，他 個人的 V; 得# 終被視 作天道 不爽 的報應 。干莽 王安行 又是我 們熟舛 的 
史例。 他們泣 背政 治上的 無爲主 義 ，結 果都失 敗 f 。 爲什麼 呢丫同 情 他們的 人 惋 惜當時 「反 
動勢力 j 的阻桢 ，其贲 忘了這 幾位想 把 政治的 權變成 能 的人物 都忽略 r J: 法律範 圍不住 皇帝 
的 ht 制政 治下 ，政府 的 有爲祗 是作 Gh 而下 的單軌 上開快 萆 C 政府所 做的事 是否能 爲人仗 所 
接爻無 從知逍 ，而 K 卽使 有一构 •政策 n yv K 所擁 護的， m M. 人 K 妝沒 有保苻 每一惘 政策 都是 
八 ：：於 他們总 i 的 。苹軌 上的火 II 開快 r ， lun UI rK 意之外 ，淠 殃的還 U 人 K 。 ： 大卜 沒有 
人能 m 忏無法 控制的 野馬 ，是 有理 由的 。两洋 的政治 H1 U 加強對 權力的 控制 ，庾它 逐漸向 民 
意 n 资 ，那就 是憲法 •，中 國的 政治史 楚 軟禁 權力 ，侦它 不出 謝子， 以 政 治的無 爲主義 來代替 
憲法 。运 l 我所 謂 防止评 制政治 發生紧 /> 的第 一沆防 線。 

現仆我 們 pr 以認 爲運楝 無爲 t 龚 的不徹 底 ，要不 得， 這 是因爲 現代 生活中 我們必 須動用 
政治 權力才 能完成 許多有 關人比 覦 利之氺 的緣 故❶在 鄕十 性的地 方自足 的經 濟時代 ，這 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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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 的權力 浼有積 極加以 動用的 需要。 這不但 在中國 如此 ，在 西洋也 如此。 憲法是 現代的 
產物 ，在 現代 之前， 西洋的 政權是 受着神 權的牢 籠 。就 是花現 代 H 業發 達之前 所成立 的美國 
憲法 ，主 要的哲 皋還是 r 最少 管事 的政府 是最好 的政府 」 的無 爲主義 。也許 W 爲我 們儒家 
的思想 J: 統治階 級中支 配力 量太大 ，所以 我們 在過去 不必在 制度上 去作有 形的牢 籠來軟 禁政 
權 ，以 致到現 在還沒 有憲法 的 傳統。 

由下 而上的 政 治軌道 

.在 這篇短 論裏 我想着 重的 倒不是 第一逍 防線 ，而 是第二 道防線 。我 們以往 的政治 一 方面 
在精 2 牢籠 了政權 ，另 一方. 面又在 行政機 構 的範圍 上加以 極綠重 的限制 ，那 是把集 權的中 
央懸空 起來， 不使它 進行人 民日常 有關 的地方 公益範 圍之中 。中 央所派 遣的官 員到 知縣爲 
止 ，不再 下去了 ❶自上 向下的 單軌觝 築到 縣衙門 就停了 ，並 不到 每家八 家大門 前或大 mj 之內 

是最 有趣的 ，同時 也最重 要的， 因爲這 是中國 1 中央集 權的專 制體制 和地方 自治的 民主體 
制打 交涉 的關鍵 ，如 果不弄 明白這 愐關鍵 ，中國 傅統 政治是 無法理 解的。 

這關鍵 得從： 兩 面說起 ，一面 是衙門 ， 一 商 是民間 。先 從衙門 說：我 說中央 所派的 官員到 
縣爲止 ，因 爲在遒 去縣以 下並 不承認 任何行 政單位 。 知縣是 父母官 ，是 親民 之官 ，是 直接和 
人民癸 生關係 的皇榍 的代表 。 事實上 ，知# 老爺 是靑天 ，高 得望不 見的； 衙門 是禁地 ，沒有 


普通老 K 姓可以 自由出 人的。 所以在 父母 之官和 子民之 間有着 往來接 頭的人 物 C 在 衙門 裏是 
乌隸 、公人 、班頭 、差 人之 類的行 史。： 适棰 人是直 接代表 統治者 和人民 接觸的 ，何是 . 适锺人 
的社會 地位却 特別低 ，不徂 作 社會上 受人 奚落， 甚至被 統治者 所輕視 ，可以 和賤民 一 般剝奪 
若干公 權❶迠 一點是 很値得 注意的 ，因 爲這 是最容 易濫用 權力的 地位， 如果在 社會地 位上不 
用特殊 的服 力打峡 他們 的自箅 心， 這些 人可以 比犬 狼還兇 猛 C 當 這 種職司 的 人 在社會 地位上 
爬不起 來時， 他卽使 濫用 權力 ，並不 能藉此 擢升， 因之他 們的貪 婪有了 個事實 上的限 糾 C 

作 無爲 ^ 義政 治中常 地方宫 是近於 冏 差 ，我們 Mr 以在 歷史 上沿 到很多 !: ; 迫職 務^-遊 山玩 
水 ，發 jl 文巷 IT 能的例 f 。 他 們的任 務不過 於收税 和收糧 ，處 理民問 訴訟 。對於 後者 ，淸高 
的 ^:求 無訟 ，贫 r; 的雖則 Mr 以行 贿， m 是一 旦行贿 ，訟訴 也自會 減少， 反正要 花錢， M 必去 
打宕 司呢？ 肩人的 n 務也 UJ 之祇限 於傳達 命令， 大多是 要地 方出錢 出人的 命令。 

如 m 縣政府 的 命令值 接發 到谷 家人家 去的 ，那才 眞是以 縣爲 基層的 行政體 系了 。事 實上 
並不然 ，縣 政府 的命 令是發 到地方 的自治 單位的 ，在 鄕村裏 被稱爲 r 公家 J 那一類 的紐 織。 
我稱： 迟頰紐 織作爲 A 治單 位是 m 爲远是 一地 方社區 裏人民 因爲公 共的黹 要而 自動紐 織成的 團 
體 。公 h 的 W 要 足 指水利 、自衞 、調解 、互助 、娛樂 宗教等 ◦這些 是地方 的公務 ，在 中國 
的傅統 (依俜 活荇 的傅統 ) 裏是 並 非政府 的事務 ，而是 由人民 自理的 。在這 些公 務外说 有 I 
個朮要 任務就 迠 應 付 衙 U C 

我把應 R 衙門适 任務和 其他地 方公務 分開來 說是有 原因的 。在 自治紐 織裏 負責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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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 稱爲管 事和董 事等 地方傾 不出 面和 街門有 政務 上的 往來❶ 這件事 却另外 由一 種人镥 
任 ，被稱 爲鄕約 等一類 ,1 方代表 。在 傅統 政治裏 表 面上並 不承認 有自下 而上的 政治軌 道 。君 
要臣死 ，不 得不死 。違抗 命令就 是罪名 。但 是自上 而下的 命令誰 也不敢 保證一 定是人 民樂於 
或有力 接受的 。所以 事實 上一定 要敷 下雙轨 。衙門 裏差人 到地方 上來把 命令傳 給鄕約 。鄕約 
是個 苦差， 大多是 由人民 鞴流擔 任的， 他並沒 有權勢 ，紙 是充 當自上 而下的 那道軌 道的終 
點 。他 接到了 衙門裏 的公事 ，就 得去請 示 自治組 織裏 的管事 ，管 事如果 認爲不 能接受 的話就 
退回去 。命 令是 違抗了 ，這鄕 約就被 差人送 入衙門 ，打 屁股， 甚至押 了起來 。這樣 ，專 制皇 
權的 面子是 顥全了 。另 一方面 ，自下 而上的 政治活 動也開 始了。 地方的 管事用 他紳士 的地位 
去和地 方官以 私 人的關 係開始 接頭了 •如 果接頭 的結果 達不到 協議 ，地 方的管 事由自 己或委 
託親戚 朋友， 再往上 行勘， 到地方 官上司 那裏去 打交涉 。協議 達到了 ，命 令自 動修改 ，鄕約 
也就 回鄕。 

卩在道 種機梅 中 ，管事 决不能 在公務 上和差 人接頭 ，因 爲如果 自治團 體成了 行政機 構裏的 
一級， 自！^而 上 的軌道 軾被淤 塞了。 管事必 須有社 會地位 ，可以 出 入衙門 ，直 接和有 權修改 
命 令的官 員協商 。這是 中國社 會中 的紳士 (參 考拙 作「論 紳士 J , 觀察 三卷二 期)。 

在 這簡單 的敍述 中我希 望能說 明幾點 ： 1 、 中豳傅 統政 治結構 是有着 中央集 權和 地方自 
治的兩 層 。一一 、中 央所 做的 事是極 有限的 ，地方 上的公 益不受 中央的 干涉， 由自治 團體管 
理。 三 、表面 上 ，我 們祗 看見自 上而下 的政 治軌道 執行政 府命令 ，伹是 事實上 ，一到 政令和 


人民接 觸時， 在差人 和鄕約 的特殊 機構中 •轉 入了 自厂而 上的 政治城 逍，： 道軌道 並不在 政府 
之内 ，但是 其效刀 却 很大的 ，就 是中國 政治中 極重要 的人物 ，紳士 。紳 士可以 從一切 社曾關 
係 ，親成 、同 鄕同 年等等 ，把壓 力透到 上層， 一直可 以到皇 帝本人 。四 、自 治團體 是由當 
地人 民具體 需要中 發生的 ，而且 享受着 地方人 民所授 f 的權力 ，不 受中 央干涉 。於是 人民對 
於 「天 高皇 帝遠」 的中央 權力極 少接觸 ，履行 了有 限的義 務後 ，可以 鼓腹而 歌 ，帝力 於我何 
有哉— 

自治 單位完 整性 的破壞 

在上 述那樋 行政 機構中 ，無 能不是 個惡名 ，貪汚 也有惘 限度， 行政 效率根 本不發 生問 
題 。和 人民直 接有關 的公務 ，有着 地方自 治團體 負責 ，而 地方自 治團體 是人民 自己經 營的具 
體有 關生活 和生存 的事的 ，所以 效率 是不能 低的。 在 雲南呈 貢化城 的人民 如果娶 了 親不 生孩 
子 毎年都 要受公 家的罰 ，甚至 於 打屁股 。宗 教的， 習俗的 制裁力 支持 着這些 自治團 體的公 
務。 皇帝無 爲而能 天下治 的原因 是有着 無數這 類團 髏谓 地的勤 修民政 ，集 權的中 央 Hr 以有權 
無能 ，坐享 其成。 

可是鄕 土性的 地方 自足時 代是過 去了。 超過於 地方 性的公 務日漸 祓雑， 要維持 這有 權無 
能 的中央 是不合 時宜了 ，這 一 點任 何人都 應 該承認 的 。 事 實的黹 要使 中央 的任務 日益擴 大。 
這擴 大並 不引起 制度上 的困難 ，因 爲中 國的傳 統本是 中央集 權的， 甚至可 以說 ，在法 律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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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權 力可以 大 到無限 。於是 防止權 力被濫 用的第 1 道防線 潰决了 。無 爲主義 的防線 的潰決 
我們 不必邡 以惋 惜，. 這本 是消極 的辦法 ，不適 用於現 代社會 。我在 本文中 想提出 來檢討 的是 
第二道 防線 ，在 專制 和集權 名義所 容忍着 的高度 地方自 治❶保 甲制度 的推行 把這 防線 也銜破 
了  o 

保甲 制度是 把自上 而下的 政治軌 道 築到每 家的門 前 ，最 近要 實行的 警管制 更把這 軌道延 
畏到 了門內 。保甲 制度有 它推行 的原因 ，自上 而下的 軌道半 途停下 來， 像傳統 的形態 ，對於 
政令 的執行 是不易 徹底的 。爲 了要 在這 單軌上 開快車 ，軌 道是延 長了。 保甲制 度本來 是有意 
成爲 基層 的自 治單位 ，從' 逼起 點築起 一條公 開的自 下而上 的軌道 ，實 現現 代的民 主政體 。如 
果 能貫撤 這目 的自然 是好的 。設計 這制 度的人 却忽略 了一點 ，政 治是生 活的一 部分， 政治單 
位必需 根 據生活 單位。 生活上 互相依 賴的單 位的性 質和範 菌却受 肴很 多向 然的 、歷史 的和社 
會 的條件 所決定 。我 們絕不 能硬派 一個 人進入 一個家 庭來湊 足一定 的數目 。同 樣的地 方團體 
有它的 完鞭性 。保甲 却是以 數目來 規定的 ，而且 力求一 律化的 。把這 保甲原 則壓 上原 有的地 
方自治 單位， 未免會 發生 格格不 相入的 情形了 。原 來是一 個單位 的被分 割了， 原來是 分別的 
單位 被合倂 了 ，甚至 東凑西 拚 ，支離 碎割， 表面上 的一律 ，造成 實際上 的混 亂。 

生活是 不能在 混亂 中繼繪 下去的 ，於 是在 鄕村 中常看 到重港 的兩套 。一 套是智 方 ， 一 套 
是民方 C 如果官 方那 一套紙 是官 樣文章 ，那倒 也罷了  ••事 實上這 一套却 是有着 中央權 力的支 
持 ，民方 那一套 却是不 合法的 。於是 官民兩 套在基 層瓧會 開始糾 禳。 


政治雙 執的 拆除 

問題的 嚴重以 致值 化是 發生在 保甲的 人選上 。保 甲是執 行上級 機關命 令的行 政機構 ，同 
時却 是合法 的地方 公務的 執行者 J 這兩 種任務 在傅統 結構中 由三 種人物 分擔： 衙門裏 差人， 
地方上 的鄉約 和自 治團體 的領袖 管事 。現 在把這 三種人 合而 爲一是 假定了 中央 的命令 必然是 
合 於人民 意願和 地方能 力的。 這假定 當然是 堂皇的 ， 但 是 比了傳 統任何 皇權的 自 信還大 。從 
這 假定中 發生的 中央 和地方 合一 的保甲 制度發 生了許 多事實 上的困 難了。 

卽是 到現在 、很多 地方凡 是有地 位的人 是不願 做保娃 的 ，傳統 的紳士 爲了他 A: 政 治結構 
中的 特殊作 用不能 進入行 政機構 。他 一旦走 了進去 ，惟一 的自下 而上 的軌 道就 淤寒了 。保長 
對於 縣長 是下羼 對上司 ，他 的責任 是執行 命令， 不能討 價還價 。爲 了維持 這傳 統方式 ，當保 
長 的常是 社會 沒有聲 望的 人等於 以前 的鄕約 ，可是 事實上 保長 和鄕 約是不 同的 。鄕 約是沒 
有權 力的， 而保長 却 有權力 。以並 不代表 地方利 益的人 來捤住 地方的 權力， 而且他 邕 合法的 
地方公 钱 執行者 ，他有 權來管 理地方 的公款 ，道 變化花 地方 上引起 的迷惑 是 深刻的 。結果 是 
地 方上有 地位的 A 和保 長處在 對 立的地 位而沒 有橋梁 可通。 

鄕村裏 有聲错 的人爲 了自己 的利益 ，放 棄地 方立埸 加入行 政系統 ，較爲 合算 。他 當了保 
長 之後還 是可以 支配 地方自 治事務 。但是 事實上 ，他 的地 位是改 羧了 ，因爲 他 不能疖 絕上級 
命令 ，不 能動用 6 下而上 的政治 勒道。 這類地 方也就 完 成了下 情 不能上 達的政 治死角 。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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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時祇 有革 命了。 

保甲 制度不 但 在 區位 上破读 了原 有的社 區單位 ，便 許多民 生所藺 的事無 法進行 ，而 且在 
政 治結構 上破壊 了俥 統的專 制安全 瓣， 把基層 的 社會逼 入了政 治死角 。而 事實- M 新的 機構並 
不能有 效的去 接收原 有的 自治機 構來推 行地方 公務 ，舊 的機構 却失去 r 合 法地位 ，無 從正式 
活動 。某 •層 政務就 這樣偎 持 f  , 表现 出來 的是基 M 行 政的沒 有效率 C 

中 央延拉 自上 而下的 政治熟 也 ，目 的是 g 有效促 進政令 。中央 的政令 是容易 下達了 ，可 
是地 方的公 務却值 持了 。中央 下達的 政令中 ，除 了要 錢要 人之外 ，凡 是要在 地方上 建設的 
事 ，好像 增產 等等， 却因爲 地方社 會結構 的紊毗 和 機構的 值 持， 公文停 留在保 公所裏 ，走不 
出來 。 在這種 情形下 ，不論 IT 能 有多高 ，絕 沒有施 展 的機會 。 別人 批評行 政人員 無能 ，我很 
覺 得不年 。 

XXX 

從鄕村 的实 •層沿 去 ，使我 覺得行 政效率 的喪失 ，人 的因素 可能不 及制度 ，也 許應 當說政 
體爲大 。制 度上 發生的 病症必 然是有 歷史性 的； 所 謂歷史 性並不 是說這 是宿疾 ，由來 已久。 
在遇去 ，如 果幾 千年來 ，我 們一直 生着像 現在 這樣 嚴重病 ，帶 病延 年也决 不 能延得 這樣苌 。 
現 !: 的 病症是 從我們 轉變中 發生的 ❶我們 必須在 蜃史背 景中 ，才能 昧解 這病源 ，但是 得病的 
貴任並 不是我 們祖宗 ，而 是我們 自己。 

依我在 上邊 的分析 ，也 許可以 看到 ，基 層行 政的僵 化是因 爲我們 一方面 加 強了 中央的 


能， 另一方 面又垛 住了自 下而上 的政治 軌道 ，把傳 統集權 和分權 、中 央和 地方的 調協關 鍵破 
壤了 ，而 並沒有 創制新 的辦法 出來代 替舊的 。我們 似 乎有意 無意的 想轼驗 政治單 軌制 。一個 
歷史 t 從 沒有成 功遇的 方式， 目前所 遭遇的 政治上 的嚴 重局面 ，也 許値得 我們撤 底自省 ，及 
早改變 這企阖 了罷。 


基靨 行政的 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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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雙 軌政治 

上 月我寫 了一篇 「 基層行 政的復 化 j  , g 大 公報發 表之後 ，半 個月裏 我接 到了若 干相識 
的和不 相識的 朋友們 的來信 。秋 來氣 候變得 太激烈 ，舊 疾時發 ，執 筆爲艱 ，未能 一 一 答覆， 
因之 我想在 這 裏再借 大公報 的一櫊 篇幅把 上文未 盡之意 ，或是 可能引 起誤會 的地方 ，加以 申 
引 說明。 

批 評者的 論點 

有一位 朋友很 率直的 問我是 否想做 司馬光 。他 說： 「自 歷史言 ，保 甲制固 曾中衰 ，然彼 
一時也 ，此一 時也。 彼時交 通不庳 ，行 政人 員又未 受訓練 ，加以 主其 事者剛 愎自用 ，所 託非 
人 ，以 致未 見實效 。今 則不然 ，上 述之阻 礙已 不存在 。更 有進者 ，吾 國現處 數千年 之大變 
局 ，典車 萬端 ，而 人民之 程度猶 未達自 覺之境 ，故 所典所 革必自 上爲之 ，保甲 制乃深 入民間 
之執 行機構 ，正 宜加強 其效力 ，而先 生反提 回原之 論， 其將以 現代 之司馬 光自 期乎？ 先生豈 
知腐儒 之已成 臊史 之陳物 乎？」 

我是 否想做 司馬光 ，無關 宏旨， 不必置 論 。在 這段話 裏 ，在 我讀來 ，却包 含兩禰 很重要 
的論 點， 我願意 代爲發 揮 1 下： 


1 、 傅 統皇權 的無爲 主 義是出 於客觀 情勢的 限制 ，包括 技術和 行政的 條件。 M 些 限制使 
企 阖加強 中央對 地方權 力的改 i 無法貫 澈他們 的主張 。司馬 光 之流的 「腐儒 J 不過 是在客 
觀條件 所發生 的事實 結果上 做做文 章罷了 ，並沒 有實在 的力董 。現 I: 客觀 情勢 4 經改變 .中 
央集權 事實上 巳 經可能 ，而且 跟苕 鐵路 、公路 、飛機 的應用 ，大一 統的局 面業已 在形 成中， 
這聆 需要 的應當 是怎樣 囚勢適 情的去 加強這 集權制 的機構 ，現代 司馬 光不會 發生作 用的。 

二、 爲什麼 要集權 呢？ 這位朋 友也提 出了一 個値得 我們考 慮的意 M 。 中阈社 會的需 要現 
代化 並不是 由於自 身矛盾 的爆發 ，而 是所謂 「 外鑠」 的 ，由於 和西洋 文化接 觸之後 所引起 
的。 於是感 覺到需 要變和 明 白怎樣 變的八 並不 是大衆 ，而是 少數的 先知先 覺 。少數 人爲了 全 
體 的適應 於現 代社會 ，必 須設法 去 「改 良」 大 多數人 的生活 。這 裏所謂 「改 良」 就 表示了 我 
在上 文中所 說的自 上而下 的過程 。中 央權 力的加 強正合 於 推行道 種改良 H 作的 需要。 

民主 和憲法 

這兩點 ，如 我所 發揮的 意思說 ，我大 醴上有 一部分 是可以 同意的 。其實 ，先就 第一點 
說， 我在上 次的論 文中並 沒有否 定中央 權力训 強的需 要和 趨勢， 更沒有 意思要 重提皇 權無爲 
論 。我所 着重的 並不是 中央和 地方 分權的 問題而 是中央 權. 刀的贵 任問題 。關 於這點 ，我想 引 
用 另一封 批評 我的信 來加以 說明。 

「我 對於 你近 來所發 表的 文章時 常感覺 到不 夠爽直 的毛病 。你 爲什麽 一定要 避免 ，也許 

苒酴 9K 軏政治  五五 


鄉- H 重薄  五六 

並不 是你 有意的 ，許 多簡 單明白 的名詞 ，而 繞着很 多圈子 說話， 結果使 讀者捉 不 住要點 。甞 
如你 那篇論 某層行 政 的文章 ，你 造下了 不 少好像 政治的 雙軌和 單軌 等名詞 ，而 實際要 說的不 
就是 民 主和 憲法麼 ？」 . 

我想這 位朋友 說得很 對的， 我在那 篇 文章中 想着重 的是防 止權力 的濫用 。防 止的 方法有 
積極的 和消極 的兩途 。傳統 中國所 採用的 是消極 的辦法 ••皇 權無爲 ，衙門 無訟 。這些 辦法在 
有着 r 客觀情 勢的限 制」 時是 足夠了 ，但 是現 在這種 限制一 I 經放 鬆了 (還 沒有完 全不存 在)， 
所以 消極 的辦法 是不夠 了。 積極的 辦法是 在加強 r 自下 而上 」 的政 治軌道 ，就 是民 主和憲 
法。 我不用 這兩悃 現存 的名詞 是 有意的 ，原 因是這 雨個 字巳經 用濫了 ，羊 頭和 狗肉浞 得太 
久 ，會忱 人不 感肉味 ，所以 我花 分析一 個具體 現象時 ，感覺 到這些 名詞不 夠達意 。如 果要用 
這 些名詞 ，我 還得 先加鼸 明：憲 法是限 制政府 .權力 的契約 ，訂 立這契 約的是 人民和 政府兩 
造 。民主 是表達 人民意 見的方 法和代 表民意 的機構 。在這 樣的定 義下， 我可以 說加強 自下而 
上的政 治軌道 來防止 權力的 濫用 就是民 主和寒 法了。 

防止權 力濫用 ，並 不一定 是指反 對中央 集權及 加強中 央政府 的任務 。英國 的內閣 現在可 
以管到 每家每 餐有沒 有肉吃 ，克利 浦斯甚 至可以 使女人 的裙子 「愈 短愈 妙」， —— 這是集 
權 ，仴是 他們並 沒有， 也不能 ，濫 用權力 ，因 爲無論 內躕的 權力 大到怎 樣桂度 ，却大 不出國 
會 所授予 他們 的範圍 。英 臃政府 所有的 權力是 有限的 ，限 於人民 所允許 他們的 程度。 這樣說 
來 ，防止 權力的 濫用並 不一定 是回原 到皇權 無爲主 醆了❶ 


限 制權力 的消極 方法逐 漸失去 其客觀 條件， 是件不 應 當忽視 的事實 。正 因爲 如此， 所以 
我們得 在積極 方法上 去打算 。紐 套積 極方法 在中國 傳統的 政治檐 構中並 不發達 ，於是 我們不 
得 不向西 洋 ，尤其 是英美 ，學矜 。 

兩橛還 是雙軌 

傳統 中國給 我們的 遺產中 所不足 .而 必須向 英美學 習的 並不是 限制權 力的谌 要 ，而 是政治 
權刀 大可有 爲的現 代情勢 中積棰 性防 L 它被濫 用的有 效機構 。 我們 遺產 中找得 到 「民 爲貴」 
的精神 ，找 得到 「 不輿 民爭 」 的磨度 ，也 找得 到基本 瓧會團 餹的自 治習慣 .，柯 是找不 到像英 
美 一般的 憲法和 民主。 

中國傅 統政 治機構 究竟是 怎麼 樣的 呢？ 在這裏 我可以 提到 張東蓀 先生 對於我 那篇 淪文的 
意 兄 了 。他在 r 我亦追 論憲政 兼及 文化的 診斷」 ( 觀 察三卷 七期) 裏説： 「他 認爲中 國政治 
軌道有 ：€ 侗 ，一垦 自上而 ：卜的 ，另一 是自下 而上的 。雖然 n 上而 下與 c 下而上 等用浯 容 U 迢 
人於誤 解， [j 讲實上 却有 這樣唞 橛 的分別 。所以 我特別 避用 這些容 易 誤 會的名 詞， 而只把 L 
一橛名 爲甲橛 ，把下 一橛名 爲乙橛 。甲橛 是 皇 帝的政 權和它 僚 的政治 ，乙 橛是 鄕民爲 了地方 
公益而 内己宵 行的互 助。」 

張先 生爲了 要避了 上 ：卜這 兩惘 似乎帶 肴 價値觀 念的字 ，用 橛來代 替軌道 。這 些本來 裸是 
取臂之 意 ，總不 會十分 切當的 •，倂 是這 一換 ，却 把我护 說明 的傳統 結構的 形態的 一方面 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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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得果肖 了一些 。兩橛 是指 兩部分 ，首 尾銜接 的兩段 ， 1 根竹 竿的阐 節 。這 就是我 在 上文中 
所說： 「把集 權的中 处 懸空起 來 ，不使 它進 入人民 日常 有關的 地方公 益範 圍之中 。中 央所派 
遣的 官员 到知 縣爲止 ，不 再下去 了。 自上向 下的苹 軌 祇築到 縣衙一 :就停 / 。 」 在 地方上 ，有 
另外 一套自 治機構 ，所以 可以說 是蝌概 。兩 橛的 形態是 從有形 糾織 forma 一 .  organization 
上看 出來 的。， f 果我們 祗從法 定組織 dejure  organization 看去 ，連 乙橛都 看不到 ，因 爲地 
方的 自治紐 織是 實有 defa o o 紐織， 不是法 定糾 織。 

可是我 AJ: 上 文中乂 提出 f  一個 理論 上的 原則： 「 政治絕 + 能祗 AI CI 上而下 的單軌 上運行 
的 。一個 健全的 ，能持 久的政 治必須 是上通 T 達 ，來還 自如的 雙軌形 式。」 如果运 原 則可以 
確 立的話 ，則 中國 傳統政 治中不 能 祗是相 聯或相 配的 r 兩橛」 結構 ，(我 {: 上 文中曾 用 r 中 
央 集權和 地方自 治的兩 層」 的說法 )闪 之使我 /!; 傳 統結構 中發現 了一種 「 無形 糾織」 informal 
organization, 「就是 中國政 治中極 重/要 的人物 ，紳 士。」 道個 無肜 m 織是一 條自下 而上 
的 r 無形 軌道」 。所以 我又說 ： r 紳士 可以從 一切社 會關係 ••親 戚 .*冏 鄕 、同 年等等 ，把雁 
力透到 k 層 ，一 直可以 到皇 帝本人 c 」 如 果 我對於 紳士的 政治功 能的說 法是 正確的 ，則政 治 
雙軌 原則不 但 「在 現代 民主政 治中看 得淸楚 ，其實 卽是在 所謂專 制政 治的實 際運行 中也 U. 如 
此 的。」 

爲了 要形容 政治結 構的全 部形態 ，包 括有形 、無形 、法定 、實 有的 各種紐 織 ，用 r 兩 
橛 j 不如用 「 雙軌 」 形容來 得切當 。兩橛 是分層 的 ，雙 軌是平 行的 。花 英國， 威士敏 斯特的 


巴力門 和唐甯 街的首 相官邱 是並峙 的， 在美醣 ， Capitol 和 White  House 也是遙 遙相望 的， 
這些 象》着 這雙軌 平行 形式。 

地 方人才 

W 於 紳士在 傳統 政治裏 的功能 曾引趄 另 一位來 信的 朋友的 責問： 

r 我曾讀 過你， 在觀 察上 發表的 『 論 紳士』 ，所 得的印 象乃是 此種人 物係以 卑 顏屈膝 之態 
度取得 皇帝之 憐惜， 得免於 徭役陚 税者 。但是 I: 你基 層行政 一文中 ，却 又力言 紳士在 傳統政 
治中 之貢獻 ，豈 非矛 宥？ 更從該 文的結 淪看去 ，又 似 乎 對於這 坱謂自 下而上 的傳統 軌道 ，戀 
戀不捨 。你 是否對 這種所 謂紳士 的人 物還寄 託着改 革中 國政治 的希望 麽？ 這是 我所不 敢苟同 
的落 伍見 解。」 

我不 敢說我 潛意識 裏浼有 這位朋 友所說 的 「戀 戀不 捨」 之情 ，但 是就 文論文 ，卽 有此情 
亦當在 文外。 任 那篇論 文 中我並 沒有把 怎樣恢 復政治 雙軌的 意見 說明， 因爲我 祇想提 出原則 
上 的問題 /以 及現狀 的診斷 罷了。 

如 果能把 附眷在 紳士這 個名詞 上的悪 或和成 見除去 ，我 想地方 上的領 袖人才 在恢 復政治 
雙紈 中實是 有相 當甫 要的 地位的 。我在 r 重訪 英倫 」 的 r 訪堪村 •話 農業 」 一 文 中曾提 到過英 
國鄕村 裏缺 乏臌 會重 心的話 。以往 那種貴 族鄕紳 、牧 師等 人物現 在巳經 失去了 被人民 尊重 
的地位 ，佴 是％ 英 國鄕村 裏却有 一種人 在擔 負過渡 性的領 袖責任 。我稱 他們的 責任是 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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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因 爲依我 看來， 將來鄉 村社區 裏自會 生長出 新的社 會重心 和新的 領袖人 物來的 。現 在那 
些過渡 性的領 袖是 從都市 裏退休 回去的 醫生、 公務員 、學者 ，和 富於服 務心的 太太們 。這些 
人 並不是 從鄕間 出身的 ，他們 的截 業也不 在鄕間 ，但是 退休到 f 地方上 却成了 地方自 治的機 
構中的 重要人 物了。 

到火車 站開 了汽車 來接我 的是一 位太太 ，她 是地方 法庭上 的審判 官 ，是 地方政 府的理 
事， 是戰時 招待疏 散兒董 的委員 ，銜頭 多得很 ，還有 人吿訴 我她是 「義 務車夫 J ， 凡是有 人 
病了 ，有 像我這 種客人 下鄕， 她百忙 裏也會 抽空出 來開車 接送的 。她是 個大學 畢業生 ，懂 辑 
文學和 藝術， 又有興 趣和我 一起在 牛津的 農業硏 究所费 / 半 天和各 個專家 談話 ，發出 我所想 
不到 的具體 問題。 她是一 位倫敦 商人的 太太。 

苒舉 那悃到 中國來 過的轚 官作例 。他 曾爲我 們關稅 設計防 疫事宜 ，又在 印 度做過 多年醫 
官 ，年 老了退 休回來 ，住在 堪村他 在堪村 主持着 地方衞 生事務 ，推 動水管 的設置 ，在 
地 方政府 中是這 類委 員會的 主席。 他曾經 給我看 I 本 地方政 府手册 ，職 員表中 名字有 好幾十 
個 ，各種 委員會 我一 時也看 不完。 我問他 這些是 誰呢？ 他指着 一 個個名 字說： r 這是 泥水 
匠 ，道 是種田 的：… 道些是 和我們 一般性 質的 …… j 我指 着前面 幾個名 字問他 ： 「你 們和他 
們 合得來 麽？  J 「當然 ，不但 合得來 ，而且 我們是 個很好 的隊伍 (Team) ； 我們不 很知道 
地方上 的需要 ，他 們不 很知 道怎樣 才能滿 足這些 需要， 我們一 合揃來 1 地方 上的事 就好辦 


這 段話可 能影春 了我在 上次諭 文 中所含 塞 的見解 ，不譫 這 是不是 r 落伍」 ，我很 羡慕英 
國鄕村 裏有這 些退休 回村的 專家們 ，和 不在馬 將桌上 消耗 時間而 願意在 鄕間做 「義 務車夫 」 
的太 太們。 這些人 物如果 允許我 把他們 包括在 「紳 士」 一類中 ，我 願意 把地方 自治的 前途寄 
託在 他們的 身上。 

或 者有人 認爲這 是英國 的情形 和我們 國愴 不同的 ，中闺 的紳士 都是 「劣」 的， 是剝削 A 
民的。 我並不 願爲他 們辯謐 .雖 則我確 知道有 些紳士 們是熱 心於 公務的 。我 不願辯 護 的原因 
是在 中國傳 統紳士 是地主 佔絕對 多數。 地主的 經濟基 礎可以 說是 剝削農 民的。 如果中 國也有 
一大 批不必 寄生在 地 方上的 ，而 有專畏 的 A lr 退回到 鄕間去 ，我想 他們並 不一定 不能做 到英 
鼸那 種情形 。 阕題 是在像 那種 醤官 們的中 鼸人 一旦老 了却並 不回 鄕罷了 • 

提 高行政 效率重 在地方 

說到 這裏， 我可以 重提 第一位 朋友給 我信中 的第二 點了  C 處於 激速 變禳中 的社會 是否需 
要個 強有力 的集權 的中央 政府？ 從表面 上看去 這個 論調 是很有 理由的 。我並 不是捆 迷信 r 人 
民」 的人， 我承認 經遇幾 千年專 制政治 壓迫下 來的中 B 老百姓 ，政治 程度是 極低的 。他們 怕 
事 ，他們 肓從 ，這些 都可以 是事實 。中 國現 代化的 需要不 是基層 老百妷 所自覺 ，卽使 覺到了 
生活不 能這樣 下去， 也不一 定知道 怎樣解 决他們 的問題 ，這些 我也充 分承認 ，但 是我從 這些 
事實 中得出 來的結 論 却不是 加強遠 離老百 姓的中 央權力 ，而是 ，相 反的 ，應該 在基層 自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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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中去加 強啓發 和領導 作用。 

我 在上次 論文中 所表示 最使我 痛心的 就是保 甲成了 中央法 令的執 行機關 ，而 不是 ，也不 
能成爲 ， 一 個自治 單位 ，在 保甲的 人選上 又因爲 我在上 文中所 說的那 些原因 ，無法 到能啓 
發 和領導 地方自 治工作 的人去 參加， 相反的 ，差 不多已 成了流 氓地痞 的淵藪 。在這 現行 的機 
構中 ，中 央儘管 有良法 美意 ，一到 最後執 行者 手上 ，就 會變成 擾民的 舉動。 卽使假 T 創立現 
行保 甲制的 用意是 爲了要 增加行 政效率 ，結果 却是欲 速不達 ，反 而使 基層 行政 淪於 代 化 
中央集 權並不 是說地 方上的 事由中 央代辦 ，眞正 做地方 b 事務 的還 a 地方 上的人 ，屮欠 
不信託 原有在 地方上 辦 事的人 ，而要 自己去 挑選 執行法 令的人 ，結果 這些人 祇會傅 1 命令， 
事情辦 不成； 或是 借着中 央所 授的權 力在沒 有鄕誼 的人羣 中爲非 作惡。 這又何 嘗是中 央集權 
的 1 昵？ 

如果眞 的想 推動老 百姓向 現代化 生活邁 進的， 在我看 來紙有 把人 才滲逢 到 和老百 姓日常 
生 活有關 的地方 自治事 務中去 。我們 傅統對 於衙 門的畏 懼和厭 惡不是 旦夕之 間可以 改 變的， 
何况這 幾 十年來 ，衙 門裏總 是伸手 出來要 ，從來 沒有給 遇； 這些 經驗使 一切從 官方發 動的改 
革都 成了十 足的官 樣文章 。所以 我說 如果眞 心 要改革 社會 ，紙有 從民間 的自治 機構入 手 • 
英國 人民政 治程度 可算是 _ 的了 ，但 是凡屬 地方上 不瞭解 或沒有 準備的 中央命 令還是 
常常行 不通的 。最 近若 干煤碳 罷 H , 就 是抗覼 中央 不顧地 方實情 濫下 命令的 表示々 中 央的政 
治機構 是集成 的作用 ，它配 合 、調解 地方 的活動 ，如 果把它 看成 一個自 己能發 動能完 成的機 


構 ， 我的概 念上是 有毛病 的。 

問題 還存在 

最後 我想 補充說 明就是 在傅 統結 構中 自下而 上的軌 道是脆 弱的； 利用無 形的 組嫌 ，紳士 
之藺 的社會 關係， 去防止 權力的 濫用 ，不但 並不能 限制皇 權本身 ，而且 並不是 常常有 效的。 
道也 是紳士 自身腐 化的原 因 。他 們可以 利用 道種 政治上 的地 位去謀 私利， 甚至倚 勢凌人 ，魚 
肉小民 。道 種無 形軌 道沒有 理由加 以維持 ，更談 不到加 強 C 從 這方® 說， 我實在 沒有 對這種 

•itr 饊檄不 捨」。 

爲了 適應中 央集權 ■鳙！ I 彍 ，政府 籩權大 可有爲 的趨勢 ，要維 持政治 機構 的健全 ，我們 
必須 加強 雙軌 中的 自下而 上的那 一道。 加強的 方法在 我看來 大槪紙 有學習 英美的 代議制 。顴 
於 這一點 ，近 來很 有表示 锒疑的 。梁 漱溪先 生那篇 r 預 吿選災 ，追 諭憲 政」 ( 顴察三 卷四及 
五期) 把這 懐疑 用文化 的觀念 明 白表達 了出來 C 但是因 爲梁先 生說： 「讀 者設於 本文 有批評 
見敎 之典 ，不妨 待之全 部理論 主張看 遇之後 也。」 所以 我在 這裏 不便對 這篇文 章說什 麽話 r 
可是 如果對 英 美代讓 制懷 疑的 ，不； § 懊疑它 値得不 値得學 ，或 是有 沒有能 力去學 ，怎 樣去防 
& 力的滏 用 ，還是 梱急 切得加 以回答 的間題 。這 問題並 不是菊 任何 人或任 何黨而 發的， 
令 鄱一 黨所龃 成的 政府必 然得做 岑以 往的 政府更 多的事 ，傳 統的無 爲主義 l 經失其 m 
_,而 在我們 的文 化遺涿 中 所有防 止權刀 濫用的 機構又 是十分 脆弱。 我們是 否將坐 視雙軌 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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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蝕 冲洗下 的鄕土 

李 林寒爾 (Lilienthal) 在 他所著 TVA  1 書中 ，曾用 「採礦 J  I 詞來描 寫美國 田納西 河 
流域以 往的植 棉方法 。採碳 是把地 下所儲 藏的 資源挖 掘出來 ，資源 挖掘出 來之後 ，這 地也就 
a 有用 r 。美 阈以往 植棉踽 域， 也有相 類的 情形， 一塊地 上種了 幾 年棉花 ，把 地裏的 養料拔 
完了， M 地乜 就不 能再棟 作物 ，除非 另加肥 田粉。 到後來 ，土地 祇給農 作物一 個生苌 的空 
間 ，所 能從十 ：裏長 出來的 ，都 得依靠 不斷 加到土 裏去 的原料 ，像 H 廠裏 的機器 ，李氏 認爲這 
铯 和農 業的原 則不 合的。 土地是 有生命 的有機 體 ，地力 得培茭 ，如 果培 養得法 ，可以 取之不 
竭， 用之不 窮， 不是個 礦山。 

田納 西河流 域土地 變質， 農作技 術的不 良 固然黾 一個電 要原囚 ，河 水的冲 洗影響 更大。 
土質 變壤 ，作 物不拉 ，加以 原有的 森林 日漸砍 伐之後 ，土 地大多 暴淼 。董山 濯濯： K 雨過 
後 ，泥七 裏 沒有 y 根 ，留 不住 本來 4 rJ 滋丧十 ：地 的水分 ，反 而被水 溶解了 各色各 様植 物的營 
養：： i ， 挾之而 去。 水往低 處聚 ，匯成 叵流 ，澎 湃急湧 ，拖 帶力 也愈來 愈大 ，一路 把膏腴 之地 
冲洸佼 蝕 ，浩浩 蕩蕩 ，奔流 到海不 復时❶ —— 經過這 様冲洗 過的土 地 ，由肥 田而 _土 ，由 
農地而 成荒： 51 。 

李氏屮 持 ：卜的 TV  A 計畫， 王要的 货 獻就 /g 土地役 原 。 一 方面 用巨場 控制水 流； 另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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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 用水 力發電 ，更用 電製造 化學肥 料 ，醫治 瘠七 .，再 一方面 選擇 農作物 ，培每 泥-^:吧 刀 
種植 森林， 恢復自 然的有 機循環 。這 個有鲔 於黃河 的禍水 ，竞 成了 這地域 人 说的 命脈。 

我 提到這 一套一 3 經爲國 人所熟 知的常 識 ，並 不是想 鼓吹把 這套計 畫拿到 中阈來 實施而 
已 ，而且 是想藉 這個例 子來說 明性質 上極 pr 類比的 一個瓧 會現象 ，就是 我們鄕 土社會 被損蝕 
冲洗 的過程 。如果 我們在 物質建 設上 想採取 TV A  一般的 計畫， 我們還 得把道 土 地復股 阶槪 
念擴 大成鄕 土復員 。除非 鄕土社 陡 裏的地 方人才 能培養 、保留 、應用 ，地方 性的仔 何建 設是 
沒有基 礎的 ，而 I 切建靛 計畫又 必然是 要地方 支持的 。因 之我寫 這篇短 論 ，提 出這個 問題來 
討論。 

落葉 歸根的 社會有 機循環 

鄉土 復員的 意思其 實還是 從近來 在上 海大公 報專檷 裏發表 過的幾 篇有關 基層行 政 問題的 
討論 中引伸 來的。 燕鳴軒 先生在 他 「論 某層行 政的 價化」 一文中 (見 十月十 九日上 海大公 
報) ，詳 細說明 了地方 自治機 構逐步 腐爛 的經過 。黃 明正先 生也在 他 r 從經濟 角度漭 基 •層行 
政的 價化」 一文中 (見 十一月 十六日 上海大 公報) ，強 調這一 方面的 情形。 黃先生 似乎認 爲 
被我 r 評價 太高， 期許太 切」 的紳士 ，自 古至今 •一 直是和 老百姓 利益相 衝突的 。 燕先 生則 
和我 近一些 ，承認 「這 條軌 的黄 金時期 ，士 大夫附 級 多能擔 負下 「逍在 師懦」 的光榮 使命， 
爲 民師表 ，移風 易俗， 促成郅 治的太 平景象 。當這 一條軌 到 r 腐爛 時期， 紳士們 勾結了 貪 


宫， 變成了 土豪劣 紳。」 —— 這 是說現 在 基層行 政的僵 化 M. 因爲 這條軌 道腐爛 的結果 ‘他至 
少 承認有 此一軌 ，此軌 如果不 腐爛， 還是 可 以發 生正作 用的。 我對於 歷 史知道 得很少 ，所以 
我不妨 留 此問題 給更適 合討論 這問糾 的人 去討 論罷 。我想 我們同 意的 是目前 地方 上各 種公務 
腐敗‘ 堪 ，政治 的雙軌 實 際都已 汙塞 。站在 自 上而下 的路線 上看， 地方官 無法執 行職務 ，竟 
有成 爲紳 士們的 傀儡 。中央 在名 義上 是集權 ，機構 上也巳 築下了 直達民 間戶内 的軌道 ，而實 
際上 却半身 不遂， 所築軌 道反而 給別人 利用來 營私舞 弊 ，大 權旁落 U 無數土 皇帝 手上 ，空擔 
了個惡 名 ，站 g 由下 而上 的路 線上若 ，有如 我自己 ，上 通的 軌道 影子都 不見了 ，以 致迚以 往 
r 道在 師儒」 時代 的無形 軌 道都覺 得値得 pl 念了 。回頭 看看 一般談 政治和 經濟改 革的人 ，眼 
睛 却大多 祇對肴 中樞 政策 ，這 一 大片 廣大苦 海裏 A: 法 外特殊 政治機 構中苟 延喘息 的老百 姓的 
慘景 ，連 提都沒 有人提 一提 ，怎能 不令人 痛心？ 

腐爛 的鄕土 上什麼 新 鮮時髦 的 外國好 制度都 建 立不起 來的 。腐 爛是病 狀， 形成這 結果的 
有一個 過程， 也就 是我在 本文中 所要提 出的 ，鄕十 祉會被 損蝕 冲洗的 經過。 引起這 損 蝕冲洗 
作用的 是許多 經濟 U 政治 、社會 、文 化的 因素， 這些因 素 發生在 我們近 年 的歷史 裏。 

我在 木文開 始時引 了一節 關於美 國 南部十 ： 地損蝕 和冲洗 的情形 ，因 爲這情 形給我 一種啓 
示， 使我覺 得中國 的鄕土 社 會中本 來包含 着賴以 維持 其健全 性的習 憤 、制度 、逍德 、人 才， 
曾汴 過去百 年中， 也不斷 的受到 一種被 損蝕和 冲洗的 作用， 結果剩 下 f 貧窮 、疾病 、颳 迫和 
痛苦 。我這 種看法 ，也睹 示除非 能大規 模的復 員鄕土 ，像 TV A  一般 的復原 土地，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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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 所做一 切花樣 ，用 意且+ 加懷疑 ，也無 法挽回 這個沉 淪的 大局。 

像我在 以往 幾篇剖 論中的 假定 一般 ，我 想在以 往傳統 的環境 中 C 我們 中國 是有一 套足以 
使 大多數 AK 能過 得去 的辦法 的 -生活 程度固 然很低 ，局面 的混 亂也沒 有停過 ，但是 標準放 
低了漭 ，多少 是常常 做到 r 黎民 不饑 不寒」 的小康 水準的 。在 現在 看來 ，這 小康 水準也 I 稱 
作過 .去 了的黃 金時代 ，而 且要恢 復到 這水準 ，已非 易事了  C 

中 國傳統 小康綷 濟是 建築在 小心 侍候土 地 ，盡 力保持 土力， 使人們 老是可 以取資 於地面 
上培 植的作 物的基 礎上。 這是李 林塞爾 所要在 田納西 河流域 恢復 的有機 循環。 任何一 個到中 
國鄕 村裏去 觀 _ 人 ，都 很容易 見到農 民們怎 樣把土 裏長 出來的 ，經過 / 人類 一度 應用之 
後 ，很小 心的重 又回到 土裏去 。人的 生命並 不從掠 奪地力 中得來 ，而祇 是這有 機循環 的一環 
。甚至 當生命 離開 了驅壳 ，這臭 皮瀵還 得人 土爲安 ，在什 麽地方 出生的 ，囘 到什麼 地方 去。 

人和 地在鄕 土社 會中有 着威情 的聯繫 •一種 桑梓情 誼-落 葉歸枨 的 有機循 環中所 培養出 
來 的精神 。這種 精神花 那些倚 賴礦淹 來 維持生 活 的人看 來是 迂闊的 。海 外的# 僑可以 勞苦鈐 
日， 一文一 文的儲 蓄了 寄回寒 鄕 ，死了 還要把 棺材遙 遠地運 回去 安葬； 那種萬 本歸原 的辦法 
是西 洋人所 不能了 解的 。在我 們傳統 文化裏 却潸得 比什麽 都重要 ❶我自 己就有 1 個老祖 ，中 
了擊， 派到雲 南去做 官， 受不住 瘅氣 ，死在 任所。 他的弟 弟锇牲 了自己 的前途 ，跋涉 長途去 
運柩 回吳江 ，經了 有好 幾年 ，遇着 备钂 困難 ，完成 這在現 代文化 中認爲 毫無必 要的使 命 a 但 
在我 們家譜 h 却大寶 特書 ，認爲 塍代事 業中最 偉大的 一 項 。如 果我們 從這 類事情 所代 表的意 


義來湣 ，可 能是値 得我們 細加思 索的。 這象徴 着鄕土 聯繫 的最 高表現 ，而 鄕七 聯繫却 維持舂 
這自 然的有 機循環 。也 就是道 有機 循環， 從農民 一朝的 拾糞起 ，男 萬里闕 山運柩 11 鄕 止， 那 
一套 所繫維 着的人 地關聯 ，支 持着 這歷久 未哀 的中國 文化。 

我希望 讀者 不要誤 解我竟 「落伍 」落到提倡拾糞運柩，這些是在1環境中所涞露出來 
代 表一種 精神 的方式 ，方式 儘可以 變， 我絕不 留 戀於任 何方式 ，但 是我確 覺悟到 這種精 神的 
重要 c 我 m 爲怕有 些把中 國傳統 看得 全無是 處的人 ，因爲 我提到 了拾# 運柩而 連其 所表示 的 
精神一 倂忽視 ，所以 不得不 借重李 林塞 爾的話 ，以 及標 準美國 事業的 T  V  A  , 來作 重提此 槿 
精 神的助 證。 

鄕下人 爲孩 子提名 ，最普 通的是 「阿根 」 ，人也 有根的 ，個人 不邊是 根上長 出的枝 條， 
他的茂 . 胳 來自、 适惘根 ，他 的使 命也 作 加強 M 個根 。這 侗根就 是供給 他生苌 資料 ，供給 他教育 
文 化的社 會 ： 小之一 家一村 ，大 之一 鄕一國 。這個 根正是 李林塞 爾所謂  Grass-root  c  唯有 
根固 的枝葉 才能茂 盛， 也祇有 枝紮茂 盛的根 才能阆 。從 社會說 ，取之 於一鄕 的必須 回之於 一 
鄕； 這樣 ，這悃 社會 才能維 持它 的水準 。不 論是 人才還 是物資 ，如 果像礦 苗一樣 祗取不 回， 
經過 一個 時候 這地方 必定會 浼蕪 。取 與回的 循環可 以很廣 ，很 祓雜 ，伹 是却不 能聯不 過來。 
T V A 是一個 大循環 ，我 們内 她拾 糞的小 農場是 個小循 環 。 循 環愈大 ，水準 愈高. ，但是 能維 
持任何 水準 ，必织 存個循 環 。採碳 式 的消耗 ，性 質上是 A 殺的， 自殺可 以慢性 ，但終 必有枯 
竭的 時限 。一個 健全的 和能平 衡的文 化必須 、站在 有機循 環的基 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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囘不了 家的鄕 村子弟 

II 我 們傳統 的鄕土 文化中 ，人才 是分散 在地方 上的。 最近潘 光旦先 生和我 一同分 析了九 
百十五 個 淸朝贯 生舉人 和進士 的出身 。從他 們地域 分 布上說 ，百分 之五二 •五 o 出自城 
市 ，百分 之四一 • 一 六出身 自鄕村 ，另 有百 分之六 •三四 出自介 於城鄕 之間的 市鎭。 如果再 
依省分 別來若 ，以有 較多材 料的* 、蘇 、浙 、魯 、皖 、晉 、豫 七省說 ，鄕項 百分比 超過城 
項的 有魯 、皖 、晉、 豫四省 (詳細 分析見 「科舉 與社會 流動」 ，「社 會科學 j , 淸華 大學發 
行 ) 。 這 些 數字吿 訴我們 ，卽以 必 須很長 文字 訓練才 能有機 會中式 的人才 ，竟 有一半 是從鄕 
間 出來的 。更 有意 義的是 我們所 分析的 人物中 父親巳 有功 名的和 父親沒 有功名 的比例 ，城鄕 
雙 方幾乎 相等； 城方 是六八 比三二 ，鄕方 是六四 比三六 C 這是 說中國 人才缺 乏集中 性的事 
實 ，也 就是原 來在鄕 間的 ，並 不因爲 被科舉 選擇 出來之 後就脫 離本鄕 。适 和現代 西洋社 會不 
同。 Sorokin 敎 授曾說 ： 「(在 西洋) 一切 升遷的 途徑幾 於全部 集中在 都市以 內 。如 果不先 
變做 城裏人 ，一個 鄕間的 寒門 子弟已 幾乎 完全不 再有攀 登的 機會。 J-M 中阈落 葉歸根 的傅 
統爲我 們鄕十 社宵保 持肴地 方人才 。這 些人物 卽使躍 登龍門 ，也 並不^ 本； 不 但不損 蝕本鄕 
的元力 ，送往 外洋， 而且對 於根源 的保衡 和培 養時常 看成一 種責任 。因之 ，常有 一 地有了 一 
惘成名 的人物 ，所 謂開了 風氣， 接着會 有相當 的時期 ，人才 輩出的 。循環 作育， 蔚爲大 
觀 。人才 不脫離 草根 ，使中 國文化 能深入 地方， 也使人 才的來 源充沛 浩闊。 


我在 「再論 雙軌 政治 J  一 文中提 到地方 人才的 問題時 ，曾說 起了英 國退休 的公務 員分散 
到 鄕間和 地方上 去服務 的情形 。燕 鳴軒先 生給 我私人 的信上 # 說： 「先生 所希 望的中 國紳士 
像英國 的紳士 ，事實 上恐怕 不相類 的。」 從目前 的情形 說固然 不相類 ，但 是我還 覺得在 傅統 
rd:  1 會中 ，似 乎曾有 過類似 的情形 。楊 開道先 生曾寫 遇一本 「中 國鄕約 制度」 ，從 這本 書裏看 
去 ，中國 ± f 大夫 對於 地方 isfi 比 任何其 他蒙的 中間階 級爲甚 。卽使 我們謹 
些人服 務地方 爲的是 保障他 們自豺 的地 主利益 ，是養 鷄取蛋 的作用 •，我 們也得 承認這 和殺期 
取蛋是 大大不 同了 。何况 在 中國傳 統土地 制度還 有着 「家 無三 代富」 的 升降流 動機構 ，形成 
另 一循環 ，使 刻苦耐 勞的小 農有着 t •升 的機會 並不像 那富者 愈富， 貧者愈 貧 的兩極 化的慵 

形呢？  • 

燕先生 很淸楚 的吿訴 我 們地方 權力變 質的經 遇：最 初是貢 爺老爺 ，繼 之是 洋秀才 ，最後 

是團閲 。爲什 麼會這 樣變質 的呢？ 那 就引到 了我在 本文中 所提到 的損做 和冲洗 遇程了 。以前 

保留 在地方 上的人 才被吸 走了； 原來應 當回到 地方上 去發生 領導作 用的人 ，離 鄕背井 ，不回 

來了 。一 期乂一 期的損 蝕冲洗 ，發 生了 那些渣 滓 ，腐化 f 中國社 會 的基層 鄕土。 

鄕土 培植出 來的人 已不復 爲鄕土 所用 ，這 是目前 很淸楚 的現像 •今 年暑假 很多畢 業生找 

不 到職業 ，在 一次 r 歡送 會」 裏很不 歡的談 到了這 靑年失 業問題 。有一 位老師 勸這些 靑年回 

鄕去 ，在 原則 h 是能 說服 他們的 ，但 是他 幾 乎一致 的說： 「我 們已經 回不了 家了」 ❶結果 

我還 沒有知 逍有 那涸回 了去的 ’他們 依舊擠 在人浮 於事的 都市裏 ，甚至 有靠朋 友接濟 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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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他們 r 已經 回不 了家 j 是不願 ，也 是不能 。在沒 有離鄕 之前， 好像有 一種力 量住 推他們 
出來， 他們的 父兄也 爲他們 想盡力 法 實現離 鄕的夢 ，有 的甚至 爲此貞 了產業 ，借 了債 。大學 
舉 業 /， 他們 却發现 M 幾年 的離鄕 生活一 一把 他們 和鄕土 的聯繫 割斷了 。且 不提 那些正 在被戰 
事所蹂 躏的區 域 ，就 是在 戰區 之外 的地方 ，鄕 間也是 容不下 大學 畢業生 的 。在 學校裏 ，卽使 
什麼 學問和 技 術都沒 有學得 ，可 是生活 方式， 價値觀 念却必 然會起 重要的 變化， 足夠使 他自 
己 覺得已 異於 鄕下人 ，而 無法 再和充 滿着土 氣的人 爲伍了 。言 語無味 ，面 目可僧 。卽 使肯 
屈 就鄕里 ，在別 人看來 也已非 昔比 ，刮目 相視， 結果不 免 到家裏 都成了 個客人 ，無法 住下去 
了。 —— 這 是從個 人的 感覺上 所發生 的隔膜 。城鄕 之別在 中國一 一經大 異其趣 ，做 人對 事種種 
方靣已 經可以 互相不 能了解 ，文 化的 差異造 下/城 鄕的 解紐。 

如 果有大 學生眞 的 回鄕了 ，他向 那裏去 找可以 應用他 在大學 裏所學 得的那 一套知 識的職 
業呢？ 說是 英雄 無用武 之地可 以， 大才無 法小用 也可以 ，事 實上， 大學並 不是爲 鄕土社 區造 
人才的 。現 在的 教育是 傳授新 知識的 ，所謂 新知識 ，其實 就是從 西洋來 的知識 。這本 來是可 
以的 ，知識 不應分 國籍， 我們目 前正應 當趕快 現代化 ，要 現代化 就得輸 入西洋 文化。 鄕間的 
傅統正 待改良 。新 知識正 是改良 的方案 。但 是一個 鄕間出 來的學 生學得 了一些 新知識 ，却找 
不 到一條 橋可以 把這 套知識 應用到 鄕間去 ♦，如 果道 條棰不 能造就 ，現代 的教育 ，從 鄕土社 會 
論 ，是懸 空了的 ，不切 實的。 鄉間把 子弟送 了出來 受教宥 ，結果 連人都 收不回 。 


不 但大畢 是如此 ，就 是中 等教 有也 是鈿此 。我們 曾在 iNsi 悃镞雄 附近 的村子 裏作硏 
究。 靠近村 子不遠 有價裊 業學 校， @ 因爲癱 近練城 ，所以 _ 藝很 發達 ，鄉下 朋友常 指着畢 
校 的農場 和們說 笑話； 我們 —校裏 找他們 教員聃 話， 也有极 有 專門訓 練的 ，說村 子裏的 
蔬菜大 可改良 。鄕 下朋 友說老 師們 種菜 像是 栌花， •賠 本的， 不错； 老師 們說鄉 F 的菜 長得不 
高， 也不錯 。所 錯的是 各人做 各的 ，合 不起來 •學 生們 出來 ，沒有 這麽多 r 校農場 」 給他們 
「實習 j 和 「轼驗 」 ； 回家去 ，家 裏沒有 道麽 多本 錢來賠 。結果 ，有些 當了小 學教員 ，有些 
轉 入軍校 ，有些 就在 家裹 賦閲 ，整 天無所 事事的 鬼浞 ，在 縣城裏 造了一 批新的 「流氓 」 ， 他 
們 也就逐 漸變成 燕先生 所稱的 「團閥 」 的幹 部。 

我 們的大 學 多少也 雞免有 此情形 ，所 不同的 是大都 市中吸 收新人 物的能 力比縣 城 裏大一 
些， 除了當 教員之 外還有 衙門、 H 廠裏 可以找 職員做 ，但 是有兩 點是相 同的， 一是他 們並沒 
利用新 知識去 改良傅 統瓧會 ，一是 產生了  一批寄 生性的 「圃閥 j 階層 ，旣不 能從生 產去獲 取 
生活 ，觝 有用 權勢去 獲取 財富了  C 

從這 方面說 ，現在 道植教 育不但 沒有做 到把 中國 現代化 的任務 ，反而 發生 了一種 蠲作 
用 ，成了 吸收 鄉間 人才外 出的檐 構 ，有 一點像 r 採礦」 ，損镞 了鄕土 瓧會。 

流落於 東西文 化之外 的寄 生階層 

有 人可以 說現代 化本來 就是都 市化❶ 現代文 化是都 市産物 ，都 市人口 總是 從癉 間吸 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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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鄉 間卽使 有人才 也沒有 發展 的可能 ，一 到都市 裏， 機會多 ，個 性可以 自由發 展 ，所以 
诚 市是造 就人才 的地方 U 在鄕 間至多 有「潛 才」 ，不 能說有 「人 才」 ，所以 都市 化對於 鄉材 
是有利 無害的 。在 西洋， 這種情 形是很 顳然的 。在 中國 ，不 能是 例外。 

這種說 法是有 理由的 ，仴是 也不全 是事實 ，而 且最後 一句話 ，說中 國不能 是例外 ，更镰 
得考慮 。所謂 r 例外 j 是指在 中釀有 很多條 件和西 洋不同 ，因 之西 洋社會 的通則 有時並 不能 
不 加修改 的應用 在中國 • 

我在本 文開始 時提出 TVA 是有 用意的 。念通 李林塞 爾那 本書的 ，可以 說上 面的 理論在 
美國 也並不 完全正 確。 美阈都 市的發 達 ，確曾 損蝕遇 內地的 鄕土 社會。 田納西 河汰域 ，所謂 
Deep  South 在實施 TV  A 訐畫 之前 是一 悃極 悲慘 的世界 。毎 年每個 農家的 收入觝 有一百 五 
十元， 和美國 人當時 H 人的 平均牧 入低下 五倍； 沒有 電燈 ，沒 有電話 ，沒有 公共醫 院 。名 劇 
1 烟草路 J 裏描 寫出 來的生 活比我 們的農 村還不 如 。美 國可以 有紐約 的 「自由 發展」 ，但是 
在 Deep  South 却沒 有免於 饑餓 的自由 。爲 什麽？ 和中 國目前 的情 形一樣 ，瓧會 的有機 .1 
脫了鍊 。南部 的物資 (土 地裏 「採 J 出 來的棉 「 礦 J  ) 和 人才不 斷的輸 出而筏 有！ 2 來 。道土 
地， 這人民 ，受到 了損蝕 ，一 直到 羅斯顧 才 重建了 f 環 ，繁榮 才恢 復。 

都市 和鄕村 是必須 來回法 通的 。美釀 都市的 H 業依靠 廣大 I 村作市 場❶ 農村的 f 固然 
鄉 下人先 遭困乏 ，伹是 困乏的 鄕間也 會引起 都市的 恐依。 羅斯福 發動 TV  A 的計耋 目的 還是 
在挽救 都市的 經濟恐 慌 。李 林寒 爾最 得意 的傑 作就 是在恢 復由城 到 癤的這 條檐梁 。 從這橋 梁 


上 ，鄕市 裏所孕 育 出來的 現代知 蠭輪 入了 鄕明 ，鄕 間出來 的人才 ，受 了現 代科學 的教育 後， 
可以 回去 服務農 村了。 

提倡都 市化是 不错的 ，徂是 同時却 不應忽 視了城 鄉的有 機聯轚 。如果 其間橋 梁一斷 ，都 
市會成 整個社 會機 體的癌 ，病發 的時候 城鄉一 起遭殃 。中 國却 正患着 這病症 ，而且 ，依 我看 
來 ，目 前正在 病發 的時 候了， —— 表現 出來的 是鄕間 的蜒濟 癱澳 和行政 2!^  的 經濟恐 
ft 和行政 f 。 

中國 城鄉關 係本來 就和西 洋不同 。籩 一層意 見我已 在 r 癟 村 、市錤 、都 會」 一文 裏申說 
謳 ，這 裏不 必重複 。那 篇諭文 中 我還祗 就經 濟的素 質上加 以說明 這三者 的關係 。在本 文上節 
裏我又 從文化 的背景 上加染 了一筆 ◦如 果我們 說都會 代表西 洋文化 ，鄕村 代表傳 統文化 ，那 
是不正 確的； 我：一 意思暴 ••都 會是 兩套文 化接鳙 的場合 ，被 西洋 文化改 變了生 活和思 想方式 
的 人回不 了鄉村 ，有一 部分被 都會裏 新興的 生產事 業所吸 收了， 但是還 有一部 分却流 落在生 
產 事業之 ft ， 發生了  一 層倚賴 權勢遇 活的 新人物 ，他 們榑而 阻礙了 城鄕雙 方生産 事業的 » 
展 0 

這一 層新 人物從 他們來 路上說 ，直接 間接是 從鄕土 赴會 裏吸收 出來的 。在 東西文 化接！ I 
之前 ，這 些人物 可能就 被科爭 的機構 所吸住 ，依舊 在鄕村 和市鈸 間居住 ，「學 而 優則仕 ，仕 
而皤 則學」 ，也 是燕先 生所謂 「貢 爺老爺 j ， 受 着傳統 儒家哲 學 的教育 ，執行 r 道在 師懦 j 
的社 會任務 。 他們 可能在 土地制 度之內 剝削農 民 ，但是 鄕間財 富並； 个大規 模的外 沫❶以 番：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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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說 ，有 如叉麻 將 ，叉來 叉去， 最後： f 會有 太大的 轅贏❶ 

如果 中國都 會裏的 生產事 業發達 得快， 鄕間吸 收出來 的人 都能找 到發展 才能的 適當地 
位 ，鄕 土社會 雖則被 損蝕了 ，但 是都市 M 繁榮了 ，我們 可能走 上美國 的道路 ，等 都市 財富積 
聚 得無法 消化時 ，再像 T  V  A  一般 流回 農村去 。果眞 這 樣-我 們的局 面也必 大非今 觀了。 不 
幸的是 我們的 經濟和 政治 却處於 次 殖民地 的地位 ，大規 模的 H 業化並 不可能 。西 洋文 化並沒 
有全盤 輸入， 祗輸入 了他的 上層 或表而 的一層 ，包 括思想 、意識 、生 活方式 和享受 慾望 ，並 
沒有把 維持這 上層 的底子 ！ 經濟基 礎 _1 搬了過 來 。 這 惘脫節 可眞脫 得嚴重 ，也是 發生那 
流落在 西洋和 傳統文 化之外 ，流 落在生 產事業 之外的 倚賴權 势爲生 的階層 ，中 國悲劇 中的主 
角和導 演。 

洪流 冲洗下 的中國 

土地的 損蝕祇 是冲洗 的開端 。地 方給株 礦性的 棉花拔 盡之後 ，大 片的十 ：地上 沒有 的覆蓋 
的草皮 ，吸 收不 住水分 ，匯成 巨流. 造成災 區 。社 會性的 損蝕作 用同樣 會引起 類似冲 洗的八 
口流亡 。損 蝕作用 中所帶 走的還 有選擇 ：最早 離鄕的 多少娃 自動的 ，在 經濟地 位上說 是較富 
的 ，作 教育 程度 上說是 較優 秀的。 財富和 人才離 了鄉 ，再朋 上 了都市 H 業勢力 的歷迫 ，農村 
開始 窮困- 小康之 家降而 爲窮戶 ，窮 戶就站 不住脚 ，開始 離鄕 •，但 是在 鄕間至 少還有 個中堅 
階層 足以 維持。 一 ^兩極 的移動 多少 是都市 化過程 中對農 村所發 生的一 般影響 ❶這兩 極也就 


是都市 中勞 資階 層的 來源。 

•  m 是當 中國所 特有的 流落在 城鄕生 產機構 之外的 新階餍 一 旦出壤 #1 旦龐大 ，他 們利用 
肴權 勢構成 種種法 外的 r 團閲 」 (法外 並不指 他們表 面的地 位而言 ，指他 們獲取 財富的 手段而 
言) ，鄕間 知識程 度較低 ，團結 力較弱 ，組 織較 鬆弛 的農民 ，也最 容易成 爲這 種人物 寄生的 
對 象 C 使 黃明正 先生 「瞄 自飮 泣之黯 然的阖 書是毎 個在鄕 下住的 人所熟 知的。 J 當我疏 散在 
鄕間時 ，這 些人 物的蠻 強無理 的敲詐 掠刦 曾使 我多次 因激於 r 俠義」 出 頭干涉 而陷入 糾紛和 
痛苦 。 這些也 是我一 生中永 遠不 敢忘懷 的經驗 。這 些人物 的盛氣 凌人反 襯出中 國廣大 人民的 
善- H 和 忍耐。 m 是善 良和忍 耐並 不是 敲詐 掠劫的 理由。 容忍有 其限度 C 當限度 到來時 ，中國 
農民 的堅 韌也 成了他 們自救 的力量 。從局 部的情 態去看 ，任 何還 有正義 感的人 不會放 錯他的 
同情 心的， m 是從憋 個 局而合 起來看 ，却是 一個大 悲劇， 演出的 是反抗 、流血 、摧殘 、沫 
亡 、沉淪 。本來 是鄕七 裏流出 去的 ，父母 伯叔賣 r 田地 ，節衣 縮食 ，诣 望着回 來繁榮 鄕土的 
子弟， 當他們 PJ 來時 ，却帶 來了這 I 種 禮物！ 

我 記得有 一次向 一惘 £1 充 軍官來 鄕間 敲詐的 人說： 「你不 也是從 鄕間長 大的麼 ？ 如果有 
像你一 樣的人 到你鄕 間去请 樣胡閙 的話， 你覺得 怎樣？ J 他曾 爲我 這話低 下頭去 r 可是 一 ^ 
他桝豫 r  一下 ，沒有 回答。 —— 這些 是同一 齣悲劇 中的角 色 。 如 果我們 把一切 責任都 放在這 
些人影 頭 ，同様 是偏 面的 ，不 根本的 ，而 且是無 濟於 事的。 

可 是由這 種人物 所激起 農民的 仇恨， 却逐渐 形成一 片火海 。 雖則明 知這火 海裏並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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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便宜 ，佴 是到這 程度 ，好 像泥土 裏浼有 了草根 ，水念 聚食多 ，最後 必然會 造成决 堤的洪 

法。 

地方上 現在已 沒有 任何檔 得 住那種 藉權勢 和暴 力來敲 詐刼 掠的 力量了 。貢 爺老爺 巳經不 
存在， 洋秀才 都擠在 城裏 ，農民 除了束 手待斃 ，祇有 自己出 來抵抗 ，而 整悃生 產機構 也就雞 
免於癱 瘓了。 

整悃 中國 ，不論 上 層下靨 ，大小 規模 ，多 少正在 演 着性質 相似 的悲劇 ，但在 生活 巳經極 
貧困 的鄕間 ，這 悲劇 也就 演出得 更不加 掩飾， 更認眞 ，更沒 有退步 。日 積月累 ，災難 終於降 
鵾 ， 大有橫 决 難收之 勢了。 —— 這就 是我想 說明的 損蝕和 冲洗我 們鄕七 社會的 過程。 這遇程 
的發生 是由於 社會 有機 循琪 的破壤 。很 顳然的 ，如 果我的 分析有 若干正 確 性的話 ，我 們必須 
從速恢 復城鄕 之間的 循琅躲 係。！ i 於 怎樣才 能恢復 的网題 ，我想 留到以 後論 r 鄕土 復員」 裏 
i 出來射 論了* 

(十 一月二 十六日 f 淸華臃 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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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在 「 損像 冲洗 卜的癉 土 j  一 文的結 尾說起 我想提 出一些 怎樣 才能重 建中鼸 缄鳔 有機 
循 環的意 見， 並 且預定 r 「鄕土 復 員 J 這 個題目 c 忽忽 B 有一個 月， 好像欠 了一筆 債似 的， 
使我 很肴慌 ，屢 次下 筆都不 克交卷 ，其 間囱然 有許多 冗雜的 事務阻 撓青思 考 ，而 道問 題本身 
的祓雜 ，也迻 侗很重 大的原 因 ，何况 當前 的一切 似乎還 談不到 建設 。破壤 之動員 未已 ，鄉土 
復員 的說法 ，竟帶 肴諷刺 的意味 。可 是話 還得 說回來 ，在一 般人民 對國 是失望 威槪 之餘 ，也 
沒存 比、. 迫個 時候： 史 W 要徹底 &覺 ， g 恩 怨之外 ，找出 這空前 變局的 結癥所 在。 宿 疾求艾 .卽 
怏並+ 是怎 樣急救 靈丹 ，也是 我們應 當致力 之處 。雖說 是畲生 之昆， m 也只有 書生才 能暫時 
任切身 的炽 惱之外 ，矚辑 將來 ，注視 道個可 能的免 亡之道 。所以 最後 ，我 還是鼓 着勇氣 ，貢 
獻一點 較遠 的看沾 。我這 幾篇 「鄕上 復 M 論」 將從 一個問 題出 發：假 如我們 還希望 走上 一條 
安康 的道路 ，我們 應當向 那個方 向出發 •至於 我們怎 樣能走 上這 條路 ，那不 是我在 逭 幾篇短 
論裏 所想討 論的了 • 

土 地分配 和民生 

現在論 鄕 土經濟 衰落 的人 ，大都 注目於 中 釀的土 地制度 ，尤 其是 租佃制 度 * 租佃 制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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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 的注意 是有理 由的， 而且是 現實的 。一偏 自己沒 有土地 ，租 別人土 地來経 營耕種 的人， 
普通 都得把 正產， 主要農 作物的 出產的 一 半以上 ，在 地租的 名義下 ，交給 地主。 r  一半以 
上」 正產 量作爲 地租算 不算很 高呢？ 單憑百 分比是 看不出 意義 來的。 我曾根 據我 自己調 査的 
結果 ，用產 米量和 食米量 的比例 來說明 地租的 輿實 分量 。這裏 不妨果 出 一個村 子的情 形來表 
示 。在 「江村 」 (太湖 附近 的一個 村子) 每農 家經營 的農場 平均面 積是八 畝半 ，合一 •二九 
英畝。 毎英畝 產米平 均約數 是四十 蒲式耳 (毎 蒲式耳 約重六 十七磅 。這 種產量 ，在中 國一般 
情形說 ，可算 是收樓 很 豐富的 了。) 每 農家平 均產农 總 量五一 •六 蒲式耳 。每農 家人口 平均 
是四 •一  •合壯 丁數一  I  •九。 ( W 謂 合壯丁 數是指 食米纛 而言 ，依 Atwater 標準經 我們修 
正後 折合 。 ) 每壯 丁每年 平均食 米量爲 七蒲 式耳， 卽四七 0 磅 ，每 家共需 食米二 0 •三 蒲式 
耳 。總產 量減去 食 米量剩 餘三一  •三 蒲式耳 。如果 這家的 農田是 租來的 ，租額 如果是 正產量 
的一半 ，合 二五 •八 蒲式耳 。把 地租交 墨 ，只剰 餘五 •五 蒲式 耳的米 j I 場 上其他 作物的 
產 量依我 們怙計 其價値 約合米 i 一  O 蒲 式耳。 i 人可 2W 在食 米之外 的消费 量及 農業 柃眘 
只 有一五 •五 蒲式耳 米等俥 的 #目 •於是 镧 f  ••道 不夠呢 ？依 我的估 計中國 農民普 
通的 支出各 項的比 例是： 吃米百 分之四 二 •五 ，其 他消费 募 之四二 •五 ，麋 業投資 百分之 
十五 。依 這比例 ，這 家人嫌 二 八 •四 蒲式耳 米等植 的栽 作吃米 之外的 其他费 用 。這個 人家如 
果 J: 農場 之外別 無其他 收入， 每年栗 缺一二 •九 蒲式 耳的米 。(該 項分 析及比 較材料 俱見拙 
著 Eshbound  chip  p,  p.  298 - 299  r 各 項估計 的根雒 也 見該害 相 關各節 。 ) 


如果農 場較大 ，交 了地 租之後 ，剩 餘可以 略 增❶伹 是農 場的 面積. 一方面 是 限於可 供耕種 
的土 地面積 和人口 的比例 ，另 一方面 又限 於現有 技術下 ，家有 勞力所 能經 營的面 積。 我在雲 
南農村 中曾 經分析 過農 業勞力 的問題 。在 最忙的 農期中 ，一 夫一妻 所能耕 面積只 有三畝 強。 
換一 句話說 ，他們 如果要 經營較 大農場 ，在 最忙 的時候 必須換 取或牾 傭勞力 轼同 H 作 。能耕 
面積因 之也有 賴於勞 力的糾 織。 在一般 情形中 ，如果 技術和 勞力糾 織+ 加改進 ，一惘 農家所 
能經營 的農田 面積並 不能起 過現有 平均農 場過遠 。現 茌農 場面積 平均數 H 各地因 作物 及士質 
不同 固然略 有伸縮 ，以 太湖流 域說， 江村的 情形决 非例外 。 

擴大農 場的機 會很小 ，這 不是一 個分配 的問題 ，而是 農業人 n 和 Ir 耕 地面積 比例的 問 
通 。分配 是從所 有權上 說的， 中國土 地分 配不平 均是事 實 e 佴 握 有铰多 土地的 地主 通常 並不 
是自 己經營 農田的 。大 地主還 是分成 了小農 場出租 給佃戶 。所以 從經 營肴眼 ，如 果要 擴大農 
場 ，分配 問題遠 沒有技 術及耕 織爲 重要 ，最基 本的是 農業人 口怎様 能減 少的問 題。 

但如 果說重 分配旣 不能擴 大農場 ，對 於生產 並無重 大貢獻 ，闪之 我們不 注意 這問題 ，那 
却又不 對的 。分 配問題 在民 生上有 極嚴重 的影蜜 。如我 上述的 情形， 假如江 村的 農民 都是自 
耕農， 他們單 靠現有 的土地 也足以 達到 r 不饑 不寒」 的 水準了 。六一 •六 蒲式耳 米等値 的收 
，棰 可以 經常 支出一  10  •三 蒲式耳 的吃米 ，二 0  •三蒲 式耳米 等値的 消費品 ，和八 •四 蒲式耳 
米等 値的鏖 業投資 。另外 還有一 二 •九 蒲式 耳米作 其他特 殊费用 的準備 —— 這正： r 我所說 
的 「小 康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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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混 合的鄉 土經濟 

如 果我以 上的分 析是正 確的， 作 柑 佃制下 經 營小農 場上的 佃 戶並不 能靠土 地維持 「不饑 
不寒」 的水準 ，則在 傳統 的鄕十 •經濟 M 應該 發生土 地問題 了 ■，爲 什麼七 地問題 到近二 三十年 
來才 U 嚴贵 呢？ 

鄕七 經濟 中土 地問题 M B 存在 ，我想 是 事實 .，何 是 J: 傳 統經濟 中却舍 一逍 防線檔 住了這 
潛 任 的問題 紧辦成 佃戶 和地主 中間 的嚴甫 衝突 。這 道防線 是鄕十 K 業 。關於 鄕土工 業 在傳統 
經濟中 的地位 ，我曾 一再寫 文論 述過 。(讀 漭 對此問 題有 興趣的 可以 參考 拙著： r 內地農 
村」、 「人件和機器」，巧近在觀察三卷十一期所發表的「小康經濟」以及^^口3§11^6 
in  China 和 Earthbound  China) 。 簡單 的說， U 海禁未 開 之前 ，中一 :人民 日 用消费 品是自 
給的 。中 國從來 不是個 純粹 的農衮 國家 ，而 一直有 着相常 發 達的工 茱 。可 U. 傳統的 H 業却並 
不 集中花 都市裏 ，而 分散 . /II 無數的 鄕村裏 ，所以 是 鄕土丁 ：業 。各地 依它的 土產加 H 製 造成消 

關報炎 還有這 英文譯 昔 .，輯 m 絲 是 太 湖附近 很小一 惘區域 裏出 的絲 ，居然 成了個 中國 出口生 
絲 的別名 。其 他如 龍井 的茶 ，饺德 的磁 器， V 陽的布 ，稂 屬此類 C 這些還 只是些 最著名 的土 
產 ，其 實侮 倜小阮 域， 甚至許 多村+ 都 是一兩 樣附近 所熟 知的土 產 ，土 產中又 有很多 是製造 
品。 而製造 這些七 库 的却是 一家家 的農戶 。輕 H 業中始 電要 的紡織 ，在傳 統中國 是家庭 H 


業。 我幼年 還轼助 祖 母紡過 紗我母 親的嫁 粧裏還 有個織 布機， r 不聞機 杼聲」 這詩 句在我 
是極 親切的 。製造 P 業 分散在 家庭裏 固然使 中國 傳統： 丄業 在技術 上不易 進步， 但却是 一個傅 
統經濟 中的重 要事實 ，使 普通 土地： f 足的 農家可 以靠這 些家庭 工 業裏 的收入 ，維持 小康生 
活。 

中 國的農 場爲 什麼會 這樣小 ，是 一個基 本罔題 ，直 接的原 因可以 說是人 口太多 ，但 是爲 
什麼人 口會這 様多呢 ？ 這問題 有人認 爲是不 必問的 ，人 口繁殖 是生物 現象； 也 有人認 爲是儒 
家思 想提倡 的結果 。我却 願意從 勞力上 來看. 農作活 動有季 候性， 在一個 短的 時期中 需要相 
當多 的勞力 ，也就 是所謂 r 農忙」 ◦農 村裏必 需養着 能足夠 應付農 忙時所 需的 人口， 雖則農 
忙一過 ，這些 人在 農田 上可以 並沒有 工 作可做 ，也 就是所 謂農間 。在充 分利用 人力來 工 作的 
裊業 技術下 ，農忙 和農間 所需勞 力的差 別可以 很大 。如果 單看農 忙期間 的農村 ，人口 並不能 
說太多 ，因 爲沒有 這樣多 的手脚 ，現 有農田 作 •現有 技 術下並 不能充 分經營 。依我 這種若 法， 
所謂 中國農 村人口 太多是 從生活 程度上 說的 ，並不 是從農 業生產 上說的 。除非 農業技 術能改 
變， 農村人 口不易 減少 。抗戰 後期因 鄕村 壯丁的 流亡已 在後方 農村中 發生了 缺乏勞 H 的情 
形。 

農業雖 則在短 期需要 大 量勞力 ，但 是有三 分之二 的日 子是沒 有農作 可做的 ，於是 發生周 
期 性失業 的情形 。換一 句話說 ，我 們是 「養工 一年， 用在裊 忙。」 這些勞 X 並不能 離開農 
村 ，離 開了 ，農忙 期會缺 工 ， 可是 農間期 怎麽辦 呢？ 這 裏引入 了鄕土 ：丄 業-縝 土 H 業在 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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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 和農業 互相配 合了來 維持農 H 混合 的經濟 ❶也只 有這植 農 H 混合 的鄕土 經濟才 能維持 
原 有的土 地分 配形態 。一個 自己沒 有土地 的小農 場上 的佃戶 ，在男 耕女練 的農 M 合作下 ，勉 
強 能達到 他們生 活的小 康水準 ，同 時也使 傅統 的地主 們可以 收 取正產 量一牢 的地租 ，並 不引 
起 農民們 的反抗 * 反對 地主 利益的 人可以 說這 種鄕土 H 業正是 給他們 剝削佃 戶的機 會； 從整 
個 經濟分 析上說 ，農 業技術 ，勞力 需要 ，人 口數量 ，農 場面積 ，鄕土 H 業 ，地租 數量， 主 
權利等 因素是 一 個有機 的配合 。中 a 傳統 社會 能很久 的 維持着 這配合 ，那是 因爲它 至 少可以 
給在 這種經 濟裏 生活的 人不饑 不寒 的小康 的生活 •任何 經濟 結構如 果不能 維持 最低限 度的民 
生 ，是 决不能 持久的 • 

傳玆有 機配合 的脫栓 

在遇 去近一 個世紀 來 ，上 述傅統 有機配 合開始 破壤了  •破 壤在那 裏開始 的呢？ 在我看 
來 ，第一 個脫洤 的齒翰 是鄕土 H 業 。農 業技術 、人 口 數量 、農 場面楨 、地 租數 M 、 地主權 
利等 齒輪 ，並沒 有變； 跟着 鄕土 H 業那 一齒鞴 脫了拴 的却 是那傳 統有機 配合所 維持的 小康生 
活。 

鄕土丁  ：業 的衰落 由於它 和 西洋都 市機器 H 業競爭 的結果 ，這 一點 不需 我在 這裏藿 制引 
證 。機器 H 業在 大規 模生產 的方式 下成本 減輕了 ，品質 提高了 ，土 貨成 了個貶 損的名 詞 ，洋 
氣才 是風頭 ，骨 子裏 +遇 是兩種 生產方 法的優 劣❶费 了較高 成本製 造出旣 不雅觀 ，又 不適用 


的土貨 -怎能 /JU 旣便宜 又漂亮 的洋 貨旁爭 得購買 者呢？  土貨 的市場 讓給 了洋貨 ，在享 樂上是 
提 高了買 得起洋 貨者的 水準， 可是同 時却 引起了 鄕村 裏無數 靠着 製造 土貨的 H 人們的 失業。 

貧窮 跟肴 鄕土 H 業的袞 落侵 入鄕村 ，這捆 魔 手是間 接的。 Impersonal 的， 捉不住 、看 
不淸 對象的 ，是一 種無可 抵禦的 勢力。 R 感覺 到而摸 不着的 ，要 反抗也 無從反 抗起， 要抵畿 
也無從 抵禦起 。一 個織 土布的 媳婦 ，沒 有人要 買她的 出品時 ，代 替機抒 聲的 也只有 歎息罷 
了 。她 去怨恨 誰呢？ 

這 時她只 有指 望丈夫 在農田 上的收 種了。 一家的 生活歷 在土 地上 。也 在這時 ，傅 統經濟 
裏早就 谮伏着 的七 地問 題暴露 了 "地主 並沒 有喪失 他收租 的權利 ，租額 並沒有 減低。 而且傳 
統的 地主並 不是生 產的 階層， 他們是 「食於 人 J 的。 在新的 處境 裏他們 也沒有 大量的 改變這 
種身分 。相 反的 ，因 爲西洋 舶來品 的刺激 ，更 提高了 他們 的享受 ，消 费增加 ，依賴 於 地租的 
收入 也更不 能放鬆 。可是 當他們 卜鄕收 租時， 却發現 他們的 佃戶並 不像以 往一般 馴服了 。怎 
能馴服 呢？ 交了租 就要挨 餓了。 爲/生 存， 佃戶和 地 主之間 發生了 嚴重衝 突 。地 k 不 會明白 
爲什 麽佃 戶變了 ，他 還是收 取和以 往同樣 的租額 ，並 不是過 分的要 求。 佃戶們 眼裏的 收租者 
却變了 ，成 了來要 他最後 一粒穀 的催 命鬼。 淆不 M 的是沒 有聲音 的西洋 H 業勢力 ，它打 
碎了傳 統有機 配备中 的一阑 齒翰 •那一 個地主 們本來 不關心 而其實 是保 證他們 特權的 齒鞴， 
鄕土 工業 * 

破 壤鄕土 工 業 的力量 是深入 、遙遠 、龐大 、有力 的 ，它背 後還有 着巨艦 大砲， r 帝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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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J , 有紐 織的 ，而 且是現 代化的 。缺乏 團結刀 ，缺 乏紐織 ，缺 乏科學 知識， 分散在 鄕村裏 
兼營犄 農業的 傳統 H 人 ，對於 這個力 景怎能 抗得住 ，可 是地主 的勢力 ，和 了外來 H 業勢力 相 
比， 却脆弱 得多 ，於 是爲了 求生存 不能不 奮鬥的 農民挑 選了地 主傲對 象。 —— 這樣， 在近代 
史上 ，中 阈的土 地問 題日深 一日。 

地 主階層 合理的 出路 

不饑不 寒是民 生的最 低水準 ，如 果人有 生存的 權利， 也就應 當承認 爭取這 水準是 公道而 
且合理 的 —— 迢是 民生主 義中基 -本 的內容 。可是 中國不 停的在 被 解除它 原有的 H 業生 產力， 
小康 的降而 爲小貧 ，小貧 的降而 爲大貧 ，大 貧的挺 而走險 ，鄕七 任 冲洗中 。褰民 們在 要求回 
復失去 的生活 水準。 

在這個 局面中 ，如 果不 能挽回 我們在 衰 亡中的 H 業 ，本來 間接依 靠原 有鄕土 H 業 ，通遇 
地 租形式 ，而維 持的地 主階層 ，遲 早是會 被打擊 而消滅 的 。這 些地主 並不能 自己去 耕種七 
地 ，而 得假手 於農民 ，這 片土 地又不 能同時 養活地 主和佃 戶雙重 人物， 地主却 不能採 取消滅 
佃 戶的手 段來維 持自己 的收入 ，另 一方面 ，'沒 有了 地主的 農民還 是可以 耕 種土地 j 所以 
在地主 和農民 的 爭鬥中 ，農说 必 然佔據 優勢的 。從理 論上說 ，地租 原 是在土 地能 在供 養耕者 
之外 還有剩 餘的情 形下 發生的 。可 是中國 的租佃 制度却 並不直 接建築 作 土地生 產的剩 餘上， 
而間接 地建築 花 農炖 兼營 的鄕村 H 業上 ，所以 鄕土 H 業崩潰 實在打 擊 了中國 「地租 J 的 


礎 ，注 定了地 主階層 的運命 r 

地主並 不能在 同意之 外# 得地租 。雖 則在 短期間 地主一 : 然可以 靠颸刀 來贏得 「被 迫的同 
意」 ，但 壓力包 括费用 ，而反 抗可以 無限 的增長 ， 闪 爲反抗 的動力 是生存 的要求 ，和壓 力正 
比累積 •，兩 者競赛 ，以 有限 壓無限 ，總 有窮時 ，所以 我們可 以預言 其結果 。 

爲地 主着想 ，合 理的出 路决不 應是加 速自己 的滅亡 ，而 是適應 新的敁 勢， 另建他 們生活 
的基礎 。和 農民的 r 不饑 不寒」 的水 準去對 抗是徒 勞無功 的 ，只有 承認這 人類生 存的基 本事 
貫 ，而在 土地 之外另 謀出路 。說 來似乎 矛盾， 地主得 在土 地之 外去找 出路！ 而事 實上 却一點 
都不矛 盾， 因爲中 國的地 主原本 不是靠 土地的 。當 西洋 H 業勢力 侵入打 擊中 阈鄕土 H 業時， 
地主們 如 果要保 持他們 的生存 ，就應 當勇敢 的迎戰 。這 戰線上 如果不 能獲勝 ，他們 的生存 總 
難維持 ，不 論直 接淸算 他們的 是誰。 

我承認 對外的 迎戰是 艱難的 ，佝 不論 怎樣 艱難， 這是地 主階層 生死關 鍵所在 ，無法 推諉 
的考驗 "而在 這恢復 H 業的 艱難事 業中， 尤須廣 大農民 的支 持， m 爲在已 經成 熟的两 洋饺略 
性的 H 業經濟 的灘頭 ，要確 立我們 的民族 H 業的 陣地 ，在 策略上 大槪 不能 避免走 i 復興 鄕士 
性 H 業 的路子 。換 一句話 ，還得 依賴能 耐苦的 農民以 生活程 度來和 西洋勞 H 和競爭 —— 0 
是 從經濟 上說的 。從 政治上 說 ，西洋 H 業 背後隨 時可以 轉 變爲軍 事侵略 的政治 壓力 也必需 
以國內 的政治 安定和 統一才 能應付 ，那 更需 要國民 中百分 八十以 上的農 民的支 持 。從任 何一 
力面看 ，地 主階餍 在面臨 生存威 脅之際 ，不 但應當 ，而 且只有 ，以 放棄 地租爲 條件來 和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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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克服 這危機 。這 是孫中 山先生 眼光逮 大之處 ，耕 者有其 田的政 策是一 晒地 主階厝 自保的 
鑰匙。 

我這 種說法 ，完 全是 站在地 主階層 的生存 典趣上 立論的 。我 很明白 ，完全 站在農 民階餍 
的 立場上 ，還有 1 條路： 那就是 抓住土 地， 佔有土 地 上所能 出產的 ，不 放鬆. 必要時 不惜出 
之以 武力 的保衞 。完全 佔得住 土地上 所生產 的一切 ，確可 恢復小 康水準 ，而 且從 他們看 ，一 
個沒有 力量在 向外戰 線上團 結保衞 的階層 ，也 不會有 能力維 持向內 的戰線 •兩 線作戰 更是兵 
家之 a 。 這套 想法並 不是沒 有理由 ，但是 ，依 我看 來-如 果加上 @ 家觀念 ，這 種做法 總可以 
說是 不幸的 。而 且中國 復興 的基礎 最後不 能不是 h 業的 復興 ，生 產力的 增大和 生活水 準的提 
高 ，這不 是單純 農業所 可以達 到的； 何况内 戰的 直接 結果是 破壤 ，破壤 的結果 是外來 勢力的 
增高 ，中國 工 業更 難建設 。中國 農民固 然是吃 得起痛 苦的， 但是耐 苦 也不應 是理想 的價値 
歷史並 不常是 合理的 ，但 是任 何歷史 的情境 中總 包含着 一條合 理的 出路， 歷史能 不能合 
理發展 ，是 在人 能不能 有合理 的行爲 。 1 個 被親爲 「寄 生」 的人， 有賫任 把合理 的方向 指出 
來 ，至於 能不 能化爲 歷史 ，那 應當是 政治家 的事了 • 


地主 階層面 臨考驗 

特權的 動搖 

上一 篇鄕士 復員論 裏， 我提出 了一種 看法： 中國土 地問題 嚴重性 的表面 化是 甶於鄕 ±H 
業衰落 而引 起的， 土地的 生產並 不能單 獨同 時養活 地主和 佃戶兩 重人物 ，中國 現有的 人地比 
例， 註定了 「耕者 有其田 J 的秩序 。如 果我 們承跽 當前嚴 重局面 f 上蕞 土地 問題在 作祟  '則 
土 地問題 的合 理解决 自應是 重建和 平秩序 的前提 。合 理解决 ，在 我看來 ，却不 只是在 土地權 
的 重分配 。我說 r 不只 是」， 因爲要 能 做到土 地權 重分配 ，實 行耕者 有其田 ，必 須有 一個條 
件就是 本來靠 地租維 持生活 的地主 得另外 找到一 個經濟 的基礎 。有 人會說 ，地 主這階 層是寄 
生在 農民身 上的 剝削者 ，他們 已經僥 悻的被 供養了 幾千年 ，現 JI 該被淸 算了； 把田 拿走 / ， 
如果他 們自己 沒法找 到生存 的機會 * 那 是活該 。 我不 願在道 德立場 上討論 這問題 ，只 想從事 
實上說 ，如果 地主階 層找不 到新的 生產性 的經濟 基礎， 他們不 會輕易 放棄土 地的； 於是 ，如 
果要實 現耕者 有其田 ，就不 免要 在同 意的方 式之外 用暴力 的 手段了 。 再換一 句話說 ，如果 不 
給地主 階層一 個經濟 的出路 ，土 地問題 的解决 過程 中避 免不 了暴力 的因素 。我 的立場 是想在 
和； 牛 方式中 去解决 這無法 拖延的 基 本問題 ，所以 特 別願意 強調和 n 解 决所必 需的 條件 。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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鼴地主 階層 卽使找 到了新 的經濟 基礎 ，不一 定就能 和平解 决土 地問題 ，這 只是一 個必 要的條 
伴 ，而並 炸 足夠的 條件。 

我 也承越 「 另外找 到一愐 經濟基 礒 」 的責任 是在 地主階 層自己 ，因 爲他們 在傳統 社會中 
是撞有 特權的 階層 。拉 斯基敎 授在 h 黨上台 前夕給 —特權 階層 的忠吿 ，很適 用於中 國當前 
的形勢 。 如果特 權階層 不自動 的放 棄特權 ， 花 和 平的情 勢中獲 取另 外經濟 基礎 和社會 地位， 
就將被 迫放棄 特權， 在暴力 的 運用裏 ，損失 最大的 也就將 是這個 階層。 

事實上 ，當前 的地主 階層一 一或 覺到他 們 的特權 不可靠 / 。 這裏我 可以 抄錄一 節一位 在寒 
癟 c 蘇州 附近) 的朋 友給我 的信： 

「以 前裊民 『 拔田 i  (有 永佃權 的畑 戶向 地主買 俗稱田 底的地 權) 毎畝需 •嫌 二十擔 ，農 
民花得 起道筆 鐄 的很少 。現 在市價 只要 兩擔 •很多 地主在 困難 重重， 前途乂 無希望 之中 ，甚 
至肯收 麋眩 的代價 把田賣 第 0  J 

這其實 落所 必然 會發生 的結果 。地 主們 放棄土 地 ，離 鄕人城 ，巳 有栩當 久的歷 
史 。現在 域市 裏多 少中下 曆的 居民不 是從 原有的 地主階 層裏 出來的 呢？ 他們 如果在 城 市裏得 
到了謀 生的職 業 ，或 是役 眘的 機會 ，卽 使珐有 I 重重困 迫他們 出賣十 ：地 ，他 們也不 會留 
嫌於 LI 不一宠 收得到 租的土 地。 但_ 嫌是在 他們身 瓣離鄉 ，而 並不 易在土 地 之外找 到一個 
f 的經 濟荖雄 。中國 a 族 h 業的蕭 條， 使他們 的收入 還是 直接間 接的取 之於 農民。 一 査他 
們的 戰瀵八 ^16 負 和軍隊 佔 着很大 的比例 ❶這 說明了 ，如 果我們 在農 業之 外不能 開蹣出 廣八 


的 生產基 礎， 本來寄 生於土 地上的 ，不論 他們 離村 多少遠 ，不 論他們 名義上 怎 樣不帶 土氣， 
最後 ，轉榑 掰掰 的 通是寄 生在農 民身上 。地 租名 目可以 變 成賦税 ，變成 嫌派 ，實際 還是一 
樣 ，士 地得 供養這 一批不 事生產 的人物 。這是 說地主 階層 卽使放 棄了土 地 ，如果 沒有新 的生 
產去吸 收他們 ，問 題還是 沒有變 。因之 ，我 覺得現 在的關 鍵已 不是在 地主們 願 意不願 意放棄 
土地 ，而是 怎樣轉 變爲生 產者 的問題 • 

寄生階 層的 保守性 

地主啤 餍旣一 一琦覺 到特權 基礙 的動搖 ，但 禾能及 時在土 地之 外去另 謀出路 ，依 舊在 四面 
楚 歌中求 片刻的 苟延 ，在 明知愈 拖念不 利的運 命前§ 戰傈 — 那是 値得我 們更進 一層去 
分析的 事實。 

中國 地主階 層踟 蹰不進 ，因 循苟且 ，不能 毅然在 H 業裏自 謀合理 的出路 ，有 外在 和內在 
的 兩層原 因。 外在的 原因是 西洋雄 厚的 H 業勢 力和複 雜的國 際政治 ，這 方面 已經受 到注意 * 
我不 必在這 裏多講 ：我在 本文裏 想提出 來的將 偏重於 内在的 原因 。 那是 地主階 餍的 生活方 
式、 理想抱 負和知 識所給 予他們 的束縛 c 

特權 所給人 的享受 會向鋈 魂深處 索取它 的代價 。它 腐甜握 有特權 者的個 人的志 氣  >  它也 
腐 蝕維持 M 特權 的社會 的活力 。這 可能說 是上帝 的公平 ，也 可以 是歷史 的公律 。特權 階級的 
生 活只要 現狀不 變就能 維持 ，因 之在心 理上佾 惡變革 ，保 守是他 們枨 據階層 利益而 養成的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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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在土 地制 度裏獲 權的階 層保守 的精 神更 是牢固 。農 業本身 技術 的成分 遠不 比工 業； 
作 物的生 長是自 然過程 ， 人不 過在 旁扶植 ，農夫 是靠大 吃飯的 ，明 白主觀 的限制 。另 一方面 
說 ，小 農生產 是自給 自足的 ，在 經濟 上不 受市場 競爭 的打擊 或鼓脚 。道 種性質 的作業 裏不容 
易表 現出忮 術的笊 要性來 。技 術不 需日求 新異權 個 人事也 易於安 排配合 ，成爲 一 種穩定 的 
社 會結構 。 現代 H 業社 會是穩 定不 住的 ，.基 本 L. 是因 爲技術 的分摄 太重， 技術逗 一道裏 ，效 
率 、經濟 、精巧 等 一 類標 m 太明顯 ，加上 了 競爭性 的市場 ，技術 必然領 先變革 ，於是 文化的 
其他 部分也 不能不 隨看 變了 。因 之以 現代丁 ：業社 會裏 特權階 級 來比較 傳統農 業赴 會裏 特權陪 
敉 ，後者 的 保守怍 和固 執性吋 以更爲 顯著。 

尤其 在中國 ，這種 特權階 級在以 往 是不必 具備着 高度簧 覺性的 。地 主陴 層可 能的威 脅來 
自兩方 ，一方 是農民 的反抗 ，一 方是 暴力 集園的 侵害 C 中國 地主 階層經 了長久 歷史的 陶養， 
對這 兩楝 威脅一 一經 發生了 相當的 免疫性 。這種 免疫性 結晶在 儒家 的思想 ，和 相配的 制度裏 * 
從這 惘角 度裏去 看懦家 思想和 制度， 很可以 見到它 的實 用性 ，甚 至相當 微妙的 作用。 儒家是 
g 對地 主們在 享受上 無厭 求得的 ，克 勸克儉 把主觀 的慾镇 約制住 r , 使 他們不 致儘置 的向 
農- 民榨取 。這 有限的 土 地生產 力和農 民已經 很低的 生活水 準是經 不起地 主階層 們的揮 霍的， 
把中 國一般 中小地 主描寫 成養 尊處嫌 、窮奢 栂侈的 人物， 我覺得 是不太 切當的 C 「 一粥一 
飯 J 式的 家訓卽 使不能 算是實 祝 的描寫 ，地 主階廣 平均所 佔的十 ：地面 積也可 以吿 訴我們 ，他 
們 所能維 持的也 不能太 遇 於小康 的水準 。擁有 一百畝 農田以 上的地 主 ，» 陳振漢 先生的 


推算 ，全國 約有八 十萬人 ，合 全體 農業人 口的千 分之三 。(見 「爲 何失 去徹底 解决地 權問題 
的 時機？ 」) 除了這 少數有 資格談 得到優 裕生活 的大地 主外 ，克 勤克儉 是必需 的生活 條件。 
我在 去年暑 假裏回 家鄕時 曾問過 當地的 朋友， r 完全靠 地租， 想生活 得相當 舒服需 要多少 
田？ 」 我 得到的 回答是 r 四百 畝上 ：卜 」 。 我知. 道有幾 家親戚 有田在 二三存 畝左 右的， 他們的 
生活實 在趕不上 一個 有幾十 畝田的 自耕農 。省 儉之成 爲中國 一 般的牲 格實 有它的 經濟基 礎。 
主觀 慾望 上的 約制使 租佃 關係中 緊張程 度得以 減輕。 

中國傳 統租佃 關係裏 還常充 滿着人 的因素 。這 因紊乂 被儒 家的 r 中庸 」 、 不 走極端 、所 
浸枭得 富 有彈性 。我 幼年常 聽祖母 講：有 些下鄕 收租的 地主非 R 沒有 收到租 反而放 了一批 
賑。 我提到 這事實 ，並非 說中國 地主階 層怎樣 慈善； 很 顯然的 ，如果 都像： 逍 種放賑 式的收 
租 ，這階 層罕 就：* f 存 在 了 。肺且 我 也知道 有地主 把佃戶 的女兒 都拉回 家 做丫頭 的 。但 是我要 
藉此 指出的 ，在傳 統的禮 敎中確 有鼓勵 不走 極端的 力量， 在消弭 租 佃之間 的衝突 e 有人 不妨 
說這 是猫哭 老鼠的 假慈悲 ，這 是地主 剝削農 民的力 外裹着 的糖衣 。我並 不反對 這說法 ，我只 
架說明 ，此 假哭， 此糖衣 .確 曾減少 過農民 反抗的 可能。 

另一方 面足以 伎害地 主利益 的是各 種各式 的暴 力集團 C 在< 口增殖 ，生 產無法 擴大的 局 
面裏 ，以暴 力來 取得財 富的 方法永 遠是引 誘人的 。如 果地主 得自謀 保衞， 他們： 能 •小 講組 
織 ，講 武備 ，警 覺性也 夠維持 他們一 點生氣 。但 是在 中國却 發生了 傳統保 鑛性 的皇權 C 皇權 
的最 後成分 是暴力 ，他的 形成是 由於被 需要安 定的經 濟力量 所招安 ，以 按期的 報效代 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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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 刦掠。 這過程 是我們 熟悉的 ，從上 海 乞丐頭 兒起到 大小轼 會 ，以及 邊地的 保商紐 織 ，都 
是 這一類 。梁山 泊那様 狠 的好潢 ，也 難免 「 招安」 的夢想 。這其 實是暴 力集 IJ 升沈 的 S 然 
史 。中 國歷史 上貴爲 天子的 ，無 論胡漢 ，還： + 都是以 刼掠 始而以 收税 終嗎？ 

從地主 階層說 ，他們 自己是 不武 裝的 ，俏是 利用着 暴力 集團間 的矛盾 ，以 暴制 暴 的選擇 
他 們付保 _费 的對象 。保鋦 的 m 的在 獲得這 筆錢， 如果有 其他暴 力團體 興起了 ，最初 曰®  - 
勦不了 則撫， 撫不了 就得拚 ，拚 不了就 讓位 ，這是 改朝 換代。 不要說 得太遠 ，就在 我幼 
時 ，眾閥 們爭雄 的時候 ，我 知道得 很淸楚 ，軍 閥打是 打 他們的 ，老百 性只 要先 躱一陣 流彈， 
再希留 不碰着 敗兵 ，最 後&存 商會出 來勞： ♦，一 切如舊 •，勞 ：伞 過後還 在 城門口 看到幾 個擾民 
的小兵 的朔顱 ，旁邊 是一張 「安 民吿 示」。 —— 換 了一個 保鑓。 

這惝降 伏^苏 他暴 力集團 的皇權 .如 果認宾 要統 治起來 ，侵害 地主利 益怎麽 辦呢？ 這裏 
又碰到 了我一 I 說過的 傳 統對皇 權的南 道防 線了 (見 r 基層行 政的值 化」) ，這裏 不再 重祺。 

中 國地主 階層並 不 是一侗 突出 的特權 m 團 ，而 是經了 長久 的位宥 ，在內 有着免 疫性 ，在 
外有 着一道 逍的防 綫 ，使他 們可以 在 一 惘稔定 的 農業經 濟裏過 苕寄生 性的生 活 、硏 究寄生 
蟲的 生物學 家常 軻吿訴 我 們有關 這 類動物 的無數 難於置 信的寄 生本領 ，生玴 和 環境眞 是神 工 
鬼斧 般的 配搭 得巧 妙異常 ，沒 有這 一套 ，這類 動 物是無 法生存 的 。仴是 因爲它 們的專 門化， 
一旦環 境改 變了 ，也 常是最 先 淘汰的 ，它們 沒有稻 極謀 適應的 能力。 當我着 手分析 社會上 寄 
生性的 特權階 層時 -也不 免常 引起這 種烕覺 .，他 捫的 生存和 繁榮不 是靠他 們個體 的能力 ，而 


是靠肴 橡妙 的制 度上 的搭配 ❶因之 ，他們 對制度 上的變 革必 然是厭 惡的， 保守性 也特別 強。 

傳統性 格阻礙 着新生 

當我 在 客觀 的立場 去分析 中國地 主階層 的合理 出路時 ，我覺 得只有 從民族 H 業裏打 算， 
但 是再去 看 一看這 階層的 特性， 未免使 我爲 他們擔 憂了， 因 爲由 於他們 歷史上 的特殊 社會地 
位所 產生 的性格 和現代 H 業所 需的才 能很 不相合 。這 件事實 可能足 以部分 的解釋 爲什麼 我們 
和 西洋接 觸已 有了一 锢世紀 ，而 民族 H 業 還是這 樣幼稚 。(把 一切 責任 放在帝 國主義 身上是 
不夠 的。) 

首先 我可以 提出來 說的是 i 技 術的賤 親 c 上 面 a 講 過賤視 技術是 維待穩 定的社 會所必 
需 的條件 。賤視 技術的 結果使 地主階 層裏的 人物和 工 蕤隔 離了。 H 藝是人 和自然 的接觸 ，改 
造 自然以 爲己用 的活動 。生 產活動 也就是 取用 於自然 的活動 ，所以 基本上 是工藓 性的 。脫 
離 了生產 的地主 階 層無需 講求 P 藝 ，轉而 因害怕 H 藝的發 達會威 脅他們 利益所 寄託的 社會結 
構 。嫉視 H 藝 ，稱 之爲侘 巧 ，稱 之爲末 技 ，稱 之爲玩 物喪志 ，不但 把社 會上可 能的技 術進步 
遏制了 ，而且 自 4 和自然 之 間立下 了一 道鴻溝 。於是 文藝代 替了 H 藝。 文蘸是 象徵標 記的玩 
弄。 本來 也不能 完全不 求助於 象 徴標記 ，算術 和科學 是從 H 藓裏 發生 出來的 ，佴是 道裏 
的 象徴標 記始 後要在 自然現 象裏贲 證的 ，只 是手 段性的 .，文 藝 裏的象 徵標記 却不須 實證， 它 
們可以 直接 給人威 情和思 維上的 满足 。 對 自然本 身缺乏 實用性 的典趣 ，使 實證 的科學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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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贲的 游術 ，都無 從# 達。 中國傅 統以地 主 階 M 鴆某磺 的思 想和 m 術 ，很深 刻的 V % 矜：适 種 

厭惩及 賤視 和凡體 事 物的商 接 接觸和 述用 ，使适 種人對 自然现 象缺乏 威怙上 的愛好 。中 
國 的文人 特別不 惯用 手去 撫弄 物件， *- In 的姿態 垃 把雙 P 放在袖 +.:提。 從小好 奇 心就被 限於 
花冥 想裏得 到滿 M , 孩子 們可以 和玩 1^ 絕緣 ，更談 不到6 由的製 沿 和破壞 ，迚沙 泥 都不准 染 
指的 。這 ，一套 敎 W 和整 個成人 的生活 方式」 ;n 銜接 ，相配 合 。技巧 不人 上流。 

這種 人所關 心的是 社會身 分 ，在 人家眼 晴襄的 貶褒， 俗稱： €+ 。在衣 着卜要 和非運 用雙 
手 不能謀 生的 平民畫 出區別 。儘管 窮 ，長衫 适 不進當 鋪的 。身 後要 跟养侍 從 •，使 喚人 ，一方 
表示 是役 人的身 分 ，一 方可以 避免和 自然多 接觸， 用象徵 標記 來軀侦 環境 ，獲 得滿足 。傳統 
對於 V 受的定 義翩 然和西 洋的槪 念差別 很大 ，西洋 的所謂 亨受 U. 以能使 用的物 资的 多少來 衡 
量 ，而 中國傅 統却以 使 喚的人 數作標 準。 

這 一套和 r: 業糾 織所需 ：柴 的精祌 眞是格 格不相 入。 工 業基礎 是技術 ，是 雙手 接觸 自然， 
是在支 配 自然衷 求表 現和得 到滿足 。 我曾 有機會 /!: 戰 時後方 的一個 規模 相常大 的 ：丄 廠裏 K 住 
過； 員 r •人事 的辨 擦最大 的起因 ，並不 是絕對 的待遇 h 的+平 均， 而是相 關於身 分 的榮辱 。 
實際 上收人 比職员 爲高的 H 人不 安於 自己 的地位 ，饴 願做職 員 ，坐 辦公廳 ，使 喚八 ，胸前 別 
一侗 徽窣。 道 龙非是 H 人們不 諳計算 ，而 是員 H 之間身 分的畫 分太明 顯， 態度上 充滿肴 歧 
舰 迫裏 利用現 代機器 的還是 那傳統 的社 會結構 。 一 個 工 人 對職員 「沒有 禮貌」 可以 構成被 


開除 的理由 。一愐 毫沒有 H 廠經 驗的留 學生或 _ 學畢業 生可以 得到 H 程師 或隨習 H 程師的 
位子 ，他 們决不 會去做 H 頭 ，不 會住在 H 人宿 舍裏， 不會在 H 人 食堂裏 吃飯； 而一個 沒有進 
遇高等 學校但 富有 經驗和 才幹的 H&, 也極 難得到 負設計 、管 理責任 的地位 。這 種分化 ，尤 
其 在國營 H 廠裏是 如此， 被稱爲 「 資格」 的鴻溝 ，反 映出 中國的 傳統社 會結構 的素質 ，我 
想 ，這也 是阻礙 着中國 H 業現 代化 的一個 不太使 人自覺 ，實際 上却極 致命的 勢力。 

我 在這裏 所提到 的不遇 是這病 症的一 個症候 ，其他 類似症 候還多 ，但 已足以 使我 們看到 
背負 着這一 套生活 方式的 地主階 餍的子 弟們卽 使有機 會去向 H 業裏謀 出路， 他們的 晳慣 ，包 
括 手和腦 ，是 否能適 合於這 路上的 H 作 ，實 在很 成問題 ，何况 大 部分的 人還沒 有在這 路上去 
謀鞔 展呢？ 最能吸 收這種 人的職 業 是所謂 r 公 敎」， r 公敎 人員」 現在 已成了 個十分 熟習的 
名詞， 甚至很 多從事 H 業的人 ，因 爲國營 H 廠的 發達， 也可以 包括 在這名 詞之中 。這 個新名 
詞在 舊辭彙 裏就是 「衙門 J 裏的 人物。 衙門本 是傳統 地主階 層 ，也 稱士大 夫的出 入之所 。與 
其 說中國 的新事 業改變 了傳統 ，不 如說它 們被傅 統所 同化， 成了裝 舊酒 的新瓶 子罷了 

XXX  X 

我在上 一篇 鄕土 復員論 裏 曾說起 爲地主 階層 打算得 及早放 棄土地 另 謀經濟 基礎， 在本文 
裏 我想指 出的是 該放棄 的不只 是有形 的特權 ，而且 必需把 從這特 權裏所 養成的 那一套 生活方 
式 ，包括 志趣和 態度， 一起速 根抛棄 t 這是 一個時 代所給 的考驗 * 

當我 發表了 上一篇 鄉土輟 員諭 之後， 曾接男 若干 來信， 其中有 一位質 問我是 否想以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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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來 代替土 地特權 ，想轉 移陣地 ，放 棄農業 奪取工 業 •，更 問我 是否 想爲地 主階 層作謀 臣策 
士 。我 興# 這些質 問的確 很中要 點 。 我 承 認&己 雖一 3 屬 r 沒落 的地主 」或已 抛 棄/地 主身分 
的人 ，俏 確自覺 有爲這 個 進退兩 難， 前後夾 攻 下的階 層， 考慮他 們的前 途的貴 任 b 這 階層在 
現 花 還是# 作着， 是一個 事實 。它 是個 歷史的 產物， 在 時 代的巨 變中進 退維谷 。我並 不想在 
維持 地主階 層特 權的 前提下 作打算 ，而是 想怎樣 爲這階 厝裏的 人 求一條 合理的 出路： 怎樣纔 
能使他 們可以 放棄這 事實 匕旣不 易又 不値得 維持的 特權。 

我 也曾想 過所謂 「轉 移陣地 j 的說法 •，詳 細 一些說 ，就 是由 政府 發行土 地公債 ，使 地主 
花 獲得 報酬之 下把土 地脫手 給農民 ，把 地租改 爲利息 ，再把 他 們的資 本投入 H 業。 這 辦法對 
於 地主枭 有利的 ，眞 是所謂 「以 資本 特權代 替土地 特權」 C 但是道 檷辦法 還是 解决 不了基 
本問題 。且把 農民 能否擔 負债務 的利息 的問題 擱開， (參考 r 內地 農村」 「論 貧農 瞵贖耕 
地」) ，從地 主本身 說 ，如果 他們維 持特權 的身分 ，和 附着於 特 權的那 一套生 活方式 ，他們 
並不能 在工 業中開 拓出一 個新的 基礎來 。地 主階層 如果不 自己去 經營丁 ；業 ，找 什麼對 象去繼 
續他 們的寄 生生活 呢？ 對於這 些問題 的考盧 ，使 我寫下 這第二 篇鄕土 復員論 。我在 這裏 pr 以 
回答那 位朋友 的是： 我確是 認爲 P 有 r 放棄 農業 ，開拓 (不是 奪取) 工 業」 才 是現有 地主階 
曆 應當採 取的逍 路， 仴 是同時 他們必 須放 棄特權 ，把 他們這 階 層的性 質由寄 生而變 成服 務。 


現代 H 業技術 的下鄕 

提高農 民生活 程度的 道路 

普 通一個 農家的 收入有 下列幾 锢來源 ： ( 一 ) 農田 上的主 要作物 ，(二 )輔助 作物， 
(三〕 家禽 家畜， (四) 販運 ，( 五) 出賣 勞力， (六) 鄕土 H 業 。他 的支出 大體可 以分爲 
下 列幾個 項目 ： ( 一  } 衣 、食 、住 、行 、娛樂 、宗教 、醫藥 等日常 生活的 維持費 ，( 二) 婚 
喪等 生命關 節上 的费用 ，(三 ) 保衞、 社戲等 社區公 益费用 ，(四 j 捐税， (五) 地租， 
(六) 災 禍 、 劫掠 、敵詐 、疽 疫等 意外的 打擊。 

想提高 農民 的生 活程度 ，主要 的是增 加支出 中的第 一項。 增加的 方法不 外提高 收 入和減 
少 其他項 U 上 的支出 。最理 想的是 收入中 項項都 能提高 ，其 他支 出項項 都能節 .省 。但 事實上 
並不 能如此 ，於是 不 能不有 所偏也 ： 。在 收入上 ，我 們得甭 那一項 最容 易見效 ，而且 最有希 
望 ，限 制比較 最小 •，在 支出上 ，我們 得看那 一 項最應 當減少 。 所謂 r 應當 」 是指以 農 民健全 
生活爲 標準。 

我在討 論土地 問題時 曾提到 地主階 層應放 棄特權 ，是從 農民支 出方面 着想的 ，地 租在經 
常的支 出中所 佔成分 很高， 要提. 尚 農民生 活程度 (卽使 要達到 不饑不 寒的小 康水 準) ，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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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繼續像 過去和 現 在 一 般把道 樣重的 一塊磐 石繫在 農民頸 上。 這就是 r 耕者有 其田」 。我這 
樣說並 沒有忽 視支出 的其他 項目 。和 地租同 樣 g 懕迫農 KL 生活的 ，有 時甚至 更滕 得緊的 ，是 
最 後一項 。這一 項應當 包括各 種非法 的攤派 ，供 給過 境的帘 隊 的消耗 ，以 及各 稗強拉 的 H 
役 C 如果 把這些 劃到第 四項， 則捐税 也就成 了亟該 減輕的 項目了 。這 些是比 改革土 地 制度更 
緊急的 ，但是 因爲 這是不 炅 發生異 議的， 所以我 也沒有 特別提 出來討 論。 

農 民擔負 的減輕 是鄕土 復員的 前提， 但是單 從這 方面下 手， 我們可 能提高 農 民的生 活程 
度 還是很 有限的 。所以 我曾偏 重到收 入方面 去討論 這問題 。這 種偏 m 並 非認爲 減輕乞 出的那 
一方 面可以 緩辦 (若干 批評我 的朋友 A: 這點 上有誤 會我原 意的) ，而是 認爲我 們應當 做得比 
這些更 多一點 。更 應該多 的那一 點是我 所提到 的鄕土 H 業。 

我對 於鄕土 H 業的意 見， 又曾 引起許 多批評 ，因之 我想作 這裏再 談一談 。我 們如果 若 一 
下我 所列下 的農民 收 入來源 ，從 收入數 量上說 ，( 1 )( 六) 兩項 比較炝 重要。 在 比較 繁榮 
的鄕 村中第 六項的 收入甚 至可以 和 其他項 目的總 數相等 。也正 是這一 項在 過去 幾十年 中跌落 
得最凶 ，這 俚事實 我想 很少人 能否認 。於是 我提出 了一個 問題： 在道 許多可 能得到 收人的 項 
目中 ，如果 我們想 設法增 加的話 ，最可 能入手 的是那 —* 項？ 

在設法 回答這 問題時 ，我 曾請教 過農 業專家 ，如 果我們 利用一 切科 學所給 我們的 知讖， 
i 種 、除蟲 、加 肥等等 ，土 地生產 能增加 多少？ 有的認 爲不遇 百分之 二十， 最高的 估計可 
能到 百 分之 一百。 卽使做 到加倍 的程度 ，可以 增加的 限度還 是很低 。當 然這是 在作物 不改變 


的前提 F 所作的 估計。 i 時進 先生曾 指出 過：如 果要在 農業本 身去謀 農尻 經濟 的改善 ，直接 
從改 a 作 物入手 不如從 改種經 濟作物 入丰爲 有希望 ❶經濟 作物是 指値錢 的作物 ，也 是指作 H 
業原料 的作物 ，好 像榈油 、桑 麻等。 

我 所想的 ，其實 不過是 再推進 一步： 如果農 挞把 経濟作 物的 收權直 接 當原料 賣出去 ，不 
如 在 可能 範圍裏 自己加 H  , 甚至 製造成 了把成 品出賣 ，在 收入上 講應當 更上算 。這 就是把 
農業 聯上了 H 業了 。這 其實 it 就 是我們 傳統鄕 土經濟 的方式 ，在 和西 洋現代 H 業勢力 接觸之 
前 ，我們 鄕村中 本來是 有相當 發達的 H 業的。 我也認 爲鄕土 H 業 是形成 中國小 農經濟 的一個 
重 要因素 。我這 種分析 使若干 讀者認 爲我主 張退回 閉關時 代的經 濟形態 ，於 是各種 「 夢嚷」 
r 幻想 」 等名 字加到 了我的 身上 ，而忽 略了我 一再着 m 的 r 鄕土 h 業變 質」 盼主張 。在 這些 
讀者 看來 ，鄕土 工 業必 然是 落後的 ，是手 H 的 ，是 封建的 ，是 小商品 生產的 。其 實在 動力 
技術 、社 會關係 (生 產者 和原料 及生產 H 具的 關係) 、經膂 紐織 各方面 都是可 以變的 ，而我 
要提出 來討淪 的正 是鄕土 H 業 的內容 應當怎 樣安排 ，誰知 道這 些問 題竟會 這樣容 易的 在幾個 
時 髮的名 字之下 被設住 r? 

爲了農 業的收 人着想 

在進 人鄕土 H 業内容 的討論 前 ，還 有幾個 先决問 題得說 一 下 。首先 是我們 何必維 持這種 
農 工 混 合的鄕 村社 區？ 在 這種社 區 裏， 工 業的 現代化 會受 到限制 ，爲了 H 業着想 ，這 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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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 不得的 。關於 分散住 鄕村襄 的 r 業花現 代技術 的應用 上有它 的限制 ，這 一點我 充分同 
意 ，下 面還要 提到 。我的 出發點 却並 不是 r 爲了 h 業着想 」 ，而是 r 爲了 這三 萬萬幾 千萬的 
農民肴 想」。 爲農民 着想， h 業如 果離開 了鄕村 ，試 問他 們從那 條路上 去提高 他們 的收入 
呢？ 主張 n 業集中 /J: 都 市裏的 朋 友們曾 答覆： •适 問題： 「 他們可 以 離開鄕 村進城 來當 工 人。 」 這 
句話是 不錯的 ，假 如都市 工 業能 很快的 把 鄕村人 口吸 收到都 市裏去 ，使留 !: 鄕村裏 的農民 能 
得到 完全靠 土地 生產來 維持生 活的農 場， 這問題 &然 簡單了 。我 們且不 必希望 每個農 家能像 
華國 那樣有 四五百 英畝的 農場 ，只 求增加 一倍土 地， 每家有 十英畝 的土地 ，都 市就得 收容近 
二萬莴 的人口 。如 果能這 樣 ，中 國將是 世界上 空前 的都 市化的 阈家了 。我們 的資本 、資 源、 
人才各 方面全 夠不上 這條件 。(吳 景超 先生在 他的 「工 業 化過程 中的資 本與人 C」 一文 中曾分 
析過這 些條件 ，可以 參考， 見 「觀 察」 三卷三 期。) 於是主 張都市 H 業的人 不能不 附 加一個 
降低人 口的 條件了 ，俾 佛利支 先 生的烏 托邦裏 中國只 該有三 千萬人 ，不 到現有 人口的 十分之 
1 。 說我提 倡鄕土 H 業是 夢嚷和 幻想的 朋友， 不知道 曾否考 慮到大 規模丁 ：業化 有多少 可能？ 
我個人 也是主 張減少 人口的 ，但 是我認 爲在事 實上中 國能維 i 在這數 目不再 增加已 經 
不 是件易 事 。所以 在 我們爲 中國經 濟前途 打算時 ，最 好承認 道施 大人口 的事實 ，那 也就是 
說 ，中阔 農場擴 大的可 能很小 •，至 少還 有很長 的時間 ，我 們不易 脫離小 農經濟 的苺礎 。於是 
我們 的問題 並不 是都市 H 業效率 高呢還 是鄕土 H 業效 率高？ 而是 我們求 H 業的 充分現 代化而 
讓 百分之 八十的 農民收 入滅少 ，生 活程度 降低呢 還是求 農民 多一點 收 入而讓 工 業在 技術上 受 


一點 限制？ 我 的選擇 是後面 這半句 。有朋 友爲我 r 惋惜 j ， 但 是叫我 怎樣使 人家不 r 惋惜 j 
呢？ 中 國的經 濟條件 拉着我 ，插不 起翅膀 飛向 「前進 J , 如果這 是落後 ，落後 的不是 我的選 
擇 (誰不 想一轉 眼中 國就有 美國那 樣多的 H 廠？) 而是我 們這個 古老的 國家， 這片這 樣多人 
耕種 得這樣 & 古老 的土地 。承認 限制是 自由的 開始 ，我們 還得靠 這片土 地一 步步求 解放我 
們經濟 的束縛 的方法 ，第一 步就是 在小農 經濟的 基礎 上謀農 民收入 的增加 。 

如 果都市 和鄕村 隔得開 ，都 市能孤 立的 發展它 的現代 工 業 •主張 都市 H 業的 朋友們 儘可 
不 必考慮 我這種 被稱爲 r 迷戀於 過去」 的論調 。困 難的是 如果鄉 村不能 繁榮， 農民收 入不能 
增加 ，都市 h 業儀 管現代 化得和 西洋 比美， 工 廠裏 出產 的貨品 試問向 那裏去 銪售？ h 廠不是 
展覽會 ，不是 博物館 ，沒有 市場就 得關門 。讓我 再問： 除了給 農民 H 業， 有什麽 方法 能有效 
的增加 他們的 收入？ 一個 卽使 萌做 到不 饑不寒 的鄉村 ，還 是很少 有餘力 來胃納 強大生 產力的 
都市貨 物的❶ 

鄕土 H 業這 愐名字 ，我知 道 ，是不 夠漯亮 ，不夠 生動的 ，但是 在這鄕 土中國 ，漂 亮和生 
動 常等於 奢後： 讓 我冒着 r 落伍 j 的指責 ，再回 到鄕土 h 業上來 說說罷 • 

電和 內燃機 使現代 H 業 分散成 爲可能 

我所 謂鄕土 H 業 包括下 列幾個 要素： (一) 一侗農 家可以 不必放 棄他們 的農業 而參加 H 
業 ，( 二) 所以 地點 是分散 在鄕村 裏或鄕 村附近 ，( 三) 這種 H 業的 所有權 是屬於 參加這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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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 農民的 ，所 以應窶 <n 作雙： g ， s  ) 謹丟 綮坌 i 崖 f  I 以供給 

的， (五) 最主要 的是這 H 業所得 到的收 益是能 最廣的 分配給 農民。  ' 

根據證 I ， 就 1— 不產 ： ( I )  一切 工業都 I 村中宁 ( 

一定 利用手 H 生產 •( 三 ) 全花農 家家庭 蠢營， (四) 商品由 各家分 別出售 。把 fl 
會挖 走後， 我可進 而討論 動 力技術 、規模 、紐 織等問 題了。  I 傾誤 

3 工 業是手 工生 產的 ，因爲 在傳統 經濟— —臺 動力 。當 H 
nm 的時候 ，產 的發明 是蒸汽 動力。 1 汽來— 產動力 ， i 的位 II 
中 yg l 地： &形式 。蒸汽 所推動 的引摯 (發 動機) 和 製義之 間必須 有一根 皮條響 
1種 機器 蠢得近 產濟 • 因之 早年的 1 彝 多製造 機—一 個鍋_ ，鍋 f ' 
個烟 gt ， 正像 I 個火 車頭抱 着 一 大 串車箱 ，節 節連住 ，不能 脫鏈的 。烟 囟也 象了。 

的 f 蠢火車 ，火 車有一  I 站， 不能零 fi 把貨物 運送到 分散的 梭房裏 ，貨 物的 
散集瘙 蠢中心 。議 立下 了現代 集中式 —都市 的形態 ，那是 蒙動力 的產物 。貨 
g 力的 應用把 H 業的區 位篇了 ，這時 代象？ 業的不 再是醤 ，而蠢 網形的 電線。 
十 九世紀 的倫繁 個黑蠢 都市 ，現在 霧並 沒有改 它的蠢 ，但蠢 灰 減少了 ，霧 
多 -y 。 電 ，—使 H— 分散 的動力 ，把 H 業 推進了  一 個—段 。美國 f  T  V  A  M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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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鄕十： 丁 業的復 興必霜 以道秫 新動力 作某礎 。有 r 退種 動力 ，我們 韆能依 每禅製 造過 
程的 性質 去安排 H 廠韵 規模和 位潢。 

我恐 對揚子 江水利 H 程計 有 F: 大希 望的一 倜人 。當 抗戰還 !: 進行 ，降凡 奇 先生宵 險 
調奄 r 這中國 經濟极 興的 命脈回 來， 宣布這 難於上 靑天 的蜀逍 所能供 給竿 個中阈 的 m 力時， 
我覺 得我 的鄕十 ：徇 II 論有了 物質的 某礎了 。這 H 程 計賽聽 說現在 已被擱 置 ，「揚 域安」 道個 
名詞 也好像 11 經入睡 ，但是 R 要蜀逍 尙存 •，我 相信 總有一 天 ，它 會向 廣大的 鄕村輸 入復 興的 
血液 。只要 我們有 一 個爲中 國人民 生活打 算 的政府 ，這金 飯碗决 不會苌 久埋 A: 土裏的 c 我誠 
懇 的希绍 #歡 用幻想 來塞 人口的 朋友們 ，不 要用同 樣的 方法來 對付道 類計畫 ，和從 這計賽 所 
允許 給中阈 人民的 幸福。 

內燃機 的發明 和在 運輸上 的應用 ，卡取 和公路 的發達 ，更使 貨物的 散集不 必集中 在 少數 
檐點。 m 話和 航郵 又使經 營上的 往來減 少了密 集的需 要 。這 種種 技術上 的進步 ，使 分散丁 ：業 
:人成 爲幻 .了 。爲 r 避免空 |£ 的璣擊 ，英國 的戰時 工業就 儘觉利 用 這分散 原 刖， 作 P 黨執政 
之下， 更注帘 H 業落 後區 的復興 政策。 眾 事的 yr 體化 促進了 工 業 的分散 化 c 這适常 前工業 r 
位糾 織變化 的趨勢 ，我想 「落 伍」 兩字在 這裏似 乎不太 能應用 ，除非 把腠史 倒羽。 

一 段歷史 的教訓 

技 術的改 變 '不但 會影戳 H 業的 K 位 ，而且 會改變 H 業紐織 的結構 和附宫 的分配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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鄆抜 術常 會成爲 少败人 的特有 機會， 造卜社 #轿 的分 化形態 。最近 曾 和吳晗 先生討 論這個 問 
題， 他吿訴 我一段 中阈歴 史上關 於水碓 的故小 。碾是 除去穀 類外皮 和把穀 粒碾成 紛 M 的過 
程 ， !: 農 業中是 一種極 基本的 H 作 。傅 統的 技術大 多用 人力 和畜刀 ，佴花 公 元三世 紀中葉 ， 
司馬昭 常權時 ， 已 有人發 明了 利用水 力來碾 榖類 的技術 。這花 中國經 濟史 中是極 m 要的 ，因 
爲 傳統的 生淹 技術中 ，惟 一被利 用的無 生能力 就是 水力。 用水力 代替 人力 ，據當 時估計 ，可 
以 有百倍 的利益 。唐代 高力十 所有的 水碓， r 並轉五 輪 ，日 破麥三 百斛」 ，規 模已 經相當 
大。 如果從 那時起 ，這棟 技術 能普 遍推廣 ，加以 改進 ，到一 千六百 多年後 的今天 ，中 國鄕村 
裏應 當可以 有相當 發達 的利用 水力的 工 業了 。仴 是事 實上却 不然。 

水碓規 模大 ，建 造時黹 要資 本； 水 道不是 私家的 ，利 用水力 需要 權力； 利益大 ，引誘 
人， 爭得凶 ，需 要不 怕勢力 的地位 — 這是 說普通 農家是 沒有份 了 。這 個重要 的發明 ，一 
起首 就被 豪門一 H： 室所專 有了。 他們有 銭可以 投資 ，有 勢力可 以佔用 溝渠， 甚至妨 礙灌漑 ，大 
發其財 。荇 書王 戎傳 曾說這 位 豪門的 「水 碓周遍 •大下 」 。 這新的 技術一 方面引 起了和 農家水 
利的需 要的 銜突 ，另 一方面 引 起了權 貴間 的爭鸾 o 這 種專以 謀利爲 H 的的新 工 業 ，並 不能和 
農 業的需 要相配 合 許多本 來作灌 漑之 用的溝 渠被 豪門 的水碓 所截襲 和改道 ，以 致影 響農 
產 C 單 以公 元七六 四年在 畏安 城北 白渠上 拆除了 的磑 碓七十 餘所說 ，就增 加了 粳稻 歲收三 百 
萬石 (唐 會要) 。權貴 中間 的爭辉 火倂 ，更有 很多記 載 。從唐 開始， 我們看 到政府 一再下 令 
拆 除水碓 ，宋金 智著 爲禁令 。道悃 新技術 也就逐 漸衰落 ，至 少也不 能好好 利用來 爲人民 服務 


了  C 到現在 內地 農村中 大多數 農家還 是用着 最簡單 的杵臼 在舂米 •我 住在雲 南呈貢 時 一進南 
門街上 就有一 個石臼 ，時常 看見有 人在舂 ，象 徴着 幾千年 中國技 術的沒 有進步 。我聽 了水碓 
這一段 脎史 ，更使 我警惕 二 個技術 如 果不能 配合在 人民的 需要裏 ，作 爲提高 人民生 活水準 
之用 ，被凍 結還算 是幸事 。(關 於水碓 歷史考 證， 參考： 吳晗 「中右 時代 的水力 利用」 ，中 
阈建設 月刊 六卷一 期。) 

我 追述這 段 歷史並 不是想 對現在 正茌 採用的 新動力 作預言 ，說它 也會有 被凍 結的 一天， 
但是想 指出如 果新動 力所開 放出來 的經濟 機會不 分 散到大 多數人 手上去 ， 一 樣會 引成紮 門的 
獨佔 ，一樣 會在 人民生 活上引 起惡果 。利用 新動刀 和新技 術的人 數愈多 也愈能 保證它 不會危 
害社會 ，而得 到正當 的利用 。這 是我主 張我們 不應當 走上西 洋資本 主義的 路上 去發展 我們新 
H 業的 理由。 

若干在 原則上 ，同情 我的朋 友覺得 懷疑的 是我 所主張 的鄕土 H 業因爲 規模小 ，不 能大量 
生產 ，成本 高， 不能和 西洋大 H 業的出 品競爭 ，所以 儘管用 意很好 ，恐 怕不 太切實 。關於 這 
些問題 我將在 下篇裏 提出來 從長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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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 在鄕村 裘 的小型 H 廠 

我 I: 上篇 說明 f m 搞范力 相內燃 機的 應用使 現代 丁： 業一一 有分散 的 r 能， 但是這 K 是指一 
部分 H 業肘. ： ：H 的 ，主 要的 U 軤 r: 業， U 用品的 製造 工 業， 以 及作爲 K 業原料 的農產 物的加 
H 。 我所 希頊 /J; 鄕村 輿發 展的 就是這 一類 H 業 。有朋 友曾向 我指 出技術 上的可 能並不 就等於 
經濟 上的値 得 。因爲 m 力 rj 解决 / 動力 問題， 内燃機 K 解决 了迚 蝓問 題， 而 大規模 生 產的利 
益却 J: 分 r: 的細密 ， M 物的 r-ij n . Ji 家的 雇用， 筏埤 的合理 ，以及 利用後 雜的機 器， 有能力 
作試 驗性的 改‘ U。 逍呰 在 小规校 的鄕土  丁： 窠中 U. 做不 到的， 因 之鄕十 ：丄 業是 + 經濟的 ，不經 
濟的事 業足站 的 。 本文 想就记 個問題 巾淪一 卜。 

鄕土 H 業的规 模 

批評我 的朋友 們心 M 屮以爲 鄕土  H 業 必然是 I: 家 庭裏 經營的 ，而 U 和鄕十 H 業對 照的却 
杲顧盼 n 車 H 廠一類 的現代 H 業， 於是覺 得把現 代 H 業分散 下鄕是 一 件不可 思 議 的事了 。鄕 
十工業 闶然也 Mr 以包 栝 家庭丁 ：業， m 是並不 限於 家庭 工 業。 如果我 們能利 用了新 的動力 ，鄕 
十 工 業 的規校 也就富 於伸縮 性了 。傳 統鄕土  H 業规模 之所以 不能擴 大 ，還是 m 爲受了 動力的 
限制 。在 利用冇 生動力 (人力 和畜 刀) 來生 產的手 H 業中， 機械的 應用也 受到限 制 。在一 段製 


造過程 中要有 多人合 作是橄 困難的 ，因之 最普通 的是一 個人一 個單位 。幾 個布 機擠在 一間房 
裏不過 是爲了 閙熱 或是 爲了房 子 不夠用 ，從 技術 或經濟 上說是 無此需 要的 。這也 是家庭 H 業 
的技術 基礎 。在 若干手 H 業裏也 有把全 部製造 過程分 成若干 段落來 完成的 ，紡織 H 業裏 紡和 
織時 常分開 ，在織 的一段 裏也可 以 把經線 H 作劃 出來 。這些 段落並 沒有必 需在一 個地點 ，甚 
至 不必在 太接近 的地點 經營 。譬 如現在 雲南織 布中心 的玉溪 ，紗是 向昆明 紡紗廠 購買 ，經線 
的 H 作是 在玉溪 縣城裏 ，然後 發到農 家去織 。有 些手 H 業却不 能這樣 ，臀 如雲南 易門 的土紙 
業， 舀紙和 炕 紙是分 H 的 (舀紙 是用簾 子從紙 漿裏舀 成紙模 ，然 後在 坑上烘 乾 ，就 是炕 紙)， 
但紙模 不能存 放太久 ，所以 這兩部 H 作 ，雖 各有專 H ， 却 得靠近 在一起 ，形成 小規模 的作坊 
H 業。 

在現代 工 業臬， 用了無 生動力 (蒸 汽力 ，電 力等) 使製造 遇程可 以分 得很細 ，各 節製造 
H 作間 的關係 也因之 更密切 ，所以 必需 在一起 H 作的 人數 增加了 。伹 是這 並不是 說人愈 多 H 
作效 率也愈 高 ，毎種 H 業依 它的技 術的需 要而决 定它製 造單位 的規模 。製 造單 位並不 一定等 
於經營 萆位 。經營 單位是 H 廠 .，在 一侗 H 廠 裏可以 有若 干製造 單位。 這些單 位可以 在 一艢之 
內 ，但 也可以 分在 各地 。抗 戰時後 方的大 H 廠常 有把 各個製 造單位 分得很 遠的。 

製造單 位的規 模是以 技術來 决定的 。餮如 在製絲 H 業裏 ，繅 絲的湓 繭必須 在一定 温度裏 
煮過 ，袭 繭的設 備和繅 絲 機必須 靠近在 一起， 而一個 煮繭機 裏所煮 的繭置 却可以 供若干 繅絲 
機 之用， 所以 一個 最小的 製 絲單位 ，在 現有技 術下 ，必 須包 括若干 锶絲機 。這 說明了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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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有 一定的 規模， 小了會 不經濟 。但 也不 是可以 無限擴 大的。 

在重 H 業裏 大規 模的製 造單位 是 技術上 所必漘 的 ，但是 在很多 的輕工 業中 製造笮 位 I 向 
並不很 大 。一 九二八 年上海 一千 四百九 十八惘 丁：廠 臬有 一千審 七 十一個 (占 全數 W 分之 七十 
一  ) 是在九 十個丁 ：人之 F 的； 有一 V 百 十二個 (佔 全數百 分之二 十) 是花三 十個 P 人 之'卜的 C 
這可以 說明在 上 海一樣 的都市 中也並 不像 一般人 所想象 的全 是福特 汽車 廠這様 的大丁 ：業 。那 
些 九十個 H 人之下 的小型 H 廠假如 有電力 可以 利用 ，全 可建立 在 鄕村裏 。如果 這一千 多個小 
刑  +H 廠分 散到了 鄕村裏 ，我 相信比 了集中 在 上海， 對於鄕 村人民 經濟 上的幫 助一定 可以 更可 
觀* 

手 H 和機 器的 配合 

有些朋 友把手 H 業 和機器 工 業 視作相 對立的 ，因之 認爲鄕 土 H 業必 然是卡 H 業， 因之也 
必然沒 有前途 。事 實上 卽是在 高度 機械 化的製 造丁 ：業裏 ，手鵪 還是 有重要 的地位 ，在普 通的 
輕 H 業中 P H 的成 分也常 占 很大的 部分。 !: 都 市裏的 H 廠很 多用手 丁： 來做的 部分 k 包括 在廠 
內 ，所 雇用的 工 人因之 也顯得 多了。 在鄕十 工 業裏 這些手 工 的部 分儘可 保留作 家庭裏 ，而把 
需要機 器的部 分 集中在 小型 H 廠裏 。手 H 和機 器正不 妨配合 起來， 镎德章 先生在 「戰 時農村 
H 業的新 動向 J  (今 日評論 四卷十 七期) 中 曾說： 

「以 製 糖而淪 ，舊法 搾糖 ，蔗 汁泯 人雑 質頗多 ，煮 糖之際 ， 一 部 分蔗糖 經高溫 而轉 化， 


以致 減少結 晶糖 的出量 ，且舊 法製造 白糖， 只憑蜇 力濂 去糖蜜 ，耗费 時日 ，仍 難獲純 淨的產 
品 。倘使 改用機 器搾蔗 ，用壓 濂機除 去雑質 ，用具 空釜濃 縮蔗汁 ，用 離心力 分蜜機 去除糖 
蜜 ，則上 述諸 困難迎 刃而解 。這 樣新式 作業一 樣可以 用 小規模 的設備 /j: 農 村生產 。戰 前浙江 
金# 蔗糖合 作社的 聯合社 ，曾 建議 籌設小 規模機 製糖 H 廠 ，典 全副 機器設 備 ，均 可採用 國 
產 ，且代 價不過 數千元 ，輕而 H 舉。 同時這 種小规 模的機 器製糖 設饰還 有一種 長處 ，就 是好 
種 H 具均能 單獨使 用， pj 以 隨時同 手 丁： 作業 配合。 如自土 搾搾得 蔗汁， 亦可以 用眞空 昝濃 
縮 ，人 H 煮製的 帶蜜糖 ，亦 可用離 心 力分蜜 機去除 糖蜜。 n H 不足 的作業 ，吵用 機器代 替 
節餘 的人工 ，仍 可從事 其他 不必需 機器的 H 作， 因此茌 這樣的 糖廠裏 ，可以 用小規 模的設 
備 ，完成 大規模 的作業 ，可稱 一舉兩 得 。戰時 農村手 H 業的 局部利 用機器 -已 有顯 著的效 
果， 如四川 銅梁實 驗製紙 H 廠， 採用機 器打漿 ，手 H 抄紙， 成績斐 然可觀 。因爲 在製紙 H 程 
中 ，用手 H 打漿 ，人 H 最费， 而機器 抄 紙設備 最昂； 今以機 器打漿 ，手 H 抄紙， 則截長 補 
短， 恰到好 處❶由 此類推 ，燒 瓷程序 中之舂 泥部分 ，織帆 布或蔴 袋程序 中之打 蔴部分 ，亦可 
以設 法利 用機器 ，而以 手 H 完成 其餘不 费 人力的 部分。 J 

韓先 生更列 舉 r 如製 造油漆 、油墨 、洋燭 、假漆 、滑 潤油、 漆布肥 皂所需 之 植物油 
料 ，製煉 精糖所 需之 土糖， 製酒精 租需 之糖蜜 (製土 糖之 副產) ，製調 味粉所 需之 麵筋 •製 
蚊香所 需之除 蟲菊粉 等等， 都可以 用 農村手 H 業的方 式先行 農產加 H ， 再 供新式 H 業 原料之 
用。 j 而且 r 反過 來看， 在農村 裏織布 、織樓 、嫌 毛線衣 、以 及製造 熟皮器 、漆器 、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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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抽紗 、挑花 、絲嫌 、毛毯 、地氈 、人 造果汁 、混成 酒業等 ，都 是以 新式 H 業所生 産的半 
製造品 爲原料 ，施以 加 H 而製 成可供 直接消 费的製 造品。 可知若 干農村 H 業藉 着新式 H 業的 
樹立而 存在。 如能利 用兩者 之特性 ，取 得密切 的聯繫 ，平衡 發展， 則吾國 H 業化 的推動 ，必 
能 加速。 J 

這 是說在 都市中 本來擠 在一廠 内的手 H 和機器 的兩 部分 /!: 機器丁 ：業 却可以 分散 ，撥器 部 
分集中 在小型 H 廠裏 ，手 H 部分 則仍留 在農家 ，這可 以說是 H 廠的祉 區化 ，整 個鄕村 可說是 
一個 H 廠 ，小型 H 廠是 個核心 ，核心 的規模 pr 以技術 的需： 要而規 定 。如果 我們立 一個 籠統的 
標準 ，說在 九十個 工 人之 下的規 模可以 普遍適 合鄕土 環境， 我們相 信有很 多的輕 工 業可以 這 
樣的 吸收在 鄕土  H 業裏去 了。‘ 

在製造 過程上 ，機 器加 H 的一部 分在必 要時甚 至可以 移出 鄕村 ，成 立爲農 家生產 的原料 
及 已 經加過 H 的半 製造品 精製 的服務 H 廠 ，關 於道一 點在討 離鄕土 H 業的紐 織 裏還可 提到， 
暫時 擱開。 

鄕土 H 業中 的成 本問題 

這 些小型 H 摩在技 術上詉 是可以 建立在 都市裏 也可以 建立在 鄕村裏 ，從經 濟上說 各有各 
的弱 J： 和優點 。在 都市 裏的優 點是 大家看 得到的 ，主要 是在經 營上的 便利 ，而 且 靠近 運輸中 
心 ，在原 料及配 料的獲 取 上也比 較方便 。這 些鄕土 ：丄 業可能 比不上 都市 H 業 ，但 是這 些弱點 


是可以 克服的 ，那 也入 於我在 下 面將提 到的糾 織問題 的範圍 C 鄕土 H 業在 經濟 上的優 點却有 
都市 H 業所不 易得到 的❶最 主要的 在 我看來 ，是 鄕村 H 業中 H 資較低 。維持 同樣的 生活程 
度， 鄕村中 所需的 费用較 都市裏 便宜 。糈食 和房租 ，也就 是 生活最 基本的 吃和住 ，在 鄕間價 
格铰低 * 因 之同樣 的勞力 ，在 都市 裏的成 本高。 

從生活 程度說 ，鄕間 也比都 市低， 因之鄕 間居民 維持生 活的費 用也低 。我 這樣說 是就提 
高 生活程 度的過 程中而 說的 。我們 最終的 目的同 然在 拉平城 鄕生活 程度， 但在這 過程中 ，鄕 
間居民 還得利 用他們 较低的 生活要 求去培 植他們 的生產 機會。 (在討 論鄕土 H 業的資 本問題 
時還要 提到這 一層意 思。) 還有 一層我 們得考 慮到的 ，就 是最尖 銳的競 爭將在 輸入的 H 業品 
和鄕土 H 業 產品之 間 。任 這競 爭中 ，在 技術 、紐織 、經營 各方面 鄕土 H 業， 至少在 初期 ，必 
處 i 勢 ，所以 可能 設法滅 低成本 的主栗 因柰將 作 H 資一項 。日本 H 業的 所以能 和西洋 H 業 
相躱爭 也就兔 這一點 0 

我 知道迢 裏又 會引起 一種誤 會， 說我在 主張日 本式剝 削勞工 的 制度了 ，所以 我立 刻要說 
明 ，我這 裏講以 便宜勞 力來減 少生產 成本並 不指資 本主義 H 業紐織 中的剝 削方式 ，而 是在勞 
動者自 有或公 有生產 H 具的紺 織 中出現 的方式 。讓 我再申 說一下 ••因 爲鄕 村勞動 力便宜 ，所 
以在 傅統的 較發達 的鄕土 H 業中 曾發生 剝削性 的方式 。譬 如雲南 玉溪的 織布業 .鄕民 向布莊 
領取 原料織 成布匹 後交回 布莊， 所得的 H 資， 經我們 的計算 ，竞 低於勞 動者悃 人所 需的食 
糈 。布 莊把成 本較都 市出品 爲低 的布西 出資 ，得 到很 多的贏 餘 。這 是剝 削方式 o 我在 下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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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說明的 鄕七 H 業紐 織業 ，將 指出這 種中間 層的剝 削是阻 礙鄕土 H 業的主 要因素 。如 果把現 
有 布莊的 贏餘分 配給織 布者， 勞動者 所得的 收入可 以增 加很多 。在這 裏我還 要進一 步說的 > 
如果 我們做 到/ 這 一步 ，鄕土 工 業裏 的勞 H 還是不 能希望 能趕上 /!: 西洋勞 H 的收 入水準 ，那 
是因 爲我們 的技術 、紐織 、經 營方式 一時决 難趕得 上他們 。這就 是說， 剝削的 中間商 人取消 
了， 我們還 得要在 較低的 生活程 度去 和西洋 H 業相 競爭才 有希望 。這就 是我在 「 黎民 不饑不 
寒 的小康 水準」 一文中 所說： r 在一 ：! 經成 熟的 西洋侵 略性的 H 業經濟 的灘頭 ，要 確立 我們民 
族 H 業陣地 ，在策 略上， 大槪不 能避免 走上復 興鄕土 H 業的 路子」 的 原意。 

有 人可以 說以 便宜勞 力來和 西洋 成熟的 H 業相競 爭並不 一 定要把 H 業建 立在 鄕村裏 。這 
是對的 ，我 只想說 在鄕土 H 業中 最易 發揮這 條件的 效力罷 r 。 我 剛剛提 到玉溪 織布業 的情形 
就 ，易 發生在 都市裏 (雖則 雙方都 實行着 剝削制 度)， 因爲在 都市裏 H 業至 少要 能供養 H 人 
們最 低限度 的生活 ，飯 都吃不 飽， H 作 也無法 進行； 在鄕間 ，一個 兼 營農工 的家庭 ，各 項的 
收入是 統籌的 ❶我們 曾問過 那些織 布的媳 婦們， H 資 旣然這 樣低， 爲什麼 還要 做呢？ 她們的 
回答 ： r 反正空 閒着， 織織布 也可以 貼補貼 補。」 一力面 這 是說生 產機曾 的狄小 ，使 她們沒 
有其他 選擇 ，另一 方面是 說在這 情形下 ，農 業正在 津貼 H 業。 我 們要分 析鄕土 經濟 必須 從農 
家的單 位出發 ，各 種生產 事業配 合了維 持這家 的生存 ，因 之使農 H 雙方 都富於 伸縮性 。同時 
也 因爲這 種配合 ，農 家轉 業的速 率也低 ，除非 破壤了 這家庭 結構。 

如果我 們民族 H 業的建 立必然 要經遇 1 段艱難 的過程 ，這 艱難 的過 程中不 允許擔 負很高 


的 H 資的話 ，鄕土 H 業是 最能適 應這過 程中的 條件的 。當然 ，我 决不 是說我 們只從 H 資一項 
去抵 拒輸入 H 業 ，那是 太慘了  (雖 則現 在的情 形確是 這樣) ，其 他方面 同時得 努力， 罾如國 
家的保 譲政策 ，包括 關稅和 津貼； 而且我 們還得 在技術 、紐織 和經營 上努力 設法 ，使 這艱難 
的遇程 縮短。 這是下 篇所要 討論 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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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土 工業的 新型式 

技術的 改進是 提高牛 產力所 必谣 的條件 ，一俏 社會 的生活 程度飧 後也决 定 £ 生產力 ，但 
足览就 技術上 求改 進却 U- 不一定 能提 v 社件 上大多 數人说 的生活 程度 ，因爲 道裏還 包含着 一 
柙分妃 的問职 -那就 H ， 從新技 術屮岍 增加的 生產結 果不 一定 能分 給社會 b 大多 數人民 的 • 
我 I: 上 _曲 竹舉出 一個找 們 . n 己歷史 上利川 水力 的故唞 米說明 新技術 一旦 被少數 人所獨 占了， 
對於痄 M 人 K 所 jl 起的危 害。 m 械例子 北實+ 必 在 很 古的歷 ll 裏去尋 找 ，我們 眼前所 見到的 
經濟 情况， 俊夠我 們體 悉迨句 話的正 確性 f 。 

在一個 充分利 川體力 勞動 的經濟 裏 ，引人 一穐執 的動力 ，必然 會有許 多出賣 勞 力的人 
失去出 矜 勞刀 的機柯 。這些 人如果 分 得到新 動力 ，或 是可以 得到其 他不 必再货 勞刀 (指以 體 
力 作生茂 動力) 去忒屮 的 H 作機會 ，我 們可以 說對 他們 是一秫 解放 C 沒有人 應 當主張 維持體 
力勞動 的經濟 ，對於 新技術 自沒耵 反對 的理由 ，俏是 我 們决不 能忽視 ，新 技術 如果沒 有新的 
社會 糾織 (尤其 U. 分妃 方式) 相配合 ，也栎 pr 能引起 對人 K 生活 上 存 W 結果  <  問題 不是 /P 新 
技術 應否採 用 ，而在 怎樣可 以對人 M 有利 的應用 M 些新 的技術 。住封 姐 性或官 僚性的 社會中 
引 人新技 術就很 難避免 水碾故 事的東 演 。新技 術所帶 來的生 產結果 怎 樣能最 有 效的分 到人民 
大衆 的手 k 是提侣 斬技 術的人 有貞任 推求 的問題 。听以 我在 上篇中 說明鄕 土  r: 業的 性遛時 曾 


在 第五點 裏強 調說： r 最主要 的是這 工 業所 得到的 收益是 能最廣 的分配 給農民 一 ， 在 這裏可 
以加 一句： 因爲中 國最大 多數的 人民是 農民。 

我並不 願意說 主張在 都市裏 發展大 H 業的 朋友 們一定 代表少 數可以 獨占新 H 業的 特殊階 
層 的利益 ，所以 忽略 了我上 述的 原則。 他們在 發展都 市大工 業 計畫中 也可以 設 計出一 個方案 
來 ，使新 H 業的生 產結果 有一部 分回到 大多數 中阈人 民所住 的鄕村 裏去的 。譬 如英國 現在所 
實 行的農 產品津 貼制度 ，以及 由國 庫擔負 鄕村住 宅及食 他公 益事業 的改良 計畫 ，另一 方面厲 
行 累積所 得稅 ，把 H 業裏 得來 的生產 結果灌 入經 濟落後 的鄕村 。那是 個 大循環 的迂迴 路線， 
在原則 上是極 値 得我們 注意的 ，但 是要在 中 國實行 這種政 策則還 缺乏若 干必需 的條件 。卽以 
英國說 這些也 只是 M 近幾年 來社會 主義的 H 黨政府 所 做的事 ，到 現在還 常被保 守黨所 反對。 
H 黨能 這樣做 ， 一 方 面是逼 於時勢 ，亟 求椅 食增產 ，另一 方面是 他們的 H 業發達 ，農 村人口 
稀 少：以 多濟少 ，有 此能力 。中 國卽使 有個社 會主義 的政府 ，想 採取這 種迂迴 政策， 脆弱和 
幼稚的 H 業 是無力 擔負這 巨額的 鄕村建 設费用 的 ，而 B 在都市 H 業發達 遇程屮 ，至 少在初 
期 ，所不 能避免 的鄕村 失業現 象 ，已 使鄕村 經濟枯 涸和社 會騷搔 到超過 於可以 救濟的 範圍。 
所以 我認 爲我們 的情勢 並不合 於採取 這迂迴 的路線 ，而 應當 實行更 廣泛和 更直接 的方策 ，那 
就是 我在 這裏提 出的復 興和改 良鄕土 H 業。 

怎 樣可以 使鄕土 H 業成 爲增進 農家收 入的生 產事業 呢？ 單 在技術 上求 改良是 不夠的 ，所 
以我在 本文將 進而討 論赧 織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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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鄕土 H 業的兩 種型式 

花 中阈傅 統經濟 中雖 有鄕土 H 業， 佴 是這棰 工業不俏 技徕落 後， 而且在 紐織上 更爲原 
始 。 技術 的停頓 冇一部 分的原 因 就 I: 紐 織的 不良。 讓我先 J: 這方： 曲 分析一 下。 

中阈傳 統工 業大體 上可以 分成三 種性質 ：( 一 ) 皇家的 獨^: H 業， (二) 民間 的作坊 H 
業 ，和 (三) 家庭 H 業。 舉凡鹽 鐵 、軍備 、以及 宵 廷用品 大部分 U. 由官 方所 獨占的 (在 此不 
必深論 }， 民間可 以經 營的偏 於日用 品的製 造， 分別在 作 坊和家 庭中緙 營. ，家庭 H 業 和作坊 
丁： 業是傳 統鄕十 工 業的 兩種型 式。 我們在 雲南鄕 村中曾 硏究過 這阐 種型式 的性質 ，張 子毅先 
生寫 過一倜 報吿 ： 「 易村手 丁： 業」 (商 務， 三十二 年) ，我 作 •這裏 不 妨簡略 一述。 

家庭 H 業， 從經濟 功能上 看去 ，可以 說 是 「 花 農閒基 礎上用 來解 决生計 困難的 H 業。 」 
一個 農家在 從事農 業之餘 (農業 所需勞 力是季 候性的 ，平 均不過 一百多 J; 、 ) 利用自 有的或 睡 
入 的原料 ，製造 U 用品， 個別到 市集上 去兜售 。這 種農夫 家並沒 有大量 賀本 ，所以 常 是隨製 
隨賣， 花 有 市集的 區域裏 ，經 常的 兼做運 輸和 商人 的任務 。譬 如易村 的篾器 ，好 像竹藍 、畚 
箕 .篾 箱等等 ，就 是以 本村听 產的竹 料， 各家各 自製造 T 各自 出售 的 。 這 是最 原： 的鄕土 H 
業 m 織 。進 一步存 商販到 村子裏 來收購 ，然後 運到別 的地方 /!: 市 集或商 店 裏出售 。商 販可以 
預先和 生産潢 約定， 先付若 干定费 ，使生 產者可 以購 買原料 。更進 是商販 供給原 料， 像我在 
上面 所提到 的玉溪 布業 。玉溪 的布業 裏還有 兩種方 式：通 常是袅 家用織 好的 布到布 莊去換 


紗， 換得的 紗 再織了 布去 換紗 ，毎 次可以 多餘一 些 ，就是 H 資 ，沒有 資本的 農家也 pr 以賒欠 
原料 。後 來有個 大布莊 爲了要 提高品 質， 製造了 新布 機借給 農家， 並且把 經線的 H 作 集中在 
鎭裏， 農家婦 H 只供 給勞力 ，領取 按件以 貨幣 計算的 H 資 。家庭 H 業發逵 到迢 布莊散 集制的 
程度 ，生 產者已 成了 和生產 H 具 、原料 、資 本脫離 了的出 資勞力 的 H 人了。 

家庭 工 業的基 礎是農 業裏的 剩餘勞 力 * 梛 村 的作坊 h 業 却不然 ，它的 n: 礎 是農業 裏累積 
下來的 資本。 因 爲十 ：地權 分配的 不平均 ， 一 帮擁 有較大 農場的 人家， 還是能 粜 稹 資金， 這筆 
資金如 果不涛 藏 * 在 鄕 村中有 H 侗利用 的方法 ： ( 一) t1.- 利贷 ，(二 ) 投脊工 業 ， ( 三) 收 
買土地 。第 一項利 息最高 ，第一  I 項次之 ，第一 一： 項最少 。依易 村的材 料說高 利贷是 八分四 ，造 
紙 H 業是 六分， 地租是 一分三 。投資 H 業 的吸引 力相當 高 ，於 是發生 了作坊 H 業。 

作坊 H 業是指 需要 特殊設 備 ，雇 用技術 H 人的 H 業 ，好 像造紙 ，搾油 碾米 、燒審 等。 
特殊 設備需 要資本 。以易 村的土 紙作功 爲例 ，以 二十 八年市 價計算 ，每侗 作坊阆 定資 本要二 
千元 ，常年 開支 一千二 百元 ，合目 前二十 萬倍 生活 指數計 算要 六億 四千鸪 元 。普 通的 農家自 
沒 有染指 的希望 了。 這棟 作坊是 由坊主 經營的 ，仴是 作 技術上 則雇用 H 匠 (也 有由自 家的子 
弟學皙 了 技藝在 自有的 作坊中 H 作 ，最 多是坊 主的親 羼。) 按件計 算工資 。出品 在附 近的市 
集中賣 給商販 ，也 有商 販到村 子裏來 收購。 

道 種作坊 工 業 本來可 以看 作贷 本主 義經濟 的起點 ，俏是 m 爲原料 、運 銷的限 制， 企業不 
易擴大 ，在 資本方 面非佴 股份的 方式不 通行 ，而 且沿 m 着 農田的 分割罟 慣， /J: 繼承過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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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可以 割裂經 營單位 。我 們在易 村就 看見 w 弟各自 備原料 ，分 期利用 公有的 紙坊 。花 經營 
上， 更談不 到合理 化 的問題 了。 

作坊工 業雖 則在經 營上並 不 考究經 濟原則 ，佴是 比 r 農田 却利息 商得多 ，於 是有 權勢的 
人不 會放鬆 這好處 。花沒 有法律 保障的 社會裏 ， 一 切有 利的事 業不能 和權勢 脫離關 係的 ，豪 
奪強占 ，使 平民望 而却步 。較大 的作坊 直接間 接. 必須 託庇在 權 勢之下 ，成爲 官僚資 本的領 
域 。倚恃 權勢來 維持的 H 業 對競爭 是 免疫的 ，它& 必在 技術上 求進步 ，經 濟上 求合理 ，只要 
抓 住獨占 的機會 就好了 。這種 H 業 因之也 不會發 展的。 H 業裏 所得到 的利益 集中在 少 數人手 
裏 ，對於 一般平 民是 無分的 。不但 無分， 這 集中了 的 資本如 果不能 吸收在 H 業 的再生 產裏， 
橫 流而入 土地中 ，成爲 集中土 地權 的魔手 ❶因之 ，在這 類作坊 H 業附近 的地區 ，佃 戶 的百分 
比也 比較高 。坊主 通過高 利 貸而成 爲地主 。那 是傳統 鄕土經 濟中常 見的 現象。 

家庭 H 業的合 作紐織 

從上 面的分 析看去 ，如果 在 傳統 作坊 H 業的型 式中去 引入 新技術 ，對 於鄕土 經濟不 何 無 
益 ，甚 至可以 有害 ，因爲 新技術 將加速 上述的 土地集 中過程 ，形 成更懸 殊的貧 富鴻溝 。如果 
想 從家庭 H 業的型 式中入 手改良 ，組 嫌散漫 ，製 造單位 太小， 能做的 H 作極少 。所以 我們如 
果要復 興鄕土 H 業， 在榭嫌 上不能 不運用 新的型 式 。我在 上篇所 述鄕土 H 業的 要素中 曾寫下 
第 三點： 「 業的 所有權 是屬於 參加這 H 業的 農民的 ，所以 應 當是合 作性質 的。」 


我 A: •玉 溪硏究 織布業 的時候 ，曾看 到家庭 H 業自身 演化成 富於 剝削性 的布 胖散集 制度， 
因而 想到 如果布 莊的所 有權隸 屬 於生產 者時， 生產者 被剝削 的情形 就可以 取消 ，同時 却解决 
了家庭 丁業在 膦備原 料 ，整理 原料 ，和運 銷成 品中分 別經營 的困難 。這 裏我又 記起^ ; 江蘇太 
湖沿 岸一帶 鄕村中 W 蠶 合作社 的情 形來 。遠在 二十 年前， 江蘇省 立 女子獄 業學 校爲㈤ 推廣現 
代 的育窩 技術 ，柠 這地區 成 立那棟 合作社 。由育 篇的農 家自行 紐織合 作社去 接受蠶 校推廣 
部 的指導 。推廣 部把特 製的蠶 秫批發 給合 作祉 ，在村 + 裏選定 適當房 屋 ，培 W 稚湓 ，稱 r 稚 
滹共育 」 ， 指導， u 可以依 科學 方法處 nl •室内 的環境 ，保證 稚蠶 的康健 發育。 經過了  一定時 
期 ，然 後在 指導 下分 發到各 家去擀 W 。 結成了 蠶 _， 再 集合烘 乾殺蛹 ，合作 運銷。 一 ^在經 
營 上和玉 溪的布 業有相 同之點 ，不同 的 是生產 者花生 產過程 中的地 位和 所得的 利益。 布莊散 
集制下 ，生 產老成 了工資 勞動者 ，而 在育蠶 合作社 中， 生產者 却是 整個生 產渴程 的主體 ，蠤 
校的 推廣部 是一侗 服 務機關 。這一 點不同 在 經濟紐 織 上却十 分重要 ，因 爲合作 IL 的方 式保箝 
了生 產者 獲得全 部利益 的權利 ，取消 f 剝削 成分。 

我在以 前幾篇 鄕土 復員論 中屢 次提 到知識 服務的 意思其 實就是 從這悃 事例裏 發生的 。我 
在過去 的二十 年來 一直 有機會 從旁觀 察女 蠶校推 廣部的 H 作 ，更 親自看 到這幾 百個在 鄕村裏 
用她 們知識 服 務人民 ，使 中阈絲 業的某 礎 能逐漸 現代化 的女靑 年努力 的情形 ，印 象極深 ，使 
我認戏 這 是一惝 極正 確的 逍路 。她 們一赶 沒有得 到應有 的宣揚 ，不 像其 他鄕村 H 作者 那樣話 
多於 事； 不但 如此 ，這種 爲人民 服務的 事業 ，在過 去和當 前的環 境中， 摧殘和 阻礙是 經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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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日本爲 了要破 壤中國 的絲業 ，對 此更作 系統的 破壤 。當找 去鞞 pj 鄕時甫 昆 到鄕 村裏合 
作社的 朋友們 ，聽 見他 們訴說 勝利之 後所有 的逆境 ，淆 到道. 一個 鄕土 復員的 試驗， 已臨垂 
危 ，眞使 我痛心 c 仴 是我在 鄕民對 這種： IJ 證叫 對他們 有利的 工 作的 M 心奧 獲得 了我 s 己的信 
念 ，如果 知識能 用來服 務人民 ，中 阈現 代化 是絕對 有辦法 的 。總钉 一天 中國會 有一個 爲民服 
務 的政府 ，這政 府還得 走、 适 S 。 

數千 年來沒 有受 教育 機會 的農民 和現代 技術之 問必須 有一個 橋梁 ，這 橋梁 不能被 利用來 
謀少數 人的利 益 ，而 必需是 服務性 的。 技術專 門學 校可能 U. M 適常的 橋梁。 作 英美 也有道 種 
例子 ，我 在 訪 問威斯 康辛大 學時拧 看見 他們怎 樣參加 該省農 業改良 H 作； 牛津 大學 農業經 
濟硏究 所所畏 钤吿訴 我 ，他們 怎樣設 立鄕村 服務站 供給當 地農戊 的芥 詢和 硏究各 地的改 良方 
案。 迢 種機構 !: 中國更 m M ， 因爲中 阈鄕村 衷的人 K 和現代 知 識太隔 膜， 作 糾織 h 還 得有人 
弒他 們確立 能維謹 他們^ ： 己利益 的社團 。女蠶 校二十 年來努 力的成 賴是 値得毎 一個想 爲鄕村 
服 務的人 用來白 勉自勵 k 。 

服務工 廠代 替作坊 

話 說回來 ，在 家庭 工業基 礎上去 建立合 作機構 ， R 限於 育蠶 、織 布業一 題能在 家内 小單 
位裏 經營的 丁： 業。 我們在 分析傳 統鄕土 H 業中： 匕淆見 規模稍 大的作 坊已經 脫離家 庭的基 礎。 
在 這種 H 桊裏我 們怎樣 去推行 合作原 則呢？ 


女篛 校的推 廣部在 改良 製絲時 也曾發 生過道 問題。 如果育 蠶的人 家把篛 繭出賣 ，他 們只 
能得 到生絲 H 業中一 部分的 利益， 可是最 有利的 一 部分却 在製 造生絲 。在 傳統 方式中 ，鄕民 
是自家 用土法 製絲， 分別出 售 給絲商 。各 家分別 製絲在 技術上 受限制 ，出品 不 易改良 到現代 
檩準 。女蠶 校推廣 部曾推 廣過改 良土絲 的機器 ，但 是結果 所生產 的生絲 並不能 出口， 因之價 
値不高 。後來 /£ 吳江震 澤開弦 弓村創 立了一 個小型 的合作 絲廠。 設備的 資本由 學校作 保向銀 

家屬 ，按 日付予 H 資 ，不 分紅利 。在紐 織原 則上 是以 供給原 料的生 產者爲 主體， 做到了 H 業 
利益分 配得 最廣的 原則。 

道稀 村單位 的小型 H 廠， 設立在 電力 供給不 到之處 ，技 術上 限制還 是太大 ，雖 則出品 的 
品質提 vij 了 ，經 營上不 能 合理化 。所以 推 廣部又 試驗代 繅制度 。代繅 絲廠依 技 術的需 要設計 
它 的規模 ，承 接谷 地育 篇合作 社的原 料予以 代繅 C 生絲 出售後 ，扣除 生產费 用  >  把餘 款交付 
合作社 。在 戰前這 種代繅 制度 已經試 驗成功 ，但 是幾侗 H 廠都給 日本軍 隊燒毀 ，有一 處曾經 
幾次 有計書 '的 破壤 ，因 爲依日 本自己 刊物上 所述 ，他們 十分明 白這種 H 廠任中 國經濟 復興中 
的甫； 要性 。去聚 女麓校 在萬般 艱難中 ，得 到婦 女指導 委員會 的支持 ，恢復 了一梱 廠 。這 一個 
嫩苗在 目前風 雨飄搖 中還能 存在， 實是一 件値得 珍惜的 希望。 

我 /J: 上 篇裏曾 說鄕土 H 業 的規模 是有伸 縮性的 ，在技 術的需 要之下 ，可以 在 合作基 礎上 
成 立服務 H 廠 ，把那 一 部分不 宜分散 在農家 的集中 到村單 位的小 型 H 廠裏 ，再 把不宜 分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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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子裏的 ，集 屮到中 心村裏 爲一惘 區域 中的原 料生產 者服務 C 譬如 ，我 們繼緖 推廣利 用生絲 
原 料的製 造事業 ，好 像織綱 、織襪 、織絹 ，以及 製造其 他用 絲的 U 用品 ，冇很 多又可 回 到農 
家 或鄕村 裏去 ，出品 再 集中了 !: 運銪 合作社 的機 構中推 廣到 rm m 者手衷 。 

在我 訪問英 國時衿 M 過 他們全 國消费 /^ 作總社 的朋友 ，交談 之卜 ，他沾 卡，！ ：我违 議 .，中 
國. 适類生 產 合 作社如 果發遂 到一個 程度， 他們消 找合 作總社 極願总 聆生關 係 ，莳 接溝 通阈際 
間 的生產 者和消 费者， 這佔雖 刖 现 任 說來迓 I 太 Ll_ ， m u^ M 棟可能 性是姐 得注意 的 。道是 反 
國 際獨占 的一 侗方案 ，我願 怠沼道 一句話 給 將來釘 志於 國際 合作運 動 的人去 實施。 

這種 合作性 的鄕七 丁： 業我相 信在 原則上 大多數 朋友一 定能接 受的， 技術丄 的困難 也是可 
以 克服的 ，問題 是資本 那裏米 ？關 於這 侗問題 ，却 gr 架 M 篇加以 討論 了。 


自力更 生的重 建資本 

我在 「骞 土. H 業的新 鬍式 J 的結 尾曾提 到中國 經濟復 典的資 本問題 。這 問題是 極基本 
的 ，不緣 我們 想建狡 那一種 性質的 H BI ，獼會 碰到它 。因爲 如果我 們不能 有效的 ，而 且相當 
迅 速的蒿 聚資本 ，我們 1 9 建設計 畫都§ 空的 。同時 ，在 我們設 想中國 H 業 化的過 程時， 
也得注 意到 ，蘼 一種 形式的 H 業最 能達 到道有 效和迅 速蓄積 資本的 目的。 

資本 從那裏 來 

我一 C 先得 承趄 一俪 不太 令人偸 快的事 實 ，那就 是中國 是一镏 資本貧 乏的鼷 家 ，這 也是 
說 ，如果 我們想 提高人 民生活 程度， 想提高 生產力 ，想 改良生 產技術 ，還得 先 創造一 個先决 
條件 ，增加 資本。 所謂資 本是指 生產者 所能利 用生產 H 具 的價隹 ，我們 說中國 資本貧 乏是很 
具體的 ，意思 是每一 悃生産 者平均 能利用 的生產 工 具價隹 很低。 最近汪 馥蓀 先生在 r 經濟評 
鑰」 (三 卷二 期) 發表了 一篇 r 中國資 本初步 估計」 ，對 於我們 資本貧 乏的情 形分析 得很淸 
楚 。嫌 他的估 計中® 平均 毎人分 得到的 資 本約隹 七英鎊 ，和英 國相比 ，相 差五 十倍 。單以 就 
業 人口說 ，平均 每人脊 本約隹 西十 七美金 (約 十二英 鎊) ，和 美國相 比 ，相差 幾達一 百倍。 
汪先 生曾打 了一個 簡單的 譬嗆 ••「 如果美 鼸農 人每 人攤典 一把鐮 刀， 那麽我 們只 解每 百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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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 鐮刀 ，如 果中國 農民每 人也分 到 一把鐮 刀， 美國一 懷農民 當然不 會要 一百把 鐮刀的 。這 

就是 爲其麼 我們農 人用鐮 刀而美 國農 人用百 倍於續 刀的收 割器。 J 

中國農 民想用 收割器 ，我 們就 得出 錢來買 ，或是 開工廠 來製造 C 那裏 來這筆 資本呢 ？資 
本 的來源 不出下 列若 干方式 ••(  一) 搶刼 (二) 人家 增送 (三) 借貸 (四〕 自己 省出來 。搶 
刼同 然不 是正 當辦法 ，我 提到這 個辨法 因爲國 際間還 沒有共 守的法 律和 道德時 ，一個 國家爲 
了急於 要資本 ，歷 史上並 不 缺乏這 類例子 。早 一些銳 ，西 班牙刼 掠美洲 ，規模 之大， 相當驚 
人 ，英國 有官許 海盜# 門路 刼海上 的商船 ，有 歷史 家說， 這是促 進英國 H 業革 命的一 個要 
素 。近 一些說 ，德 國的 拆運征 服區的 機器， « 羼這 一類的 行篇 C 我蒹 不主張 我們也 去搶 刼資 
本 ，所以 不 妨把這 個可 能性擱 開。 

在國 際上大 規模贈 予資本 是極少 見的 ，爲 了軍事 霱躉 供給 物資， 或是爲 了人遒 主義 供給 
救濟品 固然有 ，但 是純粹 爲了轭 濟發展 而 無償 供給資 本的辦 法還 是一 種理想 。近似 的 方式是 
借貸 。在借 貸的名 義下 可能事 實上成 爲贈 予的 例子却 是有的 。此 外還有 一種方 式是阈 際投 
資 ，別豳 人拿了 錢辦了 工廠 ， 後來被 本國人 收回來 。譬 如美 » 早年 的資本 是由唤 ㈤ 褕人的 ， 
第一次 世界大 戦時 ，美 國 由僙務 》變 成漬權 *  , 破把英 國 人手上 的美國 _和股份收 >4 {回 
來 。這次 戰爭中 ，印 度對英 國也發 生顛 似的情 形 。鼷際 投資固 然可以 使 我們在 短期 中獲得 H 
業 化發靱 期所霱 的大 i 本 ，而 且可琺 希望 從利用 道資本 的生產 嬴餘去 淸 償此項 债務❶ 但是 
國際 投資， 不論是 私人、 的成簡 家 的， 有政 治性的 條件 ，至少 投資國 家爲了 要維護 它的利 


益 ，必 然栗 求受 資國家 政治的 安定， 因之這 儀外來 的繼濟 力也必 然會 成爲 保守 現狀的 力量。 
在政 治上亟 需變動 ，社 會結 構正在 革命 階段中 的鹂家 ，只 能有 政治偖 款而 不易 有建設 性的經 
濟借款 。政 治借 款的結 果可以 使這 國家輿 失主權 ，實 質上淪 爲殖 民地。 在中國 H 業 化的通 程 
中， 我們固 然盼望 國際的 協助 ，但是 决不能 把_ 際投 資作爲 必需的 條件。 

所以歸 根到底 ，這 筆資 本還得 由自己 省出來 ，那就 是說， 得在我 們現有 生產品 中劃盅 一 
部分來 ，不 加以 涫藿 ，而 去換取 生產 H 具 ，節約 消 费去劁 造資本 • 

悲觀和 樂觀的 兩 種看法 

靠 自力更 生去創 造重建 經濟某 礎的資 本這道 路走得 通麽？ 這裏發 生了兩 種不同 的看法 。 
吳景超 先生相 當悲觀 的說： r 中國 因爲大 多數 的人 都是貧 窮的 ，所以 儲蓄 的力贽 很低 。根據 
中® 農業貨 驗所的 報吿， 中國的 農民 ，有 一半以 上是 欠债的 。這 些人不 伹 沒有儲 蓄 ，而 且毎 
年的消 费， 還赵遇 其收入 。他 們以 借贷 的方 法來補 償收入 的不足 ，因而 使那些 有儲蓄 的人， 
不能以 其儲蓄 來投資 ，而 是以 其儲 蓄借輿 他人 ，滿 足消费 hfll 要 。在這 種情形 之 F ， 如要 
靠我們 自己的 儲蓄， 來滿足 H 業化的 需要， 不知栗 等到 何年 何月 了。. 』( 「H 業化過 程中的 
資本 與人口 j  r 觀 察」， 三卷， n 一期) 

吳先 生的意 思是說 中國以 現 在的生 產技栴 所開發 的資源 還不夠 維持全 部人口 的最低 生活 
水準 ，所以 不易 有儲蓄 。生活 水隼旣 已這樣« ，大 部人民 還在饑 寒線下 ，怎麼 能再 擠得出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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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 因之吳 先生認 爲如果 要從減 少洧 费中去 求資太 的形成 ，不 能從 每個人 節約 上想法 ，饑 
寒線 之下講 節約是 殘酷的 ，而只 有從滅 少消费 者的數 目上 去想法 。這 是我對 吳先生 那篇文 章 
的 瞭解。 

汪馥 蓀先生 代表比 較樂 觀的看 法❶恤 在上引 一文 中說： r 一 個資本 貧乏的 國家 ，在 她的 
資本蓄 積初期 ，人民 生活之 必須腰 低， 是不能 避免的 ，這對 於生 活程度 B 經非常 低 下的人 
民， 是一種 棰其痛 苦的事 。然而 這並不 一定不 可能， 人類承 受痛苦 的能力 ，忭忭 超出 人類自 
己 的想像 ，尤其 是這種 忍受是 在有一 種光明 的希望 作支 持的時 候。」 ，他 接着以 抗戰時 期後方 
的佾形 作爲人 類忍受 能力的 「有 力的見 證」。 他說： 「 我們 在杭 戰期中 -國家 資本的 損失， 
拿戰前 的幣 値表示 ，在 戰爭 的前六 年就已 經達到 一百五 十萬萬 元 ，差不 多相當 我們的 全部資 
本的 百分之 三十 ，盤 個戰 爭期中 資本的 損失當 不止此 ，可 是我們 後方的 工業卞 >; ，在同一時 
期， 期末较 期初增 加乃至 六倍， 尤其隹 得我們 注意的 ，是拆 開道個 逐年累 進的生 產指數 ，我 
們發現 資本物 生産的 上升率 ，比起 其他個 別產品 ，並 不落後 。這 證明我 們在生 活水準 日趨降 
低的琅 境裏， 依舊發 揮蓳 積資 本的能 力：逭 證明 人類蒿 積資本 的能力 ，超 出了& 籾本 身的想 
像 O  j 

汪 先生旣 路爲 人類！ |蓄 徒 力極大 ，在 任何生 活水準 上穂可 以有儀 蓄 ，他對 於人口 問題的 
看法自 然和吳 先生不 同了 •中一 I 的資本 和土地 都是貧 乏的 ，不貧 乏的是 勞力， 也是人 n , 我 
們異精 資本 的路 徑其勢 不能不 f 望锺豊 富 的勞力 了❶換 一句簡 單 的話說 ，如 果每個 人 都能有 


镛瘇 的話， A 口纛多 ，資 本積聚 得也 應當金 快了。 

道 樣說來 ，.悲 觀和樂 觀的 甬種 看法 的分歧 黏是在 他們努 於個 人镛 蓄能方 的估 計不同 。在 
我看來 ，锖 蓄能 力是有 伸縮性 ，的 ，但是 這伸縮 性却 繫於 很多社 會條件 ，在 一定 條件之 下却有 
它的 限度 。說 中國人 民絕雞 有镛* 未免 邊分 ，說 在任何 情形下 都可以 有餹 酱也 是邊分 •我們 
還得獬 道鬨 題加以 分析 • 

怎麽 會窮得 沒有資 本的？ 

酋 先我們 可以 两的 是中豳 農 民是否 所生產 的只夠 他們 維持現 有生活 的涫费 ？ 吳先 生所提 
身中 H JI 民有 一半以 上是 欠債的 固然 是事實 ，但是 我們却 不應忘 記在農 民所支 出的項 目下並 

民， 他所消 费的 部分占 全部支 出的百 分比 。但 是我們 知道， 據吳文 陣先生 的估計 ，貧 偃裊 
(平均 每戶七 畝) 占全部 農民 的百分 之六八 。這些 農戶或 是全部 或是部 分的租 田經詧 ，依一 
般 估計全 部靠賣 H 或租 佃經營 的約占 全部裊 民 的百分 之三十 ，部 分靠租 佃經營 的占百 分之二 
十 。所以 有一 半的農 民在支 出中有 付出地 租的一 個項目 ，或 承受極 低的 H 資 •實際 上 將大部 
生產 結果貢 獻給了 地主， 另一方 面有土 地而 不自耕 種的地 主們却 擁有 全部耕 地的百 分之一  一 十 
六 再加上 僱 工 經營土 地的富 農的百 分之一  一十七 ，我 們可以 說近 一半的 耕地是 由貧僱 農去 
耕種的 。這一 大片土 地的生 產中 至少有 一半並 不進入 生產者 的消麇 中 •這 樣說我 們可以 有一 

自力 K 生的霣 建竇 4  一二九 


9 

郷土  m  逮  一一一 一 G 

個約略 的估計 ，就是 中國士 ：地 上至少 有四分 之一的 收權在 地 租項目 及類似 的剝削 制度： >脫離 
了生 库者的 掌握。 結果使 一半 的農民 不夠靠 所 剩餘的 一部分 _ 持生活 ，不 能不借 貸 過活。 
其實他 們所借 來的原 本是 他們勞 動力所 生產的 ，只 是因 爲分配 給了地 主所以 不能不 說是借 岱 
了。 我並不 知道究 竟地租 中有 多少在 借贷名 義中重 返農 ji 手上 作爲消 費之用 。但 是我 們可以 
斷定 的是决 不能是 全部 ，所以 我們 也可以 斷定說 ，就 目前而 論中 國農说 並沒有 全部把 他們所 
生產的 消费_ ，而是 有 一筆可 觀 的剩餘 ，這筆 剩餘在 現 /I: 的十 ： 地制度 中送入 / 地主 手上 。如 

我 們可以 相信 ，如 果財富 不外流 ，鄕村 中還有 相當積 聚資本 的能力 。 

我在 r 黎民 不饑不 寒 的小康 水準」 一文中 曾給中 國的鄕 土經濟 一 個簡單 的素描 。 農民 從土 
地裏 得來的 收入决 沒有能 力維持 道樣高 的地租 ，這 就是說 ，這 一片土 地 並不能 單獨養 活地主 
和 佃戶兩 重人物 •以 往地主 能從 佃戶身 上吸收 這樣高 的地租 是 m 爲 佃戶們 g 耕 穐之外 M 有收 
入 ，收 入的來 源是傅 統的禾 工 業 。手 工 業崩潰 ，而地 租不減 ，結果 使佃戶 們無法 生存 ，造成 
日見嚴 重的土 地問題 。貧 窮的 深刻化 是出於 鄕土 生產 力降低 ，而剝 削加電 (土地 權外流 ，由 
地粗項 下輸 出增加 ，拫 税攤派 的日增 不已) 雙 方並行 的結果 。這種 情形如 果讓它 繼績 下去， 
—齅不 到資 本累積 的問題 。所以 資本的 形成+ 能不從 取消那 種向 鄕土吸 血的作 用入手 。我 
在本節 裏所要 提出來 的是如 果 揶土能 保持它 的財富 ，原 來用來 供養寄 生性的 地主階 層的 一部 
分 ，狨 去從 高利貸 中重又 借貸回 鄕 的數目 ，有累 積成脅 本的可 能 。中國 之所以 窮到 資本都 積 


聚不想 來 ，其 中一個 重要的 原因畏 有 着一！ r 寄生盼 陏層 ，每年 裏 味去癤 土生產 力的四 分之 
1  •我 很贊 成吳 景起先 _ 低涫费 i 百的 耽法， mt 們 如果裏 從事減 少消费 者數目 入字 
來解决 中國經 濟問題 ，最先 應當梅 汰的 自是消 费最多 ，生 產最少 的分子 ，以以 往 及現有 的情 
形說 '就 是道占 人口十 分之一 的地主 陏層。 

鄉土還 是我們 復興的 基地 

汪先 生所說 r 人類 承受痛 苦的 能力 ，往往 起出人 類自己 的想像 」 ， 自有德 大髖 上鈞 € 
性 ， 但是 r 人顧自 己的想 像」 本 是一句 有伸縮 性的話 ，所以 很難 從道裏 看_ 人類積 聚賨本 的 
能力 的限度 。汪先 生在他 r 有力 的見證 」 裏提 到我們 在抗戦 時代 ，後方 曾在極 典苦 的生活 
中， 六年 裏增加 了六倍 左右的 資本物 。這自 是锇得 « 镦 的成績 •但 是我們 也不能 把這成 績完 
全 歸功於 人 類承受 痛苦的 能力 。我不 知道汪 先生曾 否考廉 到抗戦 時沿海 資本的 內移和 國際的 
協助 。如果 後方沒 有機會 承受初 期從別 處運入 的資本 ，是 否能有 此成績 ，還是 値得懐 疑的。 
道懷 疑並不 是想否 定人類 積聚钤 本的心 理粟素 ，也就 是汪先 生所說 r 尤其 是這 種忍 受是在 有 
一 種光明 的希望 作支持 的時候 • 」 

汪先生 用抗戰 時代我 們中國 人民所 表現筘 聚資 本的能 力來說 明心理 因素的 重要是 極適合 
的 。因爲 抗戰是 一 愐家喻 戶腾 的生 存爭鬥 。每 梱人 考盧到 生和死 ，主人 和奴隸 的選擇 •在忍 
i 是死亡 的比較 ，個 人受罪 還是 子子孫 孫被奴 羼的比 較中 ，一 個普通 人是不 會有太 多的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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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我 們知道 人類有 「甚 於生」 的價 値足以 使人 爲此視 死如歸 。但 是這種 局面是 非常的 ，而 
且 這種非 常局面 能維持 得多久 也隹得 考盧。 每一裯 人固然 都可以 成爲 英雄來 ，仴是 以 英雄期 
望於 毎個人 是不現 實的。 

.在 一個 常態的 、平時 的、 長期的 現實裏 ，我們 要希望 一個 人能承 受的痛 苦必須 有一限 
度 ，账就 是生存 和康健 C 生存 和康 健不但 是事實 的需要 ，也是 一個社 會應當 做到的 最低水 
準。 我說這 是事實 的需要 ，因 爲生# 和健康 是維持 生產勞 動的必 需條件 。我 說這 是應常 承認 
的水準 ，因 爲我 認爲 除了自 衞之外 社會 沒有理 由要求 一個公 民爲了 別人作 沒有報 _的 犧牲他 
的 康健和 生存。 

我 這樣說 也就包 含着我 們今後 經濟復 興的根 本辮餚 ，那 就是： 保證毎 個人 能得興 不饑不 
寒 的水準 ，同 時也要 保證在 這水準 上的剰 餘能儲 蓄起來 有效的 積聚和 利用成 爲資本 C 這雨個 
辆領其 實是 相成的 。因 爲在 饑寒的 人民中 累積的 資本塔 尖是不 穩定钧 。除了 在戰時 (不 是內 
戰 )， 一 個 不足以 維持 不饑不 寒的生 活的生 產者不 但在體 力上支 持不 住他 的生產 工 作 ，而且 
在 心理上 找不到 h 作的 意義。 r 光明 的希望 」 不能是 一 句口號 ，更 不能 是一個 騮局。 r 光明 
的希望 j 之所以 有光 明必須 在希望 者有 兌現的 信念。 

一方面 要維持 不饑不 寒的小 康水準 ，一 方面又 要積聚 資本， 我們有 此能力 麽？ 麯果保 持 

原 有的分 配方式 ，我 想吳景 超先生 的悲觀 論是有 根據的 ，輿是 r 不知要 等到那 年那月 
了。 」 這 裏我要 回到我 的鄕土 復員論 了 。我 !: 前面 a 提 出鄕土 財 富不應 再任其 外流的 主張， 


地主 放棄土 地權 ，使經 常在鄕 村裏無 償輸出 至少値 農產四 分之一 的財富 保留作 鄕村裏 。其中 
1 部分補 足他們 .本 來要 乞貸的 數目， 假定有 一半的 裊民不 能有剰 餘， 我們還 PT 以希望 有八分 
之一 的農家 收入可 能在不 饑不寒 的水準 之上儲 蓠成 爲資本 。 

汪 先生曾 規定一 個较低 的目標 就是 增加現 有資本 的一倍 ，約値 八十七 億美元 。以 中國每 
人每 年平均 收入三 英鎊或 十二美 元計算 ，四 億農民 中有二 億可以 有四分 之一的 剰餘， 需要十 
W 年， 但是如 果這資 本每年 能加以 有效的 利用， 還可以 複 利計算 ，縮短 到十年 左右。 這是極 
約略的 估計， 不通表 示汪先 生所謂 r 應該 不太 雞簿 」 的實 質梭角 罷了。 

如果 我們接 受這個 估計 ，我 們可以 說 ，卽在 平時， 沒有載 爭的剌 激 ，中國 鄕村裏 現有的 
生產力 也有累 積資本 的能力 ，假 如我們 能 使鄕土 財富 不致無 償的外 斑 。換一 句話說 ，中 國土 
地 問題解 决之後 ，我 們的 鄕土還 是一悃 創造後 興 能力的 基地。 

佴 是問 題還 是在怎 樣能使 鄉土裏 生産者 能在小 康水準 上把剰 餘箱約 下來 作爲生 產的資 
本？ 這 裹我們 還得討 論到 心理的 因素和 覎 會 的結構 。關於 這些 ，我 將在下 篇申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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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約儲蓄 的保證 

我在上 篇裏提 出一種 看法 ：如果 我們能 解决現 有的土 地問題 ，使占 農 業人口 一半以 上的 
貧僱 農不 必在租 佃及 僱傭方 式 中把農 業生產 總數四 分之一 供養這 占人口 百分之 十的地 主和富 
農， 他們從 他們生 產勞力 結 果中獲 得了不 饑不寒 的小康 生活後 ，還應 當有一 部伢的 _ 餘可以 
作 爲重建 鄕土的 資本。 

這 裏我應 當提到 一種和 我不同 的看法 。這穢 看法認 爲現有 的土地 制度是 有助於 積聚資 
本 ，如果 像我所 說的把 地主取 消了 ，耕者 有其田 ，土地 的生產 結果平 均分 配之後 ，在積 聚資 
本上說 ，恐 怕更難 有希 望了 。換一 句話說 ，釦 果我 們承認 中國經 濟重建 的資本 還得集 自己， 
我們的 H 業還 得依賴 農 業 i 貼 和支持 ，如 果我們 也承皤 在鄕土 纒濟 裏還 有儲酋 的潛力 ，問 
題 是：在 積聚 資本上 耽 ，維持 現有土 地制度 爲有效 呢？ 逋是 改笨現 有土地 制度爲 有效. •在利 
用資 本上說 ，由地 主去投 Wt 有效呢 ？ 由農 業生 產者自 己去 投資爲 有效？ 還是 由政麻 去投資 
爲 有效？ 誰掌 提這資 本獬 於中！ 1 11 建鸶 最有效 ，隽於 中 _人 民生 活改着 的保障 最大 7 我在本 
文將就 道典 一閧 題申猜 一 下❶ 

沙 土上的 金字塔 


上述 兩種 看法差 別的 關鍵是 /g 對生 產和分 配相闕 性的緦 識不同 。後 一種看 法認爲 分配不 
過是把 11 有的生 產結 果加以 配別 到各種 生產要 素上去 ，如果 生產結 果本來 很貧乏 ，分 來分去 
多不出 什麼 來， 還是 貧乏 。非佴 如此 ，如 果一日 一平均 分配了 ，貧 乏的 程度固 然可以 拉平一 
些 ，何是 速一 個比較 富裕的 人都沒 有了。 在公平 原則上 講阁 然是 r 柴窮大 家窮」 ，但是 在資本 
秸巢 上說 ，道様 一拉平 ，連 僅有 的一點 積聚 資本的 能力都 喪失了 。貧窮 也一直 將貧窮 下去。 
苒進一 步說， 中國原 來 巳 經 夠貧之 了 ，要在 貧 乏的水 準上積 聚資本 不能不 M 低人民 生活程 
度， 壓低的 結果是 非常痛 矜 的 ，所以 不 能不出 於強制 。中 國通 去和 現在 許多地 方的土 地制 
度 ，地 b 徴 收了正 産過半 的地租 ，间 然使 農芘 生活 很苦 ，伹 却是 中國略 具規模 的一些 H 商業 
資本 的來源 。如果 土地牛 均分配 ，耕 者有 其地 ，各锢 生產 者把他 所生產 的都消 费了， 不是會 
影轉 到牿惘 中國經 濟的資 本精 聚力 / 麼？ 

我 J; b 篇也承 認 中國自 力更生 的盧 建资# 大槪離 不了 依舊向 道片已 經育 養了這 民 族幾千 
年的土 地想法 。我和 上述的 意見不 同的是 在| 認爲傅 統向土 地積聚 資本的 方式效 率太低 ，而 
H 祁辛可 以說沒 有效果 的 。在 傳統 的不平 均分酑 方式中 #  活的農 民固然 被強迫 減低了 消費 
r.r; 此他們 生產 的剩飴 增加了 ，但是 集 中到少 數地主 手 裏的財 富却 鼓不 一定用 在再生 產的過 
程 • »!; , 不一定 成爲 資本 ，其中 必然有 一大部 被消耗 於維持 這一部 分不事 生產者 的消费 ，而且 
1 锌 侈的 m 费 。另 一方面 ，農尻 生活水 準降低 到一個 程度將 無法雄 持生恬 ，生 活是必 須維持 
的，於坫七得不乞求於高利貸之門*這些放高利貸的却常常躭是從地租裏吸收財富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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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經過 了一逍 手繪 ，又把 精聚 的一部 分財富 ，送 回去給 農民去 消費了 。這一 道手績 却很嚴 
電 。一個 跌入. 尚 利貨手 k 的農- II ， 很難翻 身， 中農變 成貧農 ，貧 農變成 僱農 ，在農 業梯階 
上 ，一 直跌： 卜去， 喪失他 們生產 的機會 。在道 機 構中一 般農民 的生活 程度往 T 跌， 消费量 逐 
漸減少 ，農 家的 經濟不 得+ 走上商 度自給 的路上 。地 主們 卽使有 把他們 奢侈消 费後所 剩餘的 
財 富用 1: 生淹 事業 中成爲 資本， 生產品 也流不 pj 鄕村 ，因爲 生活程 度日落 的農民 沒 有購買 
力， 所以這 些資本 只能 促進地 主階秘 的揮霍 。這一 個現象 J: 我們 傳統經 濟中湣 得 很淸楚 。以 
往 城鎭襄 手藝品 在 品質 上的成 就很高 ，但是 /j: 數量 上却被 市場所 限制； H 用品 的製造 並沒有 
機會 發展成 大 H 業。 少 數藝術 珍品 的手丁 ： 業並+ 能吸 收大显 货本 。在 土地 制度中 流入 地主手 
上的 M 富， 經過他 們消费 之後所 留下的 ，旣不 能吸 收到 H 商業座 去 ，不 是窖藏 起來， 又得不 
鄕去收 買土地 。土 地權 更集中 ，鄕村 無償輸 出的數 M 也更多 ，鄕 土蕭條 得更快 ，形成 一個惡 
件 循環。 

如果上 地是吸 不完的 財源， 如果農 業生產 者是不 知饑寒 的機械 ，上 述的惡 性循環 可能一 
直維 持下去 。但是 事實上 土地是 會損蝕 貧乏的 ，生 產者忍 受饑寒 的能力 也是有 限的， 他們在 
受肴 報酬 遞減 率控制 下的土 地上 ，辛苦 H 作的 結果， 所得到 的除了 痛苦之 外別無 其他時 ，他 
們 會爲了 生活 ，揭 竿而起 。農 業生產 停頓還 不夠， 這一股 求生的 力量潰 决進入 地主們 用了城 
牆所保 衞住的 爲他們 製造奢 侈品的 城錤時 ，速 他們所 積聚的 資本也 會破壤 無餘。 這裏纔 暴蕗 
出用 不平均 分 配的土 地制度 所形成 的積 聚資本 機構内 在 的矛盾 ，不但 效率低 ，而 且會毫 無結 


果的 ，成 了一 座沙土 上的舍 ：字塔 ，最 後終於 沒入沙 土。 

對以政 治力量 强迫儲 蓄的過 處 

我 在上節 裹的 說法基 本的根 據有一  1 : 一是把 癉 土經濟 裏的_ 餘交給 地 主是裳 不住的 ，集 
不 住的意 思是 其中有 大部分 會截 消耗掉 ，卽使 有小 部分用 來作生 產資本 ，貧 乏的癯 土 不具沽 
這種 h 業的光 。二是 II 民忍受 痛苦的 能力在 看不到 r 光明的 希望一 的情形 下是有 限度的 r 限 
度一到 ，他 們會 反抗 ，不 但破壤 了那積 聚財 富的土 地制度 ，速 利用 這財富 所變 成的資 本也可 
能一把 火燒光 。這些 話事 實上已 不 是理諭 而 是我們 當前的 經驗 ，問題 是我們 飽 不能在 這經驗 
裏獲得 教訓。 

我同意 於汪馥 蓀先生 ，在 一愐 資本 貧乏的 國家 ，在 資本稹 蓄初期 ，人 民必須 準備 承受痛 
苦。 我不能 和汪先 生同意 的是人 民承受 痛苦的 能力是 無限的 。我 在上篇 說到過 這生物 性的限 
度 ，就是 不饑不 寒的小 康水準 。這 悃限度 是無諭 什麽經 濟計畫 所不應 忽親的 。當 我在這 癱土 
復員 論中 提出這 標準後 ，曾有 不少譏 笑我這 種見 解的 ，認 爲我 是保守 ，落伍 ，甚 至反動 。我 
實 在不明 白譏笑 我的人 的根據 是什麽 ，除了 這幾偭 字看上 去不夠 r 進步 」 其實 我提 出這標 
準來有 兩層意 思 ，一 是這應 當是毎 個人民 的權利 ，任何 政權必 須保障 這最低 的限度 ，在 這限 
度 之下生 活的人 有一切 理由要 求生活 的改善 e 二是 這也應 當是每 個人民 在道一 兩 代中認 爲滿 
意 和正當 的水準 ，起 遇道木 寧的生 活是對 躕 民經濟 的危害 ，因爲 在這一 兩代中 ，中 _最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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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 作是 創造 現代化 的經濟 某礎 ，這基 礎需 栗大量 資本， 這费 本要由 毎個人 節約聚 積而成 。 
!- 不饑不 寒的水 準之下 要 求人民 節約 是對不 起人民 ，在 不饑不 寒的水 準之上 生活 是對不 起國 
家。 

假定我 們能做 到了我 !: 上篇 所說的 情形， 現存的 土地問 題解决 了 ，農村 中的財 富 平均分 
配了， j: 提 高他們 生活水 準到不 饑 不寒的 程度是 可以 做捋到 ，但 是怎様 能使 他們達 到了 這水 
準就開 始節約 ，把 所剩餘 的投資 到生產 事業裏 去呢？ 我們得 承認 人某 本上是 e 私的， 作 •達到 
了不 饑不寒 的水準 之後 ，他們 的慾望 並不幹 就滿足 的， 達到了 道水準 還有 餘力時 ，自 然有一 
個趨勢 就是要 增加亨 受 。 增加皋 受本 來是不 錯的， 佴 是爲了 長期打 算 ，我們 要征服 贫窮 ，只 
能把當 前的亨 受延 遲下去 。怎 樣使人 能延遲 他們的 享受呢 ？ 「其實 只 有兩 條路 ，一 是強迫 ，一 
是自願 。 

強迫儲 蓄原則 上本來 沒有什 麽可以 反對 。臀 如現在 的英國 镦收 v 度 的累積 所得稅 ，正是 
以政治 權力 強迫儲 蓄的好 例子。 換一句 話說 ，以政 府代替 地主來 把捤這 一筆從 鄕土經 濟中得 
到的剰 餘 。政府 PT 以用財 政 政策保 讒 收入較 低的農 民 ，而 把小 康水 準上的 收人徴 歸國庫 ，然 
後依 政府的 計畫發 展 H 業。 這本是 極合理 想的路 徑 ，不但 資 本積聚 得快而 且利用 資本 的效率 
也較高 。値得 我們考 盧的 是中國 的情形 是否 .有賓 行這種 路徑 的客觀 環境。 

把這惘 糴力 交給政 府必須 先保證 這政 府不會 濫用這 裯 權力 ，而 且不會 比地主 們更腐 化。 
能做 個保證 的不是 某某 少數 人或少 數集團 的良心 ，而 是人 民一般 的政治 W 覺性 。我並 不是 


願靠低 佑我們 農 民的政 治程度 ，但是 比较現 實的說 ，因 爲曾 經有幾 千年專 制政治 的傅铳 ， 1 
T 子就 希窠 他們擔 負現代 國家公 民 的責任 ，去敷 督政府 的行爲 ，似 乎是 不近於 事實的 。在人 
民尙沒 有能 力來控 制政府 的時代 * 把政府 的權刀 擴大 ，必 然會 引绣獲 得權力 的人 ，濫 用他的 
f 。 所以在 我看來 ，如果 中國有 一天属 IE 走 上民主 的道路 ，位 一個 政府能 向人 民負責 ，受 
人 民控制 ，在 早期， 還得設 法減輕 這政府 的事務 ，減弱 這政府 的權刀 。滅軤 事務 和滅弱 權力 
並不 是說社 會上的 事情停 頓， 而是說 讓出很 多事務 和權力 來給各 種非政 府的， 直接由 地方人 
替 的團體 去做 ，去 負貴 。這個 廣泛 的基靨 民主饞 是民主 政府不 致變質 的 保證。 

我提出 這悃看 法因爲 我見到 K 政治 力量來 強迫儲 蓄的辦 法很容 易有流 弊。 目前的 情形隹 
得我們 時 時引以 爲戒 。現 在的政 府的權 力是 夠大了 ，他可 以用通 貨膨脹 的手段 ，徴 集財 富， 
老百 姓的所 得可以 在 幾 天之中 打了個 對扣 。但 是人民 並不能 控制政 府怎樣 去利用 這筆錢 。轼 
問 有多少 是用到 了生產 事業巢 去的呢 ？就以 那 些國營 H 廠來說 ，究竟 有多少 可 稱作合 理的投 
資 。一 個沒有 H 業經驗 的國家 ，一 上來就 從國營 入手是 難於勝 任的。 

我 固然相 信我們 中國總 是曾有 個有 效率而 且民主 的政府 ，我所 希望 的是我 們得預 防這種 
政庥的 一 再變質 ，所以 覺得 不應加 重這種 政府的 權職。 

逛 有一點 我們 得考廉 到的， 如果人 民看不 到他們 被 政府所 徵收去 的财 富所做 的事 對於他 
們 的利益 ，政府 要強迫 他 們納捐 ，就會 發生阻 力 。中國 在經 濟建設 中如果 利用政 府收税 的力 
量 ，積 蓄了財 富 ，投资 ：於 一時不 易在生 活上見 效的重 T; 業裏 ，在 相當敁 的時期 中很可 能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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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蘇 聯 M 年所碰 着 的困難 。要廣 大的裊 民明瞭 吃不得 ，穿 不着， 摸不到 ，宥不 見的重 H 業 

的得 到所需 的資本 ，不 能不 加強呢 力 ，在這 情形中 ，民主 的幼苗 最 易 遏制。 

一個 r: 業落後 的国家 ，政治 程 度較低 的人坨 ，很 可能 產生一 個強有 力的集 權政府 ，用政 
治力 量積 聚資本 ，計畫 丁： 業 ，等這 經濟基 礎安定 之後 ，再 講從來 沒有享 受的政 治自由 等一類 
在生活 k 比較 f 饑寒 爲次要 的權利 。 如果道 種阈家 能有這 個機筲 + 能不說 是 幸運， m 爲一個 
人 K 所不 能控制 的權力 能 爲人民 服務是 一 件奇蹟 。奇 蹌可以 有， m 不能視 作當然 ，所以 爲了 
要保 證一 個權 力不能 不向人 民服務 ，還 得先由 人 民控制 m 這權力 ， 道纔是 政洛上 的常軌 。爲 
了 避免官 僚资 本和獨 裁 政治的 出現， 所以 我不 能對以 政 府來強 迫人民 儲蓄 ，以 政府 ft 責經營 
H 業的路 線發生 戒心。 

效率 和儲蓄 的保證 

我 願意偏 重於自 願的儲 蓄。 如果中 酾大 多數的 麇民確 以 到了深 具國家 觀念 的程度 ，政府 
的 r 強迫」 也可以 成爲 f 自願」 的。 我是假 定中國 老百姓 還是把 家族 看得 比國家 爲 重的事 
實 ，所以 我懷 疑以 政府 權力 來推行 國 家經濟 不能不 出 於強迫 一路。 我想偏 蜇自願 ，就 得把經 
濟建設 的蜇 點放到 老 百姓認 爲是 自己的 家族範 圍之內 。我 並不說 我們應 當如此 ，我 明白家 族 
範 圍內的 經濟有 着很大 的限制 ，但是 要老百 姓甯願 忍受一 些痛苦 ，就 得就他 們能看 得到的 


r 光明 的希望 j 設法 ，他 們所看 得到的 不是轎 了大 明纔 囲到 自己利 益的 鷗家經 濟 ，而 是比較 
切近 他們的 家族的 前途。 要他們 儲酋 就得使 他們看 得 到所镛 蓠的確 實增加 了他們 的收入 ，锺 
些收入 卽使再 用來_ ，還 是屬於 他們自 己的。 

說到這 裏 ，我 想可以 提 出分配 對生產 的穑極 作 用了❶ 把分配 看成處 理生產 結果的 方式是 
一 種靜態 的看法 ，忽親 了通遒 心理要 素所發 生鸷 於生產 的影響 。動 態的 看法必 須記住 生產和 
消 费是人 的行爲 ，人 的行爲 是有動 機的 ，也 就包 括汪先 生所謂 「光 明的希 望」 。動機 决定生 
產的 效率和 儲蓠 的速率 。 哈佛 大學 H 業硏究 所曾於 第 一次世 界大戦 起 開始硏 究 H 作效 率的問 
題， 繼續了 二 十多年 ，結 果認爲 瞭解工 作 的意義 是增 加效率 最基本 的條件 。所謂 H 作意 義是 
H 作者 認爲自 己的丁 ： 作是有 價値的 。什麽 纔是 有價値 的呢？ 那 就得攸 這社 會的 文化來 决定。 
譬如花 我 們傳統 文化中 r 光耀 門楣」 是一種 價値， 那是在 家族主 義之下 發生的 。又 好倮美 ® 
的 「比別 人強」 是一 種價值 ，那 是在競 爭社 會中 發生的 。這 些價依 檫準 並非一 成不變 ，它是 
於 一定的 瓧會 形態 •，在 一定的 瓧會 形鉋^ 要鼓勵 一儸人 供一伴 事， 就得把 這件 事和這 
瓧會的 惽値 標準聯 繫起來 C  # 

中國 鄕土戤 會中 ，一直 到現在 ，最 有力 的動雄 是 「_ 立家業 J  •在 一锢 天災人 if 不斷的 
生活中 '安全 是主要 的企求 。中 阖的 農民是 現實的 ，不輕 易信任 人的； 他們 _ 全的 某礎築 
在 自己徙 力所及 的家園 。他們 爲了 要得到 一方比 较可靠 的土地 ，可以 勞 苦終身 。戴 濟剰 餘的 
微小 ，又 獎勵 了他們 世代藺 的累積 ， 1 锢鍤餱 起家 的農 戶經常 是要幾 代不懈 的努力 ❶ 這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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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祖 先血 汗所浸 逢的土 地 ，在他 們自有 着超 出於纒 濟打算 的愛議 。中 國道片 貧乏的 大地上 能 
有這樣 多的人 ，勸 供耕植 ，甚 至已 落到了 鎵得利 用的邊 際以下 ，不 能不鑤 功或 歸罪 於遒 種深 
入人心 的意識 。 

我們儘 管可以 客觀 的指出 這種娜 土意 譫有很 多方面 已不 合於現 代要求 ，佴 是我們 不能不 
承認 這是客 觀存在 的事實 ，而 且如 果我們 想自力 更生 積聚甫 建資本 ，要 求廣 大人民 抛棄革 受 
的慾望 ，勸 儉節沪 ，我想 我們還 得通遇 這傅統 的意識 ，來 完成這 急迫的 任務。 

這就畏 說 ，把土 地給 渴望土 地的人 ，把 生活 中節約 下來的 財富劁 立他 們自己 能支配 .，能 
保障他 們生活 的資本 。土 地裏能 吸收的 資本是 有限的 ，多餘 下來的 ，並 不應 像以往 一 艄的在 
土 i 的轉手 上叉馬 將 ，而 得開出 一條廣 大的投 資領域 ，那就 是我 在揶土 復員諭 中一 再提出 
的鄕土 H 業 。資本 原 是生齑 H 具的 儇値 ，我們 所謂積 聚資本 ，並 不是害 藏財富 ，而是 墦加生 
產者所 以利 用的動 力和工 具 。如果 農民不 必每年 把一半 的收翟 貢獻 給地主 ，而可 以 i ar 
支配 時， _ 很容易 .看 到去買 一頭牛 ，添一 把鐮刀 比多渴 半斤酒 、二斥 囱爲有 r 
望 」 。 這就 是積 聚資本 的具體 通程 。由 買牛買 鐮刀 進而 « 織襪嫌 、縫錤 檐 ，那軾 是由農 f 
上工業 的正道 。他們 對於用 自己血 汗換來 的牛和 鐮刀 、.織 襪嫌 和楗紐 機的爱 § 然是熱 烈 
的 •他們 絕不會 像琪緬 公路上 的司機 ，關 了油 門下坡 ，寧 願損 壤機 器， .犧牲 旅客安 全 ，而不 
肯多费 幾滴自 己可以 拖油 的汽油 。他 們不會 像許多 國營 h 縻裹的 雄游 f 般可以 擱在灰 廛裏不 
加利用 。 那是 因爲 「 動機」 不同 。我們 在這種 分配方 式中保 障了 串， 也保障 i 本積 


聚的速 率。 

我並 不主張 我們將 停留 在道種 家裱 生藏之 土 .，徂 是我鱟 铮這是 一個 最可 靠的 起點 "也是 
一個妯 可嵩的 基礎 。從道 匙點 ，有 了瘈 基繾 ，我們 韆能通 遒家 族合 作的逍 路去 典辦集 體的生 
産事業 。臀 如各家 有了蹬 級檐 ，你捫 批磺原 it  vtf 鲭技稣 ，聯合 運銷的 合作社 

的利益 。又 醬細 各家 都有了 土地 ，錢審 M 会^ i 買 打本嫌 s 蟹 。義性 的生產 和經霊 

得從毎 個人艚 悉了 它的利 益之後 I {能有 '基驩 乂氪 體生 產有了 塞礎 ，鄕土 經濟 纔能邁 進 一步。 

只有在 廣 大的農 民開始 W 力 ml , 彌 狳在 他們 的生 產事業 中投資 ，我 們纔 能希望 有 
供給遒 些生產 H 具的大 H 業的興 起 。在杭 来們 從聯親 等一 類機關 運米 了不少 農 m 的機 
械 ，我們 也 花 若干 地方開 設了製 造生產 工良 的工縻 ，但 是這 些束 西並沒 有有效 的吸收 到農村 
中去’ 那是由 於 計畫潘 本 末倒後 的結果 。一囑 無刀役 資供貧 乏的 鄕土連 送給他 們的 H 具都使 
用不 上的 •道 種教訓 應當使 我們鶬 的餘苌 了  * 

X  X  X X 

中國並 不是 貧乏 到毫 無積聚 焚本 的能力 ，這 能力 還是在 我 們鄕土 的基餍 。我們 河 以自力 
更生 ，俏 是先得 愛護和 培植迠 力 i , 把傳統 祺 _力览 的土 地制 度改革 了，： & 從傅 統勤 儉的 
美德下 手 ，花所 得歸所 有 者支配 的獎働 下’ 表现 出這^ 德的 實際利 益 。在 鄕土某 •層 上着 手開 
始賴 聚资本 ，充 實生產 ，中 國的經 濟現 代化鞮 有着落 。道是 本文所 要說明 的主耍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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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各家 批評的 總答覆 (後記 ) 

道本 r 鄕土重 建」 繼 續 「癱土 中國 」 ， 加人 觀察社 的觀读 叢書 。這甬 本集子 雜痢 是同時 
寫的 ，但性 質上却 鵰於兩 個層次 。在 r 鄉土 中國」 裏 ，我 想勾出 一些中 國基層 社會結 構的原 
則 ，接下 去應當 是更具 體的把 這結構 ，從各 部分的 配搭中 ，描畫 出一個 梭角。 關於這 h 作， 
我也 在嘗試 。就 是我在 觀察周 刊所發 表遇的 「 從社會 結構看 中國 」 那一套 ，但 是牽涉 太廣， 
一時還 不能整 理出一 個樣子 。這 裏所 做的其 實是 第三步 h 作 ，就 是把這 傳統結 構配入 當前的 
處境 褰去 看出我 們現在 身 受的種 種問題 的結癥 ，然 i 提出 一些積 極性的 主張來 ，希望 有助 
於 常前各 種問題 的解决 。現在 我把第 三步的 工 作倒 遇來 先做 ，至 少是先 發表了 ，總不 免有一 
點亂了 步驟。 

其實我 所規畫 給自己 所做的 h 作早就 超過我 的能力 。如 果爲 了我自 己打算 ，最好 是等自 
己的 思想長 成了 ，奸 像樹上 的 果子結 得熟. 透了 ，爯 摘下來 ，給 人家嚐 ，不致 於生澀 難鳙 。但 
是我 並不想 這樣做 ，反而 願 意這樣 生澀澀 的拿 出來， 甚至給 人 吐棄了 也甘心 ，那 是因爲 我相 
信 ，思 想這侗 東西是 祉會 性的 ，不但 得之於 社會 ，而 且祗 有在社 會中才 能成長 ，並 不能 nl 了 

我承認 歷史上 曾經有 過一 個時代 ，文字 是少數 人用來 下酒消 遣的 ，是一 種娱樂 •，這 愐時 


代我 想是過 去了。 我承認 歷 史上也 有遇一 概時代 ，文 字是被 親作威 權的 ，是 載道的 ，是輕 
典； 從文 字的 玩弄裏 ，像符 咒一般 ，可以 继取 權力和 利益， 支配別 人， 這個時 代我想 卽使還 
沒有完 全遇去 ，也 快要 過去了 。我 們現作 所處的 時代， 文字不 遇是 人類社 會化 的一種 H 具。 
我所籲 社會 化就是 從交換 經驗獲 取共同 瞭解以 發生 共同行 動來達 到共同 生活的 過程。 

我們 所生活 的處境 已經不 再是孤 立的、 自足的 、有 傅統可 據的鄕 土社會 。現 代生 活是愐 
衆 多複雜 ，脈脈 相關 ，許多 人的共 同生活 。這許 多人 各自帶 着 他個別 的歷史 ，懷 着各 人的抱 
負 ，走 入這惘 沒有 人可以 猓 善其身 的場合 o 在這 場合裏 ，起 初每愐 人 ，囿於 自我的 f , 都 
會覺得 自己才 是對的 正確的 ，應當 如此的 。但是 毎個人 如果都 是如此 的話， 共同生 活也就 
沒有 了某礎 。你 要強 迫別 人依着 自己認 爲對 的走 ，別 人也在 要強迫 你依他 所認爲 對的走 。如 
果不能 各自走 各自 的路時 ，局面 也就價 了 。這時 ，要維 持共同 生活不 能不大 家說悃 明白再 
走 。說 悃明白 就是 把自 己認爲 對的說 出來； 各人 說出來 的不同 ，於是 要問什 麽 使各人 看法不 
同的？ 各人所 根據 的經驗 怎樣？ 每個 人的經 驗决 不能是 完全的 ，是 否可以 互 相補充 ？ 把各人 

的經驗 會合了 ，是 否大 家可以 求 得一個 一致的 看法® - 這是瓧 會化 的必經 階段 。人 多了， 

不能 大家直 接用嘴 •用話 商暈， 於是用 筆用字 來代魯 。文字 在這裏 有了新 的用處 ，它 是用來 
表達一 種經驗 ，一種 着法 ， 一 種意見 ，不是 I 種具理 ，更不 是一種 教條。 

我這 樣說 無非是 想交 代明白 我自己 寫作的 態皮 C 我忠 實的 記錄下 我思考 的結果 •這 結果 
是從我 自己的 經驗和 我所聽 到和讀 到的 許多別 人的 經驗和 思想中 所思索 出來的 。我把 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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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 字記錄 F 來 ，也 不過是 供铪別 人 思索時 的參考 。世界 在變動 ，人 g 的經驗 ，毙 f 語言的 
傅 乸和交 字的 保留 ，在 累積 ， I: 豊富 。我不 是裯 宗教 家敢淤 承認 自己 在 全知 全能的 k 帝的啓 
示中得 到 rH n ; 找 不過 I 惘措 象的 瞎乎 ，用 S 己有 限的 手拿 去揽索 我所要 知逍的 對象 ，所 
‘4:1 的 a 收不敢 n 以爲 H r 仝象而 排 斥別的 瞎子 /J: 同一針 象 h 措索 所得 的知識 ，我所 希望的 
1 亦許多 多鸱+ 所得」 h:€ 的知識 能加得 描來 ，使 我們大 家共有 的知識 能更完 全一择 ，更 Ml 富 

1 此， 

作适棟 態度 之^寫 作出 來的 1 文， p 作者並 不作 說教 ，在 讀若也 不應求 全。： X 的旣在 討 
論 ，討論 的 參加济 祗有想 !: 刃 到別人 和 ^:己 不同 的意艮 中去求 自己看 法的 修正， 互相饽 重， 

: 7r jj 舰 m 是必耑 的精神 。 

X X  y  X 

本禆菸 听收 集的淪 文郤分 別發丧 過。 U 槪迻^ :爲： 些論 文中所 提到的 問題 比铰卜 '和現 
實生话 疋 拎近 ，所以 引起的 討淪也 比較近 多 。逼 n u. 令人 高興 的事 。我寫 這些 論文的 目的本 
是 .: 抛磚 引玉， A: 各家踴 蹯的 發表意 見中侦 我 得到許 多啓發 。這 是我不 能不 伤 道裏對 竹 給我 
指示的 明友戒 示威 謝的。 

.  同時我 肽不 能不 承認 ，作 相常 多的讀 者裏對 於我 所寫 出的意 y 有若干 觋會 C 常我讀 到梁 
不明白 ？ 一 不 免深 具同感 。我 也任答 t 一位 朋友的 信 k 說過： 『那與 是使我 不太 明白我 的文 


字怎 樣會磁 樣的傅 達了 和我相 反的意 見 •我甚 至想 道種誤 會 可能讀 者應 負的责 任比作 者更多 
1 黠。 J 1 個作者 看到別 人歪曲 他的原 意是 件很_ 的事 。我 也承雜 近年來 言諭 界裏確 有邊 
分 「斷 韋取義 」 對‘' f 起作者 的批評 ，但 i 往遑處 一看， 也有令 人典奮 之嫉 。因 爲從 道種熱 
烈 的討論 ，熱烈 到戚 情用事 ，成情 用事到 攻擊 私人 ，我們 可以看 出 近年中 國思想 界的！ 価重 
栗現象 ，一 個很好 的現象 ，雖則 好的裏 面不免 也夾軀 着不應 當有的 部分。 

假 如我們 分析爲 什麽 現在 寫文聿 的人常 會增加 「不 明白」 的原囚 ，我 們可以 注意 到思想 
社貧 化的範 圍在 激速的 擴大中 。以 往那些 有鼷於 中 阈文化 、瓧會 、政治 * 經 濟的問 題祗 在很 
小的豳 子裏射 諭 ，在熟 人裏搿 諭 。在 熟人所 齟成的 小圈+ 裏 ，經通 長期的 親密接 觭， 讀閱同 
樣的窨 籍 ，有 着相類 的經驗 ，所以 他們 有着一 套共同 能理解 的名詞 ❶而 且每個 囲子有 他自己 
的問題 ，有 他自己 的語言 ，弁 水不 犯河水 似的各 自說他 們自 己的話 。近十 多年來 ，每 個人的 
生活一 天不如 r 天 ，最 大多數 的 人都已 到了快 要無法 生活 下去的 絕境 ，這時 ，火 家對 造成這 
絕境的 各種因 素不能 不注意 ，而 且大家 B 深切 威覺 到這是 全國人 民的共 同問題 ，於是 對於這 
_陬題 的討論 也成鹫 到共同 的典趣 和霱要 。不但 注意 道些間 題人 數增加 ，而 且銮加 討諭 的情 
緒 也更熱 烈 。以 往在小 圈子 裏射諭 的限制 被這 勢力 所打破 了  •在這 遇程中 ，許 多討 論者之 is 
的觀點 、假設 以及 所用名 詞的意 義不免 有很大 的距離 ，文 字的隔 膜因之 也特別 表現 得淸楚 0 

如 果在籩 遇程中 ，我 們有儋 s 表意見 的自由 ，在 思想的 交沫裏 ，道 套文 字的隔 膜不鲰 
克躲的 ❶珙 會固 然不免 ，但是 在可以 坦白 的_意 見中 ，誤會 不籩是 要求更 _ 解的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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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幸的是 在現有 局面中 ，發表 意見的 自由並 未得教 保證 。限制 這種自 由的有 政治的 和物質 的 
兩 種條件 。政治 上我們 不能享 受言諭 的自由 是大家 都知道 的事， 用不肴 我在這 裏多說 。我所 
要指出 的是言 論的充 分自由 是民主 社 會的基 本條件 ，也祗 有 在民主 .社會 中人民 才能 眞的提 
高他們 對自身 生活問 題理解 的水準 ，使 他們能 得到從 理知裏 發揮出 來的共 同意見 ，産 生負責 
任的 一致行 爲。 

我們現 在不但 受到因 政治 原因而 發生對 自由發 表意見 的限制 ，而 且同時 ，物 質的 環境也 
剝奪了 我們發 表和獲 悉意見 的機會 。在出 版界的 現狀裏 ，能有 機# 把 自己意 見寫下 ，印 出， 
送到讀 者面前 的作者 在 數量上 說實在 太少了 。就以 有 此機曾 的作 者說， 他們又 受到嚴 格的篇 
幅限制 。在一 般刊物 上所能 發表的 文章， 不過從 幾百到 幾千字 。作 者不容 U 把 他的意 y 所根 
據的 事實和 假設 在這 有限篇 幅中儘 量說明 。很 多誤會 是從运 残限制 中發 生的。 

篇了： 進就 發表 的篇幅 限制 ，一 個作者 不能不 把一赍 相關 的意見 切成丫 片斷 ，送 到讀者 面 
前❶同 一讀 者却义 並不 常能接 觸着所 有的片 斷 ，結果 不免 斷章 取義。 道 結果實 在不能 完全由 
讀者 負責。 

這一 個充滿 看霤要 思想交 流 的時代 ，砝 着這】 個發 表意 y 的機 會踅重 受到限 制 的局面 ， 
文字 所引起 的 「不 明白 」 是必 然的 。我們 固然耍 在各方 面努力 去解除 我們身 受的 限制 •但在 
限 制充分 解除前 ，討論 時參加 的 人也不 能不盡 量的體 悉和諒 解 ，避 免由文 字的誤 會而 引起私 
人的 意氣 。否 則由誤 會增加 歧異 ，討綸 也反 而會成 爲思想 瓧曾 化的障 礙了。 


因爲 道個原 因我在 這後記 裏對於 若干我 8M 是由於 文字隔 膜而發 生 的誤會 ，不願 多提， 
祗想躭 本文 裏沒有 充分說 明的若 干假靛 加 以申論 補充和 修改。 

X  X  X  X 

本 害的代 序是前 年年底 我在倫 敦母校 的一嫌 公開 演講 記錄 c 這篇演 講的聽 衆是母 校的師 
生 ，大 都是英 國人， 因此其 中的語 氣和措 辭是以 不 太瞭解 中阐 文化的 朋友作 對象而 發的。 
m 是 這篇演 講却說 明了我 對於中 國傳統 文化和 當前赴 會變 籩的醐 係的一 愐簡略 、但亦 是綜合 
的看法 。在 我的淆 法裏 ，文化 是推陳 出新的 ，，因 爲文 化不通 是一種 i 的手段 。生是 自的， 
r 生 J 而要 r 求」 那是 因爲生 活的維 持需要 利 用物資 ，物 資最終 的來源 是自然 M 所以 文化是 
人利用 自然時 所採取 的方法 。生活 、自然 、文化 三者都 是變數 •生 活的基 礎是生 物性的 ，温 
飽是生 物某礎 給人規 定下的 生活最 低水準 ，因 爲饑寒 會使人 的生命 不能維 持下去 。但 是生活 
却不等 於生命 ，比 生命 還要 多一點 ，那是 因爲人 有理想 ，要活 得更好 ，更 有價隹 ，在 追求更 
有價値 的生活 ，使 人不 肯停留 在一種 生活水 準上， 因而使 r 生活 」 成了一 個變數 。自 然也是 
變動的 ，道裏 不但指 地理上 的變動 ，像山 變成海 ，海 變成 山一類 的變動 ，而且 從自然 和人的 
關 係上說 ，也 跟着人 利 用自然 的知譫 而改變 。衡 於印 第安人 ，美 洲的油 藏並不 構成和 生活有 
鬮 的自 然部分 •，但 是在汽 車和飛 機的時 代油藏 是一 種重 要的資 源了  •生活 和自然 旣然 都是變 
數 ，溝. 通兩者 的文化 更不能 不是襄 數了。 

文 化是一 種手段 ，它 的價 隹在它 是 否能達 PI 求生 的目的 ，所以 文 化一離 b 人瘼層 它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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釅 . 土竄籯  io 
壜也就 不發 生價值 問題 ，自身 沒有所 繭好或 是不好 c 生活的 M 求和 生活的 處嫌眛 是變 勘的， 

的價値 也是常 會變的 。在一 個情景 中 是好的 ，在 另一個 情景 却可以 是不 好的了 。皮毛 的衣服 
在寒帶 有用 ，花熱 帶 沒有用 ，甚 至有害 。籩也 t ， 文化 的批 評必須 是相费 的 ，必 須從一 定 
的情 景中去 說的。 

人類 創造文 化爲的 是要增 進他們 生活的 價隹， 他們龙 不會以 維 持文化 爲目 的而锇 牲生活 
的 •所以 拉長了 ,  一個 對於 生活 沒有用 處的文 化要素 ，不論 是物 質的器 物 或是社 會的制 
度 ，甚 至信仰 的教條 ，决 不飽 長期 保留 C  | 檷 活着的 文化要 素因 之必然 對於利 用他的 人有它 
的 用處。 

問題開 始複雜 的原因 是起於 在一起 生活的 人中間 有了利 益上 的分化 C  1 種 文化要 素可以 
對於 社會中 一部分 的人有 利益而 對於其 他部分 的人沒 有利益 ，甚 至有害 。有 利的要 保持它 ， 
有 害的要 取消它 ，沒 有利 害鼷 係的對 之無 所謂。 保守和 改革雙 方因之 發生 了爭執 ，這 文化要 
素能否 維持 就得看 雙方力 的消長 。锺是 政治遇 程。 

文 化要素 I 包括社 會制度 I 的 功罪不 能脫離 它的 社會 背最商 作定諭 的 。臀 如說 當資 
本主義 初典起 的時期 ，它解 放了被 封建瓧 會所 遏制的 生產力 ，在這 點上講 ，它 曾把 人類的 生 
活提高 了一層 。而且 本累 積之初 ，新 生產力 的利用 ，使 在封建 社會 中的 中產階 層得 到了 
新 的權力 ，使被 拉 住在土 地上的 農 民 得到了 新的解 放 ，所以 對他們 » 是有利 的 ，仴是 對於甜 


建妣 會中 特權階 層却是 有害的 ，因 爲他們 的特權 被新的 生產力 和新的 社 會勢力 所取消 了。 這 
是就 資本 主義糙 展的早 期歴史 而說的 o 到了 資本主 義成熟 ，又發 生了新 的社 會分化 。在獨 占 
性的企 業控 制之下 ，新 技栴 和新紐 織 所帶來 的更大 的生產 潛刀却 又被遏 制了。 勞動階 M 的生 
活 並不能 得到可 能的 提高 。遥時 資本主 義對文 化的發 展却成 了阻礙 了 。因之 ，我 們對 於一種 
文 化要素 的瞭解 不能離 開它的 麽史背 景。 

從它 的歷 史背景 裏去分 析它 —— 道是 硏究文 化的科 學態度 。再換 一句詁 ，我 們得 先瞭解 
每一 愐文 化要素 在 當時舭 會中谷 種人 生活上 發生的 作用； 客観 的敍述 ，比了 依照 另一時 期另一 
赴 會背景 去 作感愴 上 的貶褒 更能轼 助我 們對它 的 瞭解。 

我企鼷 從我 們傳統 的 小農經 濟中夫 指 出各種 文化要 素怎糅 配合而 發生柞 用的 。這 是一種 
想 去瞭解 我們傳 統文化 的企躅 ，這企 _ 並不 帶着要 保守它 的意思 。相 反的 ，這 是一切 有效改 
革所必 須极據 的知識 ，文化 的改革 並不能 一 切從蜞 做起 ，也不 能在容 ：地上 造好 了新 K ， 然 
後搬進 來應用 ，文 化改 革是推 陳出新 。新的 得在舊 的上邊 改出來 。歷 史的綿 續性 確是总 求改 
革 的企圈 的累赘 ❶ 可是事 實上却 並不能 避免這 些拖住 文化的 舊朿西 ，舊 膂惯 * 這些 是客觀 的 
限制 。紙 有認識 限制才 能得到 自由 。認譎 限制並 不等於 顧 服限制 ，而是 在知己 知彼的 較： ：电 中 
去克 服限制 的必需 步驟。 

文化的 改革必 須有步 嫌， 有重點 。我們 身處在 生活中 充滿了 問題 ，傅統 文化 不能答 覆我 
«裏 求的情 况中！ | 不免轚 一切傅 統無 條件的 發生 了強鋇 的反感 ，否 定傅統 的情感 。這 情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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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是促進 社會 去改 革文化 的動力 ，伹 是也 nr 以使 改革 的步 嫌混亂 而阻礙 了改革 的效力 。戰爭 
中 諸策略 ，建 築時 講設計 ，醫 藥裏 講診斷 ，文化 的改革 同樣要 用理知 去規畫 。文 化的 分析是 
規畫 改革的 根據。 

X  X  X  X 

我 多年來 硏究的 對象 是中國 的鄕村 。鄕村 祗是整 個中國 社會 的一 部分 ，我 從這部 分的認 
讖中 得來的 看法自 不免亦 有所偏 ，這 一點讀 者必贺 先 知道的 。我 决不敢 說鄕村 之外的 中國是 
不重 要的， 更不敢 相信鄕 村可以 和其他 部分隔 絕了虫 解决’ 它 的問題 。我紙 能說在 鄕村 裏可以 
看到中 國大部 分人民 的生活 ， 一 切問題 都牽連 到這些 在鄕 村裏住 的人民 r 我也 相信目 前生活 
最苦的 是住在 鄉村裏 的人民 ，所以 對於 他們生 活的齧 讖應 當是討 諭中國 改造和 重建的 重要前 
題 * 

我硏 究中國 雔材 的原 因有一 大部分 是出於 我私 人傲 學閧 的程序 。我 最早是 讀人類 學的 • 
從人類 學裏我 發費 要去瞭 解人類 的生活 ，最 好是 先從比 較簡 單的標 本下手 ，所以 我第 一次實 
地硏 究的對 象是 庚西的 猪民 。從廣 西回來 ，我 才着 手硏究 比較铋 雜的鄕 村的鄕 村社區 •最先 
是拢定 我所熟 悉的 家鄕 。抗載 開始後 ，我 在雲南 H 作 ，於 是集中 力量去 硏究內 地鄕村 。從鄕 
村的 硏究裏 ，我曾 想逐渐 睹進 更钽雜 的市鎮 社區 •可 是因 爲種 種限制 ，我 並沒有 如願以 愤。 
我所計 畫的 街集調 査 並沒有 實行。 一直男 現在 我還在 找求機 會去實 地硏究 一 個市錤 。至 於比 
市錤更 钹雜 的都會 ，我 還不敢 作任何 具體的 硏究 計畫。 


但是 我明白 如果不 _ 解癤 村以 外备 種性 S 的 赴羼， 很 容易像 摸象的 瞎子把 象形容 成四捆 
大柱子 ❶所以 我 在討諭 癤土 重建問 題之前 收了兩 簏 有關城 鄕關 係的論 文 。我更 在第 二簏 中把 
我衡 於螂 村以 外各 種社區 的性質 作一些 初步的 分析 。這種 分析在 我捆人 的硏究 程序上 說可能 
是太早 ，因 爲這 裏所根 據的 材料大 都並非 有系統 的硏 究結果 ，而多 镉於 愐人的 印象； 但是因 
爲城 鄉翻 係道愐 問題曾 引起遏 許多射 在槪 念上 似乎 應當加 以董正 ，以避 免各人 所用同 1 
的 名詞指 着不同 的內容 ，使 討諭無 法 進行。 

我還啻 着 「都 會」 性 it 區涣 有在遙 * 裏提出 來詳論 。可 是有些 主張裸 市化的 朋友常 把上 
海 遂一類 「商埠 J 和紐約 、偷敦 等一類 「都 會」 合併在 一起不 加分別 。在 有些現 象上它 1 
相同的 ，但 是也有 許多 方面是 不同的 。我很 願意 在這裏 ，就它 們不 同的方 ie 補充 一說。 

紐約 、儋软 每類都 會可以 說是廣 大的經 濟 B 域的神 經中樞 。它支 配着道 一悃 區域 裏的經 
濟活動 。道 愐中心 的繁 榮也就 代表道 區域 的繁榮 。不同 區域間 的經濟 往來 是由 中樞相 聯繫 
的 ，譬 細美 黼 内 地和英 H 內 地小錤 間 货物的 交易 ，也是 一種分 H 的表現 •• * 不是 直 接的 ，而 
必 « 経 遢紐 約和 倫敦這 類都會 。同 一區域 內經濟 上的 配合 也靠這 中樞的 調排 •這中 樞的效 牵 
愈高 ，獬蕹 悃區域 的經濟 也愈有 利❶這 是一個 r 城霱 」 相成 的都會 型式。 

上海在 道方面 却和這 些都 會不间 。它 不是 一個橱 立的 經濟區 域 的中樞 ，而 是一僩 被致希 
條約所 酗 出來的 「 商埠」 。上 海式 的商埠 (Treaty-Port) ， 在它 們歷史 發展 上有它 們特別 的性 
霣 C 它 們是一 悃經濟 上處於 劣勢 的區域 向外颶 的一扇 S： 。 它 C 的發展 並不傈 紐約倫 敦 式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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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般 由於 它們所 處的區 域自 身親 濟發展 的結果 。它 捫是 由外來 勢力和 一個經 濟劣勢 的區域 
接觸時 發生的 。臂如 上海它 U 沒有闢 爲商埠 之前不 過是一 個小漁 村 。它 在原 來的經 濟區域 中 
處於 一個極 不東要 的地位 。但是 自從成 了一扁 門之後 ，情形 却完今 改變了  C 它 繁榮 /， 但是 
它的 繁榮却 並不代 表它所 !: 區域 的繁 榮， m 爲它是 優勢區 域勢 力伸入 劣勢區 域一個 駐足所 。 
上海 式一 類商埠 曾有很 長的時 間在政 治上被 劃成特 別區域 ，稱 作租界 ，甚至 M 租界 qr 以是 
「公 共」 的； 這 並非偁 然， 因爲它 在經濟 b 並不 是中阈 經濟 的中樞 ，中樞 像是心 臓 ，必 須是 
機體本 身的， 而租界 性商埠 在 經濟上 紙 是一侗 缺口， 一棟漏 巵。 

我 說商埠 是一個 經濟 缺口 ，目 的是想 指出它 基 本上和 「城 」 一般 是消费 的社區 。或 者有 
入 S 問我商 業是兩 利的 ，有 外貨輸 入自然 也有土 貨輸出 ，否 則贸易 終於 會停頓 的 。 道禪說 
袪在 紐約和 倫敦的 關係上 是對的 ，在 上海却 不盡然 c 上海 的確有 東西向 外輸出 ，土 貨輸出 不 
足 ，艤 之以黄 金白銀 ••再 不足 ，把將 來的收 入都押 了出去 。但 是這些 東西都 不是上 海本身 、 
甚至它 所支 配區域 之內的 H 業產品 ，而 是以 鄕村 裏所 出產的 H 業 原料爲 t 。 如架 上海： )3 榨商 
埠紙 是內外 的 溝通者 ，那 也可以 成 了紐約 和倫敦 ，事 實上 又不潴 。他 從生 產者牛 上拿 來的輸 
出 原料連 了出去 ，並 不拿相 等價值 的输 入回給 生產者 。它 白拿 了東西 ，和外 國做了 貝賣， 
得到的 洋貨却 自己消 费了。 

這種 商埠和 r 城」 不同 的地方 是在前 _消《 的 並不仰 仗自己 經濟區 域裏的 製造品 ，而後 
者 的消费 品 還是在 自己區 域裏 製造 出來的 。商 埠的« 濟作 用是以 洋貨代 替土貨 ，在 地主 之外 


加上 1 辦。 「城」 的主 角是塊 主 ，而商 埠的 主角是 買辦。 洋貨固 然經遇 商埠 一直梃 入到內 
地的城 鎭裏， 但是主 要銪 路還是 在商埠 本身 。由 于政治 上的特 殊地位 ，給谷 種在内 地 住不下 
、或 住不 舒適的 人一個 客棧。 我說是 r 客棧 j , 因爲 他們是 帶了較 進去住 的 。他們 的收入 f 
並不 在商埠 本身， 而是在 周圍的 鄕村裏 。大大 小小的 麥管插 在 中 國經濟 基地的 鄕村， 把財富 
在 各式各 種的名 目中吸 收到道 種商埠 裏來。 我們紙 要想 H 業這樣 落後的 上海能 維持這 樣的人 
口 ，它决 不可能 是自足 自給的 ，它是 被 _ 着的 ，用了 從鄕村 裏的剝 削出來 的財富 ，到 ：^一 
去換了  H 業品來 ，在 「租界 J 褰消费 ，道是 r 商埠 J 異於 「都會 」 的特性 。這 是城 鄕相尅 的型 式。 

現 代都會 是 現代化 H 業的產 品， 1 個沒有 H 業化 的區 域裏 不能發 生紐約 倫 敦之類 的都會 
的 。商埠 都 是工業 化 的區域 侵入 另一個 結構上 還維持 着封建 性的劣 勢經濟 區域 的過程 中所發 
生的 1 性 質的瓧 區 。把它 看成 一個普 通的都 會就 不正確 了。 

我並 不能在 這 方面多 作發揮 ， 因 爲我 已說過 ， 1於 道顴秕 區 還沒有 深切的 坍究 ，這裏 
所說 的不遇 是一 種提示 ，也 許可以 作硏究 這問 題的 朋友們 的 f 。 同 時我加 上這一 小段補 
充， 也可以 對城 鄕社區 性筲 分析 作初步 的結束 。 

X X XX 

因爲 我的知 識偏 甫任 鄉 村方面 ，所以 我 看一個 問題時 也不免 從道方 面入手 。「不 是崩 
憤 •而 是蘇 換」 是 就鄕村 這方面 說的。 我在那 篇蹌 文中巳 明白交 代淸楚 在都市 裏也許 不免發 
生崩 m ， 而在 鄕土經 濟中 崩潰却 似乎不 容易發 生 ，會較 生是癱 痪 的現象 。不但 戢道 樣說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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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麈 _ 了所 謂崩潰 是好像 一 部機器 因爲零 件脫落 而陷於 停頓， 是一種 有類於 機械 性的現 
象；！ I 澳是構 成一 愐有機 體 的各個 不 太相關 的細胞 的破壤 ，它所 給全體 的影！ || 並不 是致命 
的， 而是逐 渐的 ，.剷 耗性的  '有 一點 相類於 生物性 的現象 。這 些都是 譬喩 ，爲 了比较 容易表 
達我 的意 思而作 的譬喩 ，霉 市和 癱村 的區別 並非 眞是 機械 和生物 的區別 ，紙是 有類於 這種區 

我遒 篇論 文是在 分析鄕 土經濟 嫌瘓遇 程， 同時也 部分的 解釋 了爲什 麽中國 的經濟 會在這 
嫌逆轉 的成境 中拖得 這樣久 不 i 像現代 H 業經 濟裏所 可能發 生的生 產濘頓 式的崩 潰。 

*9*|^聿引 起了不 少並不 包含於 作者 原意中 的聯想 ，而 且所引 起的聯 想也因 讀者者 眼點 
不 同而相 差很逮 ❶有些 認爲 這樣 說法等 於是說 這種巳 使人難 堪的局 面還可 以 拖下去 ，所以 是 
荘遢譎 旣成 局面； 有些認 爲道是 一種極 深的悲 觀主義 ，因 爲癱 瘓將 延長下 去一直 到全身 的 、細 
£6. 都溃爛 才結束 。別 人在 我描寫 出來的 畫面前 作什麽 聯想 是他們 的自由 ，我所 希望的 紙是最 
好 不必因 爲所 嫌想到 的不偷 快的事 ，歸罪 到描寫 這畫面 的人。 

有 些朋友 指出說 我所描 寫的竇 面並 不完全 ，因 爲舊的 細胞確 是在瘫 癀 ，但 是新 的細胞 t ■ 
不斷的 在生長 ，癱澳 不是二 愐形 容全體 的確當 名字， 更確當 一些應 當是新 陳 代謝。 因爲 一 « 
大髗上 .是 鄕土性 的中國 ，蹙 靠神綞 中樞的 改變並 . 不 能使這 樞體得 到新生 ，必須 經過脫 胎換骨 
埠一步 •  一 步， 一 愐一俚 細胞 的轉變 ，舊 的死去 ，新 的發生 。如 果紙看 舊的 不免充 滿着 悲觀， 
.應當 w 到眼睛 裏去 的是 道新 嫌代謝 的遒程 • 


我想 這個說 法是很 可能對 的 ，可 是我自 己却藏 於正作 逐漸癱 •換的 過程中 ，我所 pr 以描寫 
的分 析的也 祇是我 所自— 經驗 到的 事實 ，所以 偏 m 於被. 認爲汰 悲 觀的畫 面了。 諮 •漭大 槪 
不應希 望我腐 出找沒 有看 到的事 實 。假如 中國確 是在新 陳代謝 ，關 於新生 的一面 ，讓看 到 
的人 极據事 實去分 析能 ，我 極願 做一 涸這類 分析的 讀者。 

我 同情於 希绍 能多 知道 知道得 更 完全些 的讀者 們， 我自己 作 閱滾 別人的 作品 時也是 這 
様的 。佴 是我 也希 望讀 者能就 作者所 說的話 去批評 ，而 不说從 「沒有 說的站 」 去灰示 不滿。 
如果能 就作者 沒有說 到的部 分加以 補充 ，那 是最地 想的 ，也就 是我抂 道後 記的開 始 fe 所說到 
的希望 。如 果囚桴 作莕存 些詁沒 軒說而 就加以 種種 有關作 者私人 用意的 猜则 ，對於 增加對 問 
題的認 識 的一點 匕是哓 沒冇玆 勒的。 

我認 爲應常 鼓勵 的是 毎個 人根 據他 自己所 若得到 的說話 ，各人 都能！ £r 樣 ，則鉍 驗可以 加 
得起來 ，使 侮惘人 都能任 討論 中增加 他 的知識 C K 實上 ，沒 有一個 人能右 得到全 局的， m 要 
的是在 不要 排斥 #何現 實的材 料， 把部分 的逐漸 能綜合 起來。 

X  X  X  X 

「某 •層行 政的 值化」 是私 想從坆 治 的角度 裏去認 淸找 們鄕土 社會的 結構 的企 。 在發表 
這篇綸 文之前 ，我在 「觀察 J 周刊開 始 r 那個 「從祉 會結構 滑中國 j 的系 統， VV 一 篇就黾 
r 論紳士 」 ， 我挑這 個對 象入手 是 W 爲 M 是個 比較上 沒有被 人注意 ，而 |: 屮 國仲 統結構 褢 
相 當重要 ，也 栩當 祓雜的 部分 。這篇 r 某層行 政的僵 化」 想指 出傳統 紳權解 體 之後所 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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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化現象 。這 篇論 文很快 的得到 r 反應， 其中有 一 部分認 爲 我在提 倡紳權 的恢復 ，這 和我原 
意 不合的 ，找是 主張用 M 一套的 政治機 構來 代替紳 權的， 所以在 「再論 雙軌 政治」 中 申論了 
一番 •說 明我 所希望 的 是民主 的建立 •，何 是爲 了要說 明知識 分子下 鄕服務 的重要 ，所 以提到 
我花 英國鄉 間看到 的情形 ，接 肴說， 如果這 些人也 能包括 在 紳士  一流人 物中， 則我確 對他們 
寄託着 希望。 有些讀 者 對於假 設詞 沒有 注意 ，不但 斷章， 甚至斷 句去念 ，把假 設詞取 下了， 
自以 爲可以 用來 作爲我 在 提侣紳 權的證 據了 。 其資 如果肯 耐心 把全文 細讀一 遍 ，我很 相信可 
以不 致得到 這種結 論的。 

我覺 得要 瞭解 中國傅 統 的政治 結構 應當 注意四 種不同 權力 間錯綜 複雜 的關係 。這 四種權 
力是桌 權紳權 、软 權和民 權。 a 權這名 ，制曾 引起 過問題 ，因 爲臬字 在腱 史上 可能祗 可指秦 
統一 之後的 中央統 治權力 。 我想指 的 對象却 要包括 秦 統一以 前一直 到現在 那種不 向人 民負責 
的政府 權力。 在「 論師 儒」 一文中 ，我 用了 「皇 權」 一詞來 說秦以 前這 種權力 ，但曾 經朋友 
指出， r 皇權」 适 名詞道 樣用法 是 和歷史 不合的 。我 曾想用 r 君權」 一 詞 來代替 「皇 權」。 
但是 r 君權」 一詞似 乎又帶 荇最高 當 局個人 的權力 ，並不 能包括 和他共 同執行 、甚至 分享統 
治 權的許 多不同 的分子 。君和 臣是相 並立的 兩詞， 不易用 君字包 括臣字 。用 r 皇權 j  I 詞却 
可以 ©栝 得廣 一些。 

皇 權本身 是惘 複雑 的結構 。譬 如說 ，漢代 的皇權 中可以 分出 ：皇帝 、重臣 、皇室 、宮 
廷 、外戚 宵官和 官僚 ，官僚 中還有 文武的 分別。 這許多 部分間 有着他 們共同 的利害 ，伹 


同 時也包 含 着矛盾 ，皇權 的重心 跟着 有變動 。如 果我們 根據這 一段腠 史加以 分析， 也可以 找 
出一 個變動 的過程 ，有 着可以 理解的 程序。 

提到 這些話 是 要說有 時一個 槪念要 找到一 個確當 的名 詞去 表示它 是很 凼難的 。我所 要表 
示 的是一 個不限 定於 那一段 塍史現 象裏表 現出來 的權力 形態 ，而我 們 所用的 那套名 詞 却都帶 
着歷史 意味的 。所以 我在 沒有找 到比皇 權更好 的名詞 前 ，祇能 A: 逼名 詞之下 加上 一個括 弧， 
說明這 種權力 並不是 一 定指統 一 f 中 央權力 ，凡 是根據 武力取 得和以 武力維 持的統 治權力 都 
可以歸 在我這 裏所謂 「皇 權」 的 一類裏 。如果 有人能 想出這 更確當 的名詞 •我 是最先 願意放 
棄 這名詞 的人。 

在上述 的四種 權力中 ，在 傳統 社會中 ，民權 是最不 發達， 不發達 到有八 認爲 並不 存在。 
他們認 爲前三 者交横 錯綜的 統治着 基層的 人民， 一切决 定 衆人有 關事件 的權力 都集中 在統治 
者手上 ，人 民是一 層沒有 自身紐 織的被 統治者 。 我的 看法稍 有不同 。我 承認民 權很不 發達， 
但是在 基 層上還 有着並 不由上 述三者 權力所 顧問的 領域。 這領域 我在寫 這幾篇 論文時 籠統的 
留給 了民權 。後來 我因爲 旣有朋 友提醒 了我， 我不能 不再細 細看看 這領域 裏的祓 雜情形 ，於 
是在 r 鄕土 中國」 裏 申引起 四種不 同性質 的權力 來：橫 暴權力 、间意 權力 、教 化權力 、和時 
勢權力 。民權 的意思 應當屬 於同意 權力的 性質， 但是在 中國 基層的 宗族和 地方紐 織中 ，同意 
權力的 活動極 有限， 主要的 却是教 化權力 。因之 我用民 權一詞 去指上 述皇權 、紳權 、铽 權留 
下的 領域並 不太篇 當而 且因之 發生了 疑問。 我在道 裏還不 能理出 一個更 明確的 看法來 答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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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 •祗 願意甩 m 個 例子來 說明討 論的重 要和 用處 。我們 對於現 實的認 識就 是這樣 一 步一步 
深人 進去的 。我願 意和大 家 一同切 磋 ，交換 意見 •，但 是對 於有些 人因爲 一 兩句 話不合 他們的 
成情 ，根本 把問題 取消的 ，則 覺得 是件城 事。 

在我那 幾篇論 文中 引起最 多的討 論的 是紳權 的性質 。這喔 個値 得從長 商榷的 題目 。我很 
想接 着本 書再編 出一太 「中 _ 社會結 構討論 集」 把各家 的討論 收集起 來 作爲深 人硏究 的開 
端 ，所以 在這裏 不必多 作申論 。簡 單的說 ，對於 紳權 的性質 ，有 兩捶 看法： 一是認 鸢紳 權乃是 
皇權的 延長 ，它是 皇權 統治人 民的一 種機構 * 紳和官 是一體 。另外 一種看 法是 紳權和 皇權米 
源不同 ，紳 權是祉 曾經濟 的產物 ，握有 傳統的 勢力 ，而 皇權 却是靠 武力 獲得的 .建立 在武力 
上， m 之皇權 和紳 權可以 發生衝 突的 •，在 中國歷 史上， 這 _阐 項勢 力常 常發生 爭執 ，因 之也時 
有相對 的消長 。在 一個時 間 ，譬 如六 朝門第 制度 堅強時 ，臬權 固然可 以州 武力來 輕取 ，但支 
配祉 會標準 的勢力 却 握在帝 皇所無 可奈何 的紳權 手上； 門第 制度的 破壊可 以說 是皇權 打擊紳 
權的勝 利 ，科舉 發達， 加強了 臬 權對 紳權的 控制 ，皇 權的集 權性也 隨之加 強； 道時， 紳權退 
取消極 的守勢 ，利 用官僚 機# 消 極的怠 H 以軟 禁皇權 ，自求 逃免專 制權刀 的壓迫 。道 一種看 
法我在 「論 紳士」 一文中 曾發表 過。 

這両 種看 法可 能祇是 各有偏 重 ，前 者偏重 於皇權 和紳權 合作以 對付 其他勢 力的说 象 ，後 
者 偏重於 皇權和 紳權 兩者的 矛盾性 。我認 爲兩者 都有事 實 根據的 ，至' 於 那一方 而比較 重栗， 
也得看 在那 種情况 之 下來决 定 。至於 把紳權 的來源 歸於 皇權， 我却並 不同意 。發 生這 種印象 


的是因 爲在 法律 上說皇 權是 全能的 ，可以 高於. 一切的 。其實 法律本 是皇 權所 頒佈的 ，從 這方 
面看去 ，常然 看不 見其他 權刀的 存在了 。邛們 應當注 意不是 這些表 I 加的法 ，而是 權刀實 際的 
運用， 法不過 是權力 運用中 的一個 T 具。 實際上 桌權是 否全能 的呢？ 道裏 jj 起了 權力 的限制 
問題， 也是我 在 「繾 軌政治 J 中所 要討 論的 主題。 

我認 爲一個 奄無 03. 制的 統治 權刀 是不可 能苌久 存在的 。名 義上倐 管 W 絕對 的權刀 ，仴在 
實際上 却是不 能維持 的 。所以 我認 爲一 個政治 機_ ，要能 維持 ，不 能祇有 a 上而 7 的 一條軌 
道 。能維 持的败 權必然 屢雙軌 的 ，就 是說 在自上 而 下的軌 逍外還 要 有一條 ， n 下而上 的軌适 。 
有形 的雙軌 政治就 是現代 的憲迖 和民主 •憲 法限制 了政 治權力 ，民主 加強了 自下而 上的軌 
道 。在 我們傳 統結 構中並 沒有 憲法和 民主 ，有 形的 雙軌並 不存在 ，於是 我要問 ，傳 統結 構有 
浼有 自^而 上的軌 道？ 這軌道 的效率 如何？ 道裏 我看 到紳權 的作用 。我 說紳權 有眷自 F 而上 
的. 軌道 的意味 ，但並 不 就是說 這是比 主的 ，紳權 並不是 K 權， 這點我 J U 說明 過。 

紳權旣 ，+是 一 條康莊 的自下 而 上的政 治軌、 迫， 中國專 制的岛 權怎麼 宵維 持得 這樣久 的 
呢？ 於是我 乂提出 「兩逍 防線 J 的說法 ，意 思是 說自上 而 下的軌 、迫 如果不 四通 八達 -軌； 逍上 
的車 子也不 開得快 ，自下 而上而 的軌遒 也可以 不一定 要溶導 開關了 。這. 兩條 軌逍 是相 配的。 

我所提 到的兩 逍 防線是 r 無爲 政治 」 和 r 紳權 鉍銜 j 。 我所 謂無爲 政治並 不是指 像現任 
的英 皇一般 P •憲法 上的 無能， 而是指 事實上 的無砣 C 這 裏還得 / 刻指出 ，歷 t 上並非 沒有大 
有作爲 、能 力強 的皇帝 ，但 是有 爲的結 果却在 單軌上 開快車 ，促 起人 民的反 抗而 終歸消 滅。 

獬 於各 家批許 的嫌 答覆  1 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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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道防 線是無 形的 ，所以 有 時可以 是 無效的 ，何 J 受到勝 史教 jJ 的， M 帝 ，講^ 吳保持 nd 的 
統治 ，却 得承認 無爲是 一種自 保之道 。這逍 防轉和 第二 道防線 足相關 的 。一儆 m 武 力得來 ，的 
皇位， Z 然可以 用武 力防止 別人來 輕取它 ，识是 却不 能憑武 力來 推行 政務 。於是 發生 / 一 個 
龐大的 官僚 機構 。皇 權固 然希望 這機構 成爲 自己的 爪牙， m 是要使 爪牙能 統治天 下 ，就 得給 
他們足 夠的武 力 作支持 ，而花 道一侗 交通 困難 、幅： n 遼闊 的天下 ，有 r 武力的 爪牙， 很可能 
就是 M 「取而 代之 J 的人物 。皁 權¥0阀， 武力 必姒獨 占 c 道裏 發生了 泉 權自身 的！ 螬矛 

F ， 皁權和 紳權 妥協 r  C 它 僚機怙 收 r 唞棟 權刀的 m 叠地帶 。 

皇權和 地方 權力的 紳權妥 協 ，從皇 權本身 說是受 到了事 實 上的限 制 。 名義 k 皇榷 是無限 
的 ，何是 「天 VV 皇帝遠 」 中間 夾肴 r 宵燎 i 紳士」 M  一 層， 使人民 並不直 接和 「玫治 老 

這兩 道防 線是 消栂 性的 ，而且 在一個 有爲的 皇帝面 前可以 不發生 有 效的作 m = 锺和 用憲 
法民 主一類 積栂 方而去 限制皇 權不同 。 

至於 有人以 爲我花 提倡 紳權， 那是他 們的 「以爲 j ， 我错得 大可爷 必辯 g 的 e 我在 原文 
中 B 屢 次說傳 統機構 JI 經不 合當前 的情况 ，我亦 曾強調 說無爲 政治是 做不 通了 。雖則 我也認 
爲在 一個民 主政府 實現 的初期 最好不 要 太集權 ，太集 權了可 能會使 這 種政府 乂變質 。但 是我 
承認率 實上 爲了 經濟 復興需 要的強 边 ，這 個政府 不能太 不管事 。這 裏要 取得怎 樣一惘 平衡， 


我自已 還沒有 答案 •但 是可以 說的， 政府權 能的增 加必須 在人民 控制得 住的範 圍之內 。如果 
要加 強政 府權能 ，必 須先加 強民主 的機構 ，那也 就是說 ，政治 雙軌同 時加強 。集 權的 中央必 
須是 向人 民負責 ，而 且要 直 接負貴 。那是 說行使 政權的 職位必 .須 由直接 代表人 民的組 織决定 
它 們的存 廢去就 C 

簡 單的說 ，我 所希望 的是： 皇權 變質 而成向 人民负 責的中 央政權 ，紳 權變 質而成 民選的 
立 法代表 ，官 僚變贺 而成爲 有效率 的文官 制度中 的公務 M ， 幫權變 質而成 H 商業 的公 會和職 
業團體 ，而 把整例 政治機 構安定 在 底層 的同意 權力的 某 礎上。 一 -這 是我 所希望 的轉變 ，至 
於怎 樣轉變 得過來 ，我一 時還 不能直 接加以 答覆。 

在 M 裏可以 附帶提 到的是 ： /!: : 适幾篇 論文中 ，幫 權這個 對 象不但 沒有 分析 ，而且 也很少 
提到它 。我 自 己對這 方面 的知識 實在 太少 ，很希 望有 朋友能 向這 方面深 入硏究 ，那是 要瞭解 
中國社 會 整個結 構時所 不能 少的部 分。 

X  XX  X 

從某. 層鄕土 着服去 看中國 的重建 問題， 主要的 自是： 怎樣把 現代知 識輸入 中國經 濟中最 
基本的 生 產基地 鄉村裏 去 。輸入 現代知 ■識必 須有人 的媒介 。知識 分子怎 樣才能 下鄕是 一個重 
建鄕土 的 一個基 本問題 。現 在的情 形却： 止 是相反 ，鄕土 社會中 1 批一批 的把能 有機會 和現代 
知 識接觸 的人才 送走了 ，爲 此我寫 下了 「損 蝕冲 洗下的 鄕土」 。接 着這一 篇分 析之後 ，我開 
始提出 r 鄕土 復員 論」。 

翳於各 家批 胖的 總答覆  一六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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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我沿 來 ，鄕七 禮建有 一例前 促就迠 奥解决 土地問 題 C 爲了要 说 jj 土地問 題的嚴 朮性， 
我提 出了  一桢看 法： 中阈、 的土地 础 度. J: 攸統經 濟中其 實 7 1 伏 Ff 病根 。我 們的十 ：地已 有大 
部分 祗能生 浠僅足 維持 , v #^ u /y 的 m 酬 ，它們 I 到 r 利用的 t •除上 ，實際 i 不發生 經濟地 
租 。适 補土 地應當 是 m. 小出去 的， m 鸩如果 I : 一十 ：地 的收栈 中交出 r  一半 作地租 後 ，所 剰餘的 
不夠養 活 /!: :. 适土地 上的 勞觔蕲 /  C 但 J J: 屮國 鄕村裏 .. 這類土 地却還 有人承 杻 ，原 m 是租這 

手 H 業 ，增 加收入 。單 從土地 利用上 济 ^， 不侦 得租楂 ，但 楚作 農家！ ； 濟上説 ，租 r m 地來 

手 H 業津 貼/土 地 制度。 

農工浞 合 的鄕土 鉍濟 \ 能維 持住傅 統土地 制度， 也維持 / 地主的 收入。 我接存 指 出西洋 
H 菜的校 入 ，打擊 厂手：丄 業 ，把中 國鄕村 遂漸鲈 純 農業化 了， 這時 ，土 地不 能同 時養 活地主 
和佃戶 的 it; 實：恭 露了 ，形成 日益嚴 m 的土 地問妞 。 

我迢項 分析足 N 時顧到 了引起 土地問 題的籼 外來的 闸方面 的因素 ，但 是有 些婧 荠不 知怎 
麼衍若 出题 外的枝 節來， 甚至有 說我不 明 白 地租的 意義， 也有說 我抹煞 歷史 事實等 一類的 
話 。旣有 這 類枇評 ，我祇 有承認 原 文中大 槪有詞 未 達意的 地方 ，所以 重祓說 了一篇 。至 於斷 
章斷 句的 說我作 維謐 地主 利益等 一類話 ，我 祇有信 託公 平的讀 者自己 的斷决 ，在 這襄 ht 不着 
辯 白了。 


構成 當前土 地問 題的內 外兩個 因素， 是必須 加以 應付的 。一 塊不能 同時養 活地主 和佃戶 
鴇 重人 物的土 地上 要能績 繼生產 ，祇 有讓呷 者去享 受這土 地上 的出產 ，這是 惟一的 辦法； 換 
? 句 話說是 「耕者 有其田 J 。 這已是 句老話 ，至 於怎樣 能實現 這目的 ，其實 也不出 F 面幾個 
可能 性：地 主自動 放 棄地租 。放 棄可以 是 有賠償 的 ，可以 是沒 有賠償 的； 有 賠償的 話赔 償的 
數目决 不能影 響到耕 者的温 飽水準 ，不 然也就 等於沒 有放棄 地租了 。地 主如果 不自動 放棄地 
粗 ，而 事實上 ，常前 的 情勢已 無汝 維持 ，則祇 有走上 被迫放 棄的一 •路 。放 棄的程 度可以 是一 
部分的 ，可以 是全 部的。 要希望 地主有 遠見 ， /j: 沒有 受到敝 力就 自動放 棄特 權是 不容易 想 

一 個因素 是要看 原有 靠地租 生活娃 否能在 轉變到 生産事 業裏去 ，不一 定要和 傳 統土地 制度共 
存亡。 我提出 地主階 層的子 弟轉變 的問題 曾被那 些以 爲我 /n 維謐 地主 利益的 批評者 發生了 誤 
會 。我 願意明 白的說 ，我所 矜服 是地主 這個 制度， 要取消 的是制 * ， 不是那 批人， 人可以 轉 
變到 別的社 會層 裏去 的。： 吳減少 改革 制度的 阻力就 得對那 些人的 生活有 個合理 的安排 ，最合 
理 的安排 就是侦 原 來不事 生產的 ，現 在 也 加入生 產了。 

土地問 題的解 决 ，可以 減 少寄生 在 土地上 的一 餍人物 。 但是 祗從 < 分配 上褚手 ，我 們並 
不能 希望對 生產上 有太大 的促 進作用 。要提 V 鄕村 裏的人 的 生活程 度， 還得開 源， 增加收 
人 ，在 這褢就 得應付 引起十 ：地問 題的外 來因素 ，重 建西洋 H 業 所摧殘 的鄕土 H 業了 •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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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土 H 業這個 名詞是 我在這 一個系 統的淪 文中 逭下的 。最 初我 常用手 H 業道 個名詞 ，譬 
細在討 論 r 人性和 機器」 這本小 冊裏就 用了  r 中國 r H 業的 前途」 作爲副 題 。鄕土 工 業在以 
往確是 等於手 工 業 ，而 我的意 思却在 希望 鄕土 工 業的 技術基 礎由手 工 而變成 機器； 因 之在名 
詞 上引起 了許多 混淆 。有人 認爲我 提倡手 工業而 反對 機器 ，有八 說我 r 留戀 」 於過去 。爲了 
免 除這些 混淆我 才採用 這鄕土 H 業一詞 。鄕土 H 業 吋 以是予 H 的， 也可以 是機 器的； 可以是 
家 庭性的 •也 可以是 H 廠性的 •，重 要 的是在 這棟丁 ： 業並不 隔離 於鄕村 ，在原 料 、勞 H 、 資本 
等各 方面以 鄕 村的來 源爲主 C 

我屢次 說鄕土 H 業是 我們花 打算重 建中國 經濟時 應 當注意 的一項 。這也 說 明了我 並沒有 
說一切 丁 ：業都 要分散 到鄕村 裏去 。這是 不可 能的 。任何 人都 能明白 ， 一 個鍊鋼 廠+可 能化成 
.鄕土 H 業的 。俏是 許多 批評者 ，我不 明白 爲什麼 原因 ，一 定要咬 定我在 設想 一個全 盤鄕土 性 
的經濟 ，這 樣咬 定之後 當然很 容易加 上一锎 幻想的 帽子 ，而 把怎 樣去推 進鄕土 H 業的問 題輕 
輕取 消了。 

我也並 沒有認 爲鄕土 H 業可以 單獨 發展 。鄕土 H 業要 變省 ，就 得有許 多機器 ，而 且在動 
力上 ，需 要電方 的供給 。在 這裏 又有人 反過來 認爲中 國電氣 化是個 幻想， 說是幻 想， 又可以 
把變 質問題 取消了 。在 我看來 鄕土 H 業的 轉變並 不是突 然也不 一定是 澈底的 。重要 的是在 增 
加鄕民 的收入 ，增 加一點 是一點 ，愈 多翥好 ，念 快愈好 。有多 少可用 的機器 就 用多少 ，有多 
少可以 引入 的現代 知識就 引進去 多少。 


這裏當 然還有 許多値 得硏究 的問題 ，那 就是在 有限的 資本下 ，重 H 業和 鄕土丁 ：業 之間臁 
當維 持什麼 樣的 比例？ 重 ：丄 業 的經營 應當採 取什麽 方式？ 我對於 這問題 的看法 ，在最 後兩篇 
裏曾經 間接暗 示了 ，如果 H 業建設 的資本 得由廣 大農民 節約儲 蓄出來 ，最有 效 的辦法 是讓這 
些資本 直接由 精聚者 投 在 他 們可以 看 到的觚 土 H 業裏。 至於重 H 業的 建設依 實 際情况 說總得 
由 政府去 經營； 如 果政肘 不能 把握住 一筆大 的資本 ，(不 從豪門 積 聚的财 富襄 徵收 得來 ，就 
得從國 際借款 上想法 ) ，就 得慢慢 靠人民 的節約 儲蓄。 現在這 樣貧乏 的狀况 裏要 很快 的擁出 
大 筆資本 ，很 難會不 遭受反 抗的。 作 我看來 ，一 個要能 受人民 擁譲的 被府 ，經了 這多 年的戰 
爭 ，必 然得先 做到與 民休息 ，培 養元 氣的最 低標準 ，那就 是說不 苒增加 人民的 擔負； 不但不 
增邡 人比 的負扭 ，而 H: 得很具 體的增 加人民 的收入 ，看 得到 的收入 。在 這創痛 之後卽 刻強制 
人民去 爲國營 H 業積 資本 ，在政 治上淆 去， 是件筲 險 的政策 。所以 我 傾向於 先發展 鄕土 H 業 
的意思 ，然 後用 這锺 H 業 裏所創 造 出來的 資本去 發 M 較大規 模的重 H 業。 簡單說 ，我 們得從 
土 地裏拉 出鄕土  W 業， J; 鄕土 工 業扯出 尻族 工 業。 這條路 線是比 較慢的 ，但也 比較穩 的 • 

/ !: 確立 鄕土丁 ：業的 過程中 ，政府 有很多 事可以 做 ，而 且必需 做的 ••現 代技 術的下 鄕不能 
不由 政府出 來推動 。我在 上面 所提到 知識分 子下鄕 的困難 ，就 因爲鄕 村裏缺 少可以 應 用現代 
知識 的事 業。 /!: 種 梂能應 用現代 知識的 事業中 ，最 基本的 是生産 事業， 而生產 事業中 最容易 
有 效的是 H 業。 

以往槌 種鄕村 建設 的嘗試 ，似 乎太偏 重了文 字教育 、衡生 等一類 並不直 接增加 農 家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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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 。這 些事並 不是不 重要， 伹 是它們 是消 费性. 的 ，沒有 外力 來資助 就 不易 繼續。 要鄕土 
在自力 更新的 原則中 重建起 來，！ 切新 U 業本 nr 必耑 是架 經濟 上算得 過來的 ，所以 鄕土  H 業 
可能 是一種 最有效 的入手 處。 

我 們有理 由 想到如 果鄕土 工 業不 過是一 種中國 H 業化 的過渡 步驟， 這個 步驟會 不會龃 礙 
中國高 度 H 業化的 發展。 換一句 話說 ，如 果我們 投了資 在 不太 有效率 的鄕土 H 業 ，而 到後來 
遺些工 業還 是要被 大規模 H 業所 代替 的話 ，這 筆資 本不是 投得寃 枉*-麼？ 我覺得 事實 b 雖 11 
有 此可能 ，但 是並不 會太嚴 m 的。 第一是 G 許多輕 H 業大 規模生 產的 利益並 不一 定是熘 著 
的 ，而 且鄕土 H 業並 不限 於家庭 H 業， 有許 多鄕土 H 業， 開 妯 就可以 用 村子或 區域 作設計 的 
單位 。每種 H 業有 它適中 的規模 ，需 要我們 硏究和 試驗 。第 二鄕土 H 業本 身是 可以演 進的， 
投資的 數量旣 然小， 設備的 利用花 較 短期間 就可以 出本 ，所以 $ 和擴 大並不 會招致 過甚的 
損失。 —— 我在這 裏 祇能就 原則上 作 些提示 ，事 實上非 j: 實 際情况 中不能 具答覆 M 類問題 

如果 說我迢 種 想法是 € , 倒不 如說我 這 種想法 太遷就 了事實 C 所以我 在 社會學 年會討 
獪道 問題的 開 始曾语 樣說 ： 「 如果腹 子能征 服了月 球 ，吳 景超 先生 和我一 同去設 計一個 建設 
月球的 方案， 我相信 我們不 會有 什麼不 同的意 見的； 每個 人所想 象的天 堂離不 了樹上 長_葡 
荀， 河裏淌 着牛乳 那一套 。可 是我 們現在 要應 付的是 吳先生 描寫在 『 刼 後 災黎』 一書 襄的中 
國。」 

括又 說回来 ，我 這本 r 鄕土 重建 」 能完全 不成爲 一俚幻 想麽？ 我不 敢說， 因爲現 實吿訴 


我們， 我們講 「重建 」 遺太早 ，洪 沫正在 沖洗， r 刼後炎 黎」 的 「後 j •宇 還用 得不太 切當。 
鄕七 要電 建必須 有一 個前提 ，那 就是有 I 個爲 人民服 務的政 府❶道 個前 題如果 不存在 ，這一 
套討論 重建 問題的 話也 都不發 生直接 意思了 。我這 套話 也可以 說都是 白說的 。但 是我 也不能 
想象 中國永 遠 能這樣 下去 ，有一 天 t 建 鄕土的 前提存 在 了 ，我這 裏所 提出 的問題 還是要 我們 
細細 硏究的 。所以 我覺得 這套意 見還是 有用的 。也 許早一 些把道 些問題 肴 手硏究 ，到 重建的 
時候 到來時 ，不致 完全靠 一時的 衝動去 應付 ，而遺 受許多 不必要 的損失 。而且 ，像 我這梂 的 
寄生 ，除了 這種 H 作之外 ，還 能有 多少爲 國家服 務的機 會呢？ 爲了這 個原因 ，我 還是寫 下了 
這許 多字， 而且還 要把 它印成 小書， 貢 獻給躕 者作思 考時的 參考。 

X X X  X 

最後 ，我 得威謝 王芸生 先生， 他鼓勵 我把這 套意見 寫出來 ，更 給我機 會在 大公報 上陸績 
發表 ，而且 還允許 我把道 些 已發表 過的論 文艤成 此書， 在觀察 社出版 。其中 有一篇 r 論城、 
市錤 」 曾 在 「中 國建設 」 發表遇 ，在 此也 附帶向 編者 道謝。 

找本來 的計畫 是把各 家對這 套論文 的批評 一 起編入 ，成爲 一本討 綸集 。爲 此我曾 經分別 
得到 了許多 原作者 的同意 。但 是編 就一看 ，分 量太重 ，在 印刷和 出版的 條件下 ，不能 不放棄 
這計畫 。讓我 對許多 曾經給 我指教 ，又 允許 我重印 他們批 評的朋 友們表 示我的 威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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